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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轰炸机起飞一分钟之后，另一架飞机紧接着起飞，如果轰炸机都保持这样的起飞间隔，每个飞行员都保持适当的速度和事先设计好的爬升角度，那么就算是突降冰雪和机械故障也不能改变他们在多云天气中的航线。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事实却是：当几百架轰炸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住的时候，他们的飞行员无法看到任务目标，也没有人能预料到情况会变得这么糟糕飞行员们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在1944年2月22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看到了战争结束的征兆，因为每当我一躺在那张并不怎么舒服的床上时，就可以看到美国第15航空队的轰炸机从意大利的基地起飞，越过阿尔卑斯山来轰炸德国的工业目标，而此时天空中没有一架德国的战斗机。







阿尔伯特施佩尔（当时德国军工生产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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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44年2月20日至25日，欧洲上空发生了一场异常激烈的空战，这段时期因此成为世界空战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史称最长的一周（BIG WEEK），一些军事专家甚至将它与阿登战役和诺曼底登陆战相提并论，并赞其为二战中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之一。因为这场空战的胜利对于日后昼间实施精确轰炸，以至对于更远的1944年春季发动的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登陆进攻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后来的这场登陆行动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所以最长的一周在盟军的胜利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盟军登陆欧洲大陆的军事行动成功之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需要完成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是摧毁德国生产战斗机的工业设施；第二是在空中击败德国空军，夺取战场上的制空权。阿诺德将军在1943年12月27日曾说：如果不摧毁德国空军，那么霸王行动将不得不推迟。因此，从1944年2月开始，美国陆军航空军开始执行这两项任务。本文讲述的就是他们如何完成这两个任务的故事。






 第一章　作战简报



1944年2月20日



英格兰，第8航空队下属的第95轰炸机大队基地




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束射入兵营的黑暗处，一直射进吉恩曼森（Gene Manson）的眼中，顿时他的脑子都要爆炸了。此时有人用手猛烈地摇动他的肩膀，并说道：4点半钟，听取战斗简报。

接着，手电光移到了并排的另一张床上，值班军官开始叫醒下一个人，并对他重复相同的话。

天气怎么样啊？曼森对着将要出门的值班军官问道。

云都压到房顶上来了。值班军官开玩笑地说着，接着砰地一声关上了营房的大门。

曼森很不情愿地伸了伸腿，起身坐到了床沿边，试图理清一下自己的思绪。领航员梅尔弗拉德伯（Mel Fladeboe）穿过兵营的走廊，站在他的床边，开始唱起他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都要唱的那首挪威民歌。

闭嘴，有人嚷道，我都要被你搞生病了。

而弗拉德伯不管别人的指责，继续唱他的歌。

很快，指责他的人改口了，说道：你会唱着这首歌下地狱的。

今天可能要折腾一整天了曼森这么认为，所以他长长地呼了口气。既然每次执行任务时，也没有哪个飞行员或机组成员能为自己的飞行服加一双翅膀，或者为自己跌落地狱前准备一把铲子，那么想要在1944年2月20日就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到并做好准备，这种想法真是荒谬。

曼森大致穿好衣服后，顺手抓上他的皮制飞行夹克，快步走出了兵营。此时是早晨，
 天还不是很亮，他摸索着爬上了接送机组成员前往食堂的卡车。在上车时经历了一番推挤之后，他终于坐到了卡车左边的长椅上，这时他才披上他的夹克，并且扣上它，以保持温暖。

在食堂里，当大家发现端上来的鸡蛋全是新鲜的，没有半点变质的斑点时，顿时感到会有麻烦了。

只有被判有罪的人才吃这么丰盛的早餐。尾炮手坐在桌边，拿着他的碟子平静地说。

吃吧，为了明天的死，今天要高兴点。另一个炮手俏皮地说，但没有一个人发笑。

明天，地狱。今天，天堂。

带有斑点的鸡蛋意味着将有一趟轻松的任务。而新鲜的鸡蛋则意味着要去执行的任务是很艰难的。这些鲜鸡蛋既是一种美食也是一种贿赂，看到它就让人想起将炸弹投向敌人控制区域的同时，惊恐地发现自己飞机的翅膀被击中起火。此外，鲜鸡蛋还代表着将要飞行的线路在领航图上会是一条很长很长的红线。

突然之间，曼森不再感到饥饿了。

1个半小时之后，曼森和他的机组成员来到了一栋被灯火管制的建筑前，在门口他们接受了2名岗哨的仔细检查。通过检查后，他们进入建筑物，踌躇地来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这里就是作战简报室。这里，每个角落都散布着人，有的人窝在椅子里，有的人则笔直僵硬地坐在椅子上，似乎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房间正前方覆盖住的作战地图给催眠了。

4点半钟，一名少尉开始按照名单为到场的人员点名，每一架轰炸机上的军官都要向他报告自己的机组的到场人数。点完名后，一位体型瘦长的上校走上了讲台，他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脸也刮得很干净，他一直走到被布覆盖着的地图前，这时整个房间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位上校身上。他就是哈利芒福德（Harry Mumford），第95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他一手扯开了覆盖在地图前的布帘。

每个人的视线都在沿着地图上的红线移动。一条红线从英国出发，穿过英吉利海峡越过比利时进入德国，直到莱比锡（Leipzig），在那儿划了个小圈，然后掉头往回走；另两条红线穿过北海，越过黑尔戈兰岛（Helgoland），穿过丹麦，在罗斯托克（Rostock）划上一个圈，这条线在前往莱比锡的那条线的正北方没有一个人说这样飞行需要很长时间，但完成这两条航线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个炮手轻声地吹了声口哨说：我想母鸡要对它们生的鸡蛋感到生气了，因为这次任务的价值远远超过它生的最新鲜的鸡蛋。

其他人很快也开始谈论起来，房间里很快充满了或兴奋、或抱怨、或哨皮的声音，直到芒福德上校开口说话，这些声音才平静下来，上校说道：今天我们将在晴好的天气下执行的这次轰炸任务，是自空袭施韦因福特（Schweinfurt）以来，再次对敌人控制区的纵深进行空袭。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另一些人也将在这次行动中有所体会。如果我们运气好
 的话，这将只是一次长途旅行；如果运气不好，我们就将在地狱里用双手去战斗。

他指了指靠北边的那条红线说：我们第95轰炸机大队的任务就是轰炸罗斯托克，并且没有战斗机护航。

听到上校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快晕了什么？没有战斗机护航？以往甚至在法国海岸线上执行一些相对轻松的任务时都有这些小朋友
［1］

 的护航。而此次执行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却没有这些战斗机在旁边伴随飞行，没有它们的环绕，也没有它们围着轰炸机上下翻转。大家立即意识到，没有战斗机护航的任务，意味着自杀

就这样，最长的一周行动开始了。这个二战中可以和阿登战役、诺曼底登陆战相媲美，并与它们一样被称作整场战争中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之一的空战传奇，开始了。这场行动中，美国陆军航空队没有足够数量的轰炸机，没有能够执行远航程任务的战斗机护航，也没有足够多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但是盟军日后对欧洲大陆的进攻需要美国的轰炸机参与粉碎德国的空中力量，清除空中的敌方威胁。1944年2月22日，第95轰炸机大队作为这次行动中的一个作战单位，与第8航空队的其他轰炸机大队，以及驻扎在意大利的第15航空大队一起起飞，去完成这场持续时间达6天的、伟大的并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空中决斗。这场决战将在整个西欧上空展开，战线从须德海（Zuider Zee，位于荷兰东北部）蔓延到到多瑙河（Danube）。








［1］

 小朋友指战斗机，这是轰炸机飞行员对护航战斗机的昵称，如电影《孟菲斯美女号》（The Memphis Belle）中，当孟菲斯美女号上的炮手看到德国战斗机出现时，护航战斗机马上上前迎战，高兴地叫道：瞧啊，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了。






 第二章　计划


1944年2月20日到25日发生在欧洲上空的一场激烈空战，使这6天成为空战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这就是最长的一周，它是为了执行全面打败德国空军的计划而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顶点。这个计划是由空战计划部-42（AWPD-42，即Air War Plans Division，Air Staff 1942）制定的，该计划思路清晰，它是为了最终的胜利而描绘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蓝图。实际上，这个计划并非完全由空战计划部-42原创，它几乎重申了美国陆军航空队早在1941年9月时就提出的一个构想。1941年，由当时还是陆军航空队指挥官（即当时未单独成立的美国空军的首脑）的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将军牵头，由哈罗德上校、肯尼斯沃克中校、库特少校、海森4人组成了空战计划部-1（AWPD-1）。这个战略构想就是由这几个年轻的军官制定的，珍珠港事件后直到1942年9月空战计划部-42成立为止，这个构想仍然是有效的。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考虑陆军、海军的战力和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后，提出了一个目标：要取得压倒敌人的完全优势，于是这个构想便被再次提出。

很明显，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并没有足够的资源，以支持他们的空中力量同时击败德国和日本。当要从这两个敌人之中选择一个作首要打击的目标时，德国自然首当其冲。究其理由，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在盟军的陆军力量强大到足够打败轴心国地面部队之前，空军是唯一能够反击希特勒控制区的力量。如果盟军的空军，特别是美国陆军航空队能耗尽德国空军的力量，并且摧毁支撑希特勒强大陆军的经济基础，那么当盟军地面力量足够强大时，就能够进攻欧洲大陆了。因此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国和英国对于用空中力量打击德国的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空战计划部-42为此选择了177个将要打击的德国工业和军事目标，并将它们分为了7个大类，阿诺德将军说：如果能够摧毁这些目标，就能消除掉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资本。这7个大类如下：


 1．德国飞机制造厂

2．潜艇基地

3．交通运输业

4．发电厂

5．石油工业

6．铝工业

7．橡胶工业

阿诺德将军估计要使支撑希特勒战争的这7大类目标工业单位产量减产，需要向它们投下1330吨炸弹，而投下这些炸弹则需要轰炸机部队在几个月中连续出动66000次。他计划到1943年底，这7大类中的小类的目标将有近三分之一会在力量不断增强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屡次轰炸下被摧毁，剩下的目标也将在1944年的头4个月中被摧毁。由于1944年5月诺曼底沿岸的潮水和水文条件有利于盟军的地面部队登陆，所以完成计划的最终期限被暂时定在了该月。由于盟军计划的登陆行动要求完全掌握制空权，如果美国陆军航空队没能在这个最后期限前完成计划，即没有掌握到制空权，那就有可能危及登陆行动的成功。不幸的是，阿诺德将军的方针和计划到最后期限也没能实现，这是由于德国空军识破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意图，竭力反击造成的。

事情的发展很快证实，美国陆军航空队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要实现目标需要更多的飞机。1942年原本计划生产60000架飞机，并且将其中的40000架投入到陆军航空队服役，结果这个生产目标远没能实现。眼看1943年就要到了，而这一年将有比上一年还要高的飞机需求量。空战计划部-42的制定者们试图通过预估的投弹量和轰炸机出动次数来估算需要生产多少架飞机才能摧毁那177个目标，并假定欧洲的气候条件允许每个月能执行计划表上的5～6次轰炸任务，还参考了英国轰炸机每个月20%的战损率，计算出了所需用于轰炸欧洲的轰炸机数量2965架。如果1944年1月能将这个数量的轰炸机投入到欧洲战场，那么到时盟军就可以按原定计划在5月进行登陆行动了。

但空战计划部-42制定的这个目标遭到了来自海军的反对，因为这个计划将1943年生产的139190架飞机中的大部分都分给了陆军航空队，而除了欧洲战场，其他战场也很需要飞机。虽然有海军的反对，但美国陆军部和罗斯福总统还是同意让陆军航空队享有这大部分，并同意实施空战计划部-42制定的从空中打击德国的计划。

但是实际生产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如果要在1943年生产139190架飞机，那么用于生产其他物资的资源将是远远不够的。战时生产管理委员会主席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注意到美国陆军部这个生产计划超出了整个国家的生产力。虽然生产如此庞大数量的飞机是由罗斯福总统亲自拟定在必须生产物资的清单上的，但是这份清单上除了飞机之外，还有商船、战
 舰、原料工厂，甚至还有通过租借法案承诺向苏联提供的物资！这些都只是写在纸上的目标，但能否实现却令人怀疑。诚然生产的这些东西是为了获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这些指标到1944年也未必能全数生产出来。所以到了1942年10月，在研究了纳尔逊的建议后，罗斯福总统决定将1943年的飞机制造数量从139190架减少到107000架，但是总统强调了一句：必须确保给予飞机制造最高的优先权，不管在生产中遇到什么情况，都要确保做到这一点。

这是对空战计划部-42所制定的计划的初次修改，并最终导致了一年后最长的一周行动的执行。

阿诺德将军和陆军航空队的参谋们不仅持续向美国陆军部施加压力，要求后者提供更多的轰炸机用以执行空战计划部-42所制定计划中的第一项到1943年底摧毁177个目标中的三分之一；而且他们要向英国人证明，对欧洲的昼间轰炸既是可能的也是正确的。英国人的轰炸学说是：应当大规模大面积地攻击和摧毁德国的工业区和工人的住宅区，让德国的人力资源枯竭，进而影响到战斗的士气。但阿诺德将军和他的参谋们认为这样的轰炸既浪费弹药又并不实用，他们更喜欢在白天对德国的重要工业和军事目标进行精密地轰炸。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人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将第8航空队加入到英国人的夜间大面积轰炸行动中，但阿诺德将军号召他在轰炸领域的高级专家捍卫美国人的轰炸战术，并且指派艾克少将来指挥第8航空队。

1942年2月20日，艾克少将率领6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军官抵达了英国，开始建立第一个美国轰炸机指挥部。这6名军官分别是彼得比斯利（Peter Beasley）少校、哈里斯赫尔（Harris Hull）中尉、弗兰克阿姆斯特朗（Frank A.Armstrong）中校、弗雷德卡斯尔（Fred Castle）上尉、伯恩雷（Beirne Lay）上尉和威廉科沃德（William Cowart）上尉。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耐心而且需要勇气。甚至在美国轰炸机部队的组建形成阶段，英国人还坚持认为白天对德国进行精确轰炸是不可行的，因为要冒着敌人的防空炮火，避过敌方战斗机的拦截，然后从空中更高的位置上投下投弹。因此艾克少将期盼美国的轰炸机和机组成员能早点到来，以便向英国人证明美国的轰炸学说是正确的。但由于飞机的缺乏、人员训练的不足和天气的恶劣影响，第8航空队的第一次轰炸任务直到1942年8月17日才开始执行。这一天，6架隶属于第97轰炸机大队的B-17E从位于博布鲁克（Polebrook）的基地起飞，充当吸引德国空军注意力的牵制部队，而另一支含12架B-17E的小队稍晚从位于格拉夫顿安德伍德（Grafton Underwood）的基地起飞，这其中包括艾克少将乘坐的绰号为洋基歌（Yankee Doodle）的B-17，他们花了1个小时爬升至23000英尺的高度，并组成了密集的防御编队，前往轰炸目标法国西北部鲁昂（Rouen）的火车编组调度站，在那儿他们投下了共约36900磅的炸弹用于轰炸调度站的铁轨、机车和建筑物。当晚7点钟所有参加轰炸的B-17均安全返回英国，美国人的第一次昼间轰炸行动获得了圆满成功并被载入了史册。对于
 这次胜利，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指挥官上将哈里斯爵士（Air Marshal Harris）专门发来了贺信，信中说：祝贺所有参加这次对德国占领下的欧洲进行成功轰炸的所有军衔的人员，美国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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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进城了，而且戴着插有漂亮羽毛的帽子。

美国陆军航空队执行第一次任务带来的胜利和庆贺很快就被英国人忘到了脑后，在1943年1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国皇家空军再次质疑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昼间精确轰炸战术。艾克少将在阿诺德将军的授意下，告知参加会议的英国代表，他们的昼间精确轰炸战术是成功的，并且能完成英国的夜间轰炸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艾克少将说：昼间精确轰炸可以打击面积小却重要的目标，比如独立的工厂，这些目标在夜间轰炸时几乎无法被看清甚至被发现。另外，一次昼间精确轰炸比一次最成功的夜间轰炸效果好上5倍。接着，艾克拿出了统计数据来证明他的观点，他提供的数据直接证明了昼间轰炸比夜间轰炸更安全也更经济。然而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国陆军航空军的作战记录还是受到了批评家们的攻击，其中也包括英国人的批评，他们围绕他提出的昼间精确轰炸理论和昼间轰炸的经济性、安全性，提出了几个很尖锐的质疑：

为什么有多次任务中途中止？

为什么美军轰炸机没能执行更多的轰炸任务？

为什么美军轰炸机不能直接轰炸德国？

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而质疑的人群中，更多的是美国本地人及侨居在英国的美国人。为此，艾克很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确没有轰炸德国本土的目标，事实上，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目标会成为昼间轰炸的首选。我希望联合作战部的参谋们能逐步扩大轰炸行动的范围，包括在德国境内的目标。

1943年2月1日艾克少将开始履行他之前的承诺，命令美国陆军航空队轰炸位于德国本土的目标。

这宣告了从1943年持续到1944年德国上空惨烈空战的开始，而最长的一周行动将这场空战推至了最高潮。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美国轰炸机是否已经做好深入德国本土纵深进行轰炸，而不损失一架飞机的准备。其实，之前美军已经有过一次试探性的深入德国本土的轰炸，那是在1943年1月27日，美军多架B-17轰炸了位于德国西部弗格萨克（Vegesack）的潜艇基地，这个基地距离威悉河（Weser）北海出海口处50英里。27日黎明时分64架飞行堡垒
 （即B-17型轰炸机）分别从英国的5个基地起飞，飞越北海上空，在11点10分进入德国领土上空。但这时弗格萨克上空的天气情况并不适合进行精确轰炸，所以轰炸机群转而飞向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威廉港。在威廉港上空25000英尺的高度，轰炸机群找到了一片较薄的云层，投弹手从云层的空隙中找到了目标并投下了炸弹。虽然这次轰炸对德国港口设施造成的破坏并不很严重，但却打乱了德国人的防御部署。之前他们已经习惯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夜间轰炸了，但这是第一次有轰炸机在白天来对德国本土的目标进行轰炸。德国空军指挥部反应还算快，他们马上调集了50～75架战斗机来对轰炸完后正在返航途中的美国轰炸机进行拦截，但是这些德国战斗机并没有给准备回家的美国战斗机造成多大麻烦，因为有经验的美国飞行员都将飞机开回到法国的基地里，而德国本土的飞行员几乎都是缺乏训练的新手，所以拦截行动只击落了1架B-17，但是德国人却损失了7架战斗机。

1943年2月1日，B-17型轰炸机从英国的瑟莱（Thurleigh）、莫尔斯沃思（Molesworth）、切尔维斯顿（Chel Veston）、本思班（Bassingbourn）和希普德汉姆（Shipdham）这些基地上陆续起飞，美军第一次正式对德国本土进行的轰炸开始了。不幸的是，之前那次试验性轰炸的成功让所有的指挥官和机组人员都产生了轻敌的想法，他们认为1943年深入德国本土进行轰炸不会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连B-17的机枪手和为他们护航的P-38、P-47的飞行员也认为，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击落德国本土上空拦截他们的德国战斗机。他们都没预料到，这个错误的想法将会让他们在整个1943年付出惨痛的代价。

对于8天后的这次深入德国本土的轰炸行动，所有的机组人员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他们可以击退德国人任何形式的反击。正是在这样的心情的支配下，这次行动的目标比上一次要更加深入德国工业的心腹地带，轰炸目标是位于鲁尔工业区的哈姆（Hamm），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铁路中心，并且有着精密的防卫。这次行动美国陆军航空队共出动了86架轰炸机，其中有22架以上的机组是第一次深入德国本土执行任务，而更多的轰炸机机组则是第一次执行轰炸任务。起飞时英国的天气并不是很好，但是据气象预报员预计，当轰炸机群抵达目标上空时天气将会转好，但接踵而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预报是错误的B-17机群一进入德国上空，就被厚厚的云层包围住，当他们能很好地观察目标时已经错过了哈姆的上空，所以轰炸任务被迫放弃。而真正的危机出现在穿过厚厚的云层之后，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暴露了出来原本很紧密的飞行编队被打散了，因为之前编队在厚厚的在云层中飞行时由于能见度极低，飞行员们为了避免相撞，都不自觉地拉开了彼此间的距离，而现在云层散去了，松散的轰炸机编队正是德国空军飞行员进行攻击的好靶子。

当这支松散的轰炸机编队准备去轰炸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埃姆登（Emden）（德国西北部一个重要海军基地）时，单引擎和双引擎的德国战斗机咆哮着将死神带来了。在美国陆军航空队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状况时，已经有4架B-17被击落了。其中1架FW-190战斗机迎面
 攻击1架B-17，双方面对面越逼越近，而这架FW-190根本没有退却的意思，最终两架飞机迎面相撞双双坠落。冷静下来之后，美国轰炸机飞行员明白了：德国空军绝不会允许他们在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并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肆意入侵他们国家的领空。不过，所有的美国轰炸机飞行员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这些现代化的空中堡垒只是受到了日渐衰落的德国空军的惊吓。有一种信念也在支撑着他们：这场发生在5英里高空的生与死的决斗，将决定未来打败希特勒战争的胜利，如果不能取得空中的霸权，盟军地面部队将不能越过海峡登陆欧洲大陆，没有地面部队也不能最终击败纳粹。

在1943年2月这1个月里，第8航空队接连损失了可以执行任务的84架轰炸机中的22架，这么高的损失比是极其严重的。艾克明白昼间轰炸是航空队一直要坚持的战术，而他对此也要承受来自英国和美国双方面的压力。要更好地执行任务，就需要扩大他的权力和影响力，同时也要提升轰炸机的投弹设备。由于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仓促参战，军队扩充很快，陆军航空队也是如此，但新兵训练不足，更没有实战经验；同时美国的军工生产刚刚转入战时轨道，大量的产能还没有释放出来。1943年上半年，那部分由空战计划部-42制定的头三类目标，第8航空队须首先摧毁，但这些目标都有着坚固的防御，可航空队由于轰炸任务或机械故障缺失的飞机及人员却迟迟得不到补充不过艾克面对的最大问题还是天气1943年1月，计划表上拟定的14次任务中有10次因天气情况差而被迫取消，而到了2月也只完成了5次轰炸任务。虽然为了应对天气不好的状况，已经为轰炸机开发出了仪表投弹的设备探险者投弹装置（Pathfinder），但这个设备要到1943年秋天才能装配到轰炸机上并且投入应用。如果糟糕的天气持续影响在英国的基地，轰炸机就只能停在飞机跑道上，即使基地的天气状况好转允许飞机起飞，但在飞行途中飞行员又会收到消息称目标上空的天气状况不良无法进行投弹，轰炸机只好又无功而返，或者选择备用的第二号目标进行轰炸。屡屡如此，导致轰炸的主要目标迟迟不能达成。

尽管2月份被称为黑色的月份，但是第8航空队仍然继续空袭着德国境内的目标，因为时间正一步步向空战计划部-42制定的底线和盟军登陆的时间表逼近。刚进入3月份，新一轮的空袭任务开始了，这一次的轰炸行动对美国轰炸机来说又是一次灾难。这次轰炸的目标还是位于鲁尔区的鲁尔工业区的哈姆铁路中心。艾克心中明白，在白天深入德国执行这么长距离的轰炸行动，迟早会被对方的雷达发现，并且德国人还有足够的时间放出警报，调集大量的战斗机到目标区域附近来拦截他们。为了迷惑德国人，艾克对飞行线路进行了特别设计：先由北海上空往东北方向飞，使飞行线路的目标看起来像是威廉港或不莱梅，当轰炸机群飞行到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海面时，立即转向直指位于东南方向的哈姆。但现实却是，当第8航空队飞到在荷兰上空时，糟糕的天气再次干扰了计划的执行，对哈姆的攻击行动不得不被中止，轰炸机群中有四分之三的飞机返航飞回了英国。剩下的那四分之一的飞机，约有14架空中堡垒脱离
 了整个大机群，继续穿越荷兰上空厚厚的云层，而穿过云层之后天空竟变得晴朗了。最后这一小队B-17成功飞抵目标，此时哈姆上空万里无云，机群准确地投下了炸弹。

当炸弹在哈姆上空落下的时候，轰炸机群只遇到了很小的抵抗，但是轰炸行动并没有全部结束，他们还要横穿半个德国才能回到英国，而这时德国空军早就在半路上等着他们了。50架德国单引擎和双引擎的战斗机立即开始攻击B-17机群，当德军战斗机扫射着穿过轰炸机群时，美军机枪手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驾驶舱中德国飞行员的面孔。很快就有4架B-17就被击落了，剩下的轰炸机只能祈祷奇迹出现来保护他们了。这对于第8航空队是一种考验，这种考验要求一小群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能在德国空军面前保护好他们自己，这将给他们上一堂有价值有意义的新课。

同时第8航空队也得到了更有价值的教训，那就是组织良好且紧密的轰炸机编队比一个松散的、无纪律的轰炸机编队能更好地抵御敌人战斗机的攻击。面对是经验且还不足的美国轰炸机飞行员，德国战斗机最喜欢的就是集中火力攻击紧密编队的薄弱之处，将整个编队打散，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容而安全地用50mm机炮面对面地攻击单架轰炸机。因此在1943年夏天，第8航空队在认真分析了德国人的攻击方式后，对自己的战术进行了改进。与此同时战斗机护航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之前对法国境内的目标的轰炸任务都是有战斗机护航的，战斗机飞行员和轰炸机飞行员之间配合也很不错。当战斗机编队在轰炸机编队前方飞行的时候，B-17和B-24上的尾部机枪手保护编队的尾部不受敌人战斗机的攻击，而战斗机编队则负责保护轰炸机最薄弱的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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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轰炸机上机枪手们知道小朋友们在前方保护他们时，他们也会操纵轰炸机上数量众多的机炮来保护战斗机，以免被击伤或击落，这样的配合正好可以互补。轰炸机的机枪手们还得到了这样一个命令：向任何靠近编队的不明战斗机开火。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战斗机，那么编队的机枪手们会集中他们的火力进行射击，但这样会有个小问题，那就是担任护航的美国战斗机在与德国战斗机进行空中格斗时，也会经常飞到轰炸机编队附近，这时精神高度紧张的机枪手们就会开火了而且时常可以击中目标。

由于有像P-47、P-38这样强有力的战斗机护航，加上正确的护航战术，使得在法国境内进行的轰炸任务都比较成功并且损失很小。但是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飞行距离更远，而战斗机的航程比轰炸机短，所以进入德国境内的轰炸机群得不到战斗机的护航。1942年4月17日，第8航空队派出一支数量庞大的轰炸机群（总计107架B-17）去轰炸位于德国不莱梅的福克-伍尔夫（Focke-Wulf）飞机制造厂。最终轰炸机群成功地将大量炸弹从目标上空投下，创造了投弹数量上的一个纪录。同时，这次行动总计有16架B-17被击落，46架被击伤，创造了飞机损失数量的记录。任务结束后，艾克和他们参谋人员认真分析
 其中的教训，并努力找出损失这么大原因。是不是当时目标上空的天气情况很好，使德国人能较早发现美国轰炸机的来袭，并提前召集他们的战斗机的呢？最后得到的答案却是：早在轰炸机编队飞至北海上空的时候，一架德国空军的侦察机就发现了他们，并从机群飞行的方向判断出可能是前往不莱梅的，然后通过无线电将美国轰炸机的编队情况、高度、速度、数量传回了基地，这给了德国人充足的时间来调集战斗机进行防御。

无论如何，只要飞行堡垒一出现在德国本土上空，就会有超过150架战斗机进行拦截，一旦要轰炸机群暴露出弱点，马上就有几架被击落；而在返航回英国的路上，敌人战斗机持续的攻击会击落更多轰炸机。所以4月17日这天成为了第8航空队史上相当悲惨的一天。

尽管在1942年4月17日对不莱梅的空袭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第8航空队并没有改变继续轰炸德国本土目标的计划如果空战计划部-42继续坚持已经定好的轰炸计划要完成计划的首要问题是粉碎德国人的防御力量。可是让人担心的是当美国人想再一次空袭德国战斗机工厂时，准备拦截他们的德国战斗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盟军情报部门估计在1943年1月，德国本土和西欧地区有350架德国战斗机，但到了6月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600架。增长如此之快的原因德国军工部长托特博士（Dr Fritz Todt）由于飞行失事遇难，他的继任者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认识到保卫工业设施和军工厂的重要性，将防卫力量不断增强。第8航空队的B-17、B-24面对的敌军战斗机不仅在数量上日益增多，在火力上也有了大幅的提升。德国人的Me-109型战斗机经过改进后，其火力已经与当时盟军用于护航的主力战斗机P-47不相上下，而德国的另一种战斗机FW-190，则是一种火力更为强劲的战斗机，它是盟军重型轰炸机的最大威胁。这两种不断改进的战斗机再加上德国人不断调来有经验的飞行员使得盟军轰炸机损失日益加重。1942年，盟军有13%的战斗机被敌机击落，到了194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8%。

当时美国战斗机的航程都不足以保护轰炸机深入德国进行轰炸。P-38航程比P-47长，但由于北非登陆的需要，大批的P-38被抽调去了北非，留在英国的越来越少。剩下的担任护航任务的P-47于1943年1月开始抵达英国，但是这种新型飞机的性能离实战需要还有一段距离：发动机故障多，无线电也经常出问题，而航程短是个大问题，因为航程短使得最需要护航的深入德国执行任务的轰炸机难以获得保护。因此到了1943年6月，对未来美国昼间轰炸的战术，就不得不重新思考以下问题：能不能减少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深入德国本土的轰炸机损失呢？驻扎在英国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到底能不能在1943年底摧毁空战计划部-42制定的目标中的三分之一？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空战计划部-42制定的时间表于1944年5月登陆欧洲大陆？许多英国和美国的专家都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

在意大利，有一个个头不高但健壮结实的少将詹姆斯哈罗德杜利特尔，他为人们所熟知是由于他在14个月前指挥了对日本东京的奇袭，并被称为吉米杜利特尔，他将改变最长的一周的行动。








［1］

 由于作者格伦B茵菲尔德是美国人，所以只强调了美国轰炸机的轰炸行动，其实这次行动中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了4个喷火四型战斗机中队护航，它们组成一个中队伴随B-17轰炸机飞行，以便为轰炸机提供一定的保护。轰炸行动中他们遭到了德国空军的拦截，担任护航的喷火式战斗机奋勇战斗，结果有2架被击落，3架严重受伤。当然在这次轰炸行动中美国的B-17轰炸机也击落了他们参战以来的第一架敌机隶属于JG 2联队的一架FW-190战斗机。



［2］

 这里被称为12点方向，是德国战斗机最喜欢攻击的部位。






 第三章　转折点


1943年剩下来的6个月时间里，对于紧张地争夺欧洲上空制空权的双方美国陆军航空队和德国空军的指挥官来说，欧洲空战的高峰期即将到来。第8航空队已经不再像其刚到英国时那般稚嫩了，虽然它也面临着飞机和人员的不足，但它已经做好全面迎战德国本土上空的帝国空军的准备了。位于英国海威科姆的第8航空队指挥部和位于华盛顿的美国陆军航空队指挥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美国轰炸机能否在没有远程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对德国境内纵深工业和军事目标的打击，而这些打击目标是支撑德国空中力量的重要源泉。

与此同时德国空军也开始改变他们的防御策略，以前的防御重点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夜间空袭，现在转换成了反击美国轰炸机的昼间轰炸。虽然夜间皇家空军的轰炸越来越猛烈，但美国人在白天执行的精确轰炸对德国工业和军事的打击所造成的损失则更加严重。他们将第26驱逐机联队（ZG 26）下属的3个中队分别配置到了意大利、东线和德国中部，同时组建了第76驱逐机联队（ZG 76）。ZG 76最初在德国南部组建的，然后被派驻到捷克斯洛划克地区。这个新联队的飞行员是从不同的夜间战斗机中队、飞行员训练学校、侦察机部队和第1驱逐机联队（ZG 1）第1中队（该联队当时驻扎在比斯开湾）中抽调组成。

这些德国战斗机部队不仅装备着Me-109和FW-190战斗机，还装备着Me-110、Me-210和Me-410战斗机。这些飞机装备了21cm火箭弹、3cm、3.7cm和5cm机炮。这样的武器装备让美军在B-17、B-24装备的50倍口径（12.7毫米）的机炮射程更远，也就是说这些战斗机可以在美国轰炸机的自卫力量范围之外向它们射击。到1943年6月，德国空军已经增加了战斗机数量、配备了更好的战斗机，还根据作战情况改变了防御战术，可以说已经做好了迎击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准备。

此时，位于华盛顿的布希公园（Bushy Park）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和英国的海威科姆第8航
 空队指挥部正在忙着准备着新的轰炸计划。不过最终决定轰炸成败的还是轰炸机上的机组成员，他们将在第一线直面敌人的战斗机。可是这些人员都严重缺乏训练，许多人的飞行时间还不足300小时。负责管理整个陆军航空队健康与医疗状况的戴维格兰特少将解析了这些飞行员将面对的问题：

只要看一看B-17的驾驶舱，你就会相信开飞机不是像骑小孩玩的三轮脚踏车那样简单，需要的技术水平也更高。在驾驶舱的前面、两边，甚至天花板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控制按钮、开关、控制杆、刻度表和仪表，有次我还真数了一下，总计有130多个。如果要将些开关和控制杆都调整好，飞行员必须在他小小的办公室里（指驾驶舱）不断地旋转他的坐椅。距离驾驶舱5英尺远的位置就有4台4000马力的发动机，当飞机飞行到4至5英里的高度时，它们发出的巨大轰鸣声会充满整个驾驶舱。同时，飞行员还要穿上飞行夹克这些飞行夹克还是电加热的戴上手套，穿上皮靴，再戴上飞行头盔、耳机、风镜，这时脸上的空余部位还要用来戴氧气面罩。面罩上接有麦克风，背上还要背降落伞，此时你的身体重量已经增加了16磅。

与一个在正常条件下工作的人相比，轰炸机上的这些人必须懂得发动机旋转上的高度精确关联，复杂的油压，空气动力学，大气压力、飞行高度、风造成的漂移、风速、地面速度和位置、方向。

飞行中必须面对种种复杂和严峻的情况：耳朵失去听力，精神错乱，由于气压不均造成的身体内气体的膨胀，由于飞行高度，速度过高过快造成的晕眩，由于天气冷造成的麻木，以及缺氧造成的昏睡。这一切很快就会被机枪手向敌机猛烈地开火所打断，在机枪手们射击过后，机舱中将满地都是落下的子弹壳。

当看到小小的机舱中集成了这么多景象时，只会增加人对死亡的恐惧感。

其实恐惧一直存在着只是出发执行任务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机组人员用勇气压倒了恐惧。试想一下，1年前还是只站在商店的苏打水柜台前的人现在站到了位于B-17机身中部的一挺50倍口径的机枪前；1年前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工，当修理好一辆价值500美元的汽车后在试车时还被警告说千万别碰坏了这么贵重的汽车，现在却独自驾驶着却驾驶着价值上百万美元并且机上还有其他9个人的重型轰炸机。几个月前还在沙滩上玩棒球的小伙子，现在却呆在B-17机腹的球形炮塔里，保护着轰炸机上这个最薄弱的部位免遭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同时他也在不断地祈祷，希望敌人的高射炮的炮弹和弹片不要击碎球形炮塔上那脆弱的玻璃，希望自己能活下来。

这些人就是美国陆军航空队执行轰炸任务的主力，他们将驾驶着轰炸机排着编队进入德国本土去轰炸。长长的轰炸目标清单让人印象深刻，同时机组人员也知道他们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会面临怎样激烈的战斗。长长的清单上列着这些城市的名单：威廉港
 （Wilhelmshaven）、不莱梅（Bremen）、基尔（Kiel）、汉堡（Hamburg）、汉诺威（Hannover）、卡塞尔（Kassel）、施魏因富特（Schweinfurt）、法兰克福（Frankfurt）、雷根斯堡（Regensburg）、埃姆登（Emden）、威斯巴登（Wiesbaden）长长的清单似乎没有尽头。连飞行员、导航员、投弹手和机枪手他们自己也不能完整地念出清单上的这些地名，但是不知道这些地名的念法并不是他们最担心的，德国空军才是让他们最恐惧的。

1943年6月11日，当第8航空队派出252架重型轰炸机去攻击不莱梅和威廉港时，真正的挑战开始了。机群到达不莱梅上空时，发现云层很厚，无法观察目标，所以168架轰炸机改去轰炸威廉港，另30余架飞往库克斯港（Cuxhaven），整个行动由于航程较长，超出了P-47战斗机的航程，所以没有战斗机护航。和以前的轰炸一样，德国空军又一次做好了迎击他们的准备，当轰炸机上的飞行员和投弹手整好编队的队形，并保持飞行的方向和高度准备投下高爆炸弹时，德国战斗机开始攻击了。领头的那架B-17左机翼上的2个发动机很快就被击中并停止了运转，整架飞机变得很难操纵，同时也开始偏离航向，使得整个轰炸机队跟着也偏离了目标区域。投弹时也由于敌人战斗机的攻击，使得投弹手没能用瞄准具准确瞄准，就投下了炸弹。结果投下的炸弹中，只有约400吨的炸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没有一枚炸弹击中主要的目标U艇码头。这次行动共有8架B-17被击落，付出了这么高昂的代价，却只给敌人造成了很小的损失。这一天晚上，有80个人从第8航空队的英国兵营中消失，其他平安返航的人将永远无法忘记1943年的夏天、秋天和冬天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德国空军的轰炸行动。这其中有一个人对这一天的轰炸行动永远铭记在心，他的名字叫：劳尔哈格提。

哈格提是这次轰炸行动中领头的那一架B-17的机长，当轰炸机开始向威廉港的德国U形码头投弹时，他不顾德国战斗机的轮番攻击，努力保持着飞机飞行方向的水平高度。由于他集中注意力在控纵杆上，完全没注意到在飞机的左侧出现的两架Me-109战斗机。直到他的机腹机枪手警告他注意敌机时，他才明白自己驾驶的绰号幸运娃娃（Lucky Doll）早已成为了敌人选中的目标。哈格提匆忙往驾驶窗左边瞥了一眼，发现两架敌人的战斗机马上就要进入B-17上防卫机枪的火力范围了，这时他感到轰炸机机身在振动，机上的机枪手在操纵他们的50倍口径机枪向敌机射击。由于左机翼上的两个发动机被击停止运转，整架近30吨重的轰炸机开始失去控制并偏离航向，接着疯狂地向目标区域的地面冲去，这时氧气指示灯闪烁了3次，说明B-17已经坠落到距地面仅5英里的高空了。

正当哈格提和副驾驶员努力将操纵杆拉起的时候，突然驾驶舱剧烈地震动起来。一架Me-109射出的20mm机炮炮弹，击中了他的副驾驶员。副驾驶员当场阵亡，哈格提本人也受了伤。原来拉着操纵杆的手一下子松了，失控的飞机开始迅速坠向地面。两架德国战斗机在受伤的轰炸机旁边又盘旋了一圈，直到确信B-17已经失控后，才掉头向南方飞去。在哈格提受伤前，B-17上的指针指示的高度是12000英尺。数秒后，当受伤的哈格提将视线再次移到仪
 表盘上时，他发现所有的仪表中，只有指示高度的指针还工作正常着，这时轰炸机已经坠落到了距离地面5000英尺的高度了。哈格提用脚抵住地板，死死拉住操纵杆想将飞机拉起来，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发动机已经停止运转了，整架飞机也失去了动力，飞机向地面坠落时，气流所产生的压力也加大了将操纵杆拉起来的难度。哈格提马上向他的机组人员发出了最后的命令，这道命令也是所有在德国上空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国军官和士兵最怕听到的，命令就是：跳伞，跳！

在飞机坠落的时候，机舱中总是充满了混乱、绝望和祈祷声。即使在哈格提通过内部对讲机发出了跳伞的命令后，机组成员也不能立即跳伞。他们陆续走到了离他们最近的出口处，每个乘员都扣好了降落伞伞绳上的扣子。伞绳一头连接着降落伞包，用来打开降落伞，乘员需将伞绳的另一头挂到机上的一个金属夹上。这样一来，只要乘员纵身跳出机舱，被金属夹扯住的伞绳就会随着人的下落而被扯紧，从而拉开背在背上的降落伞，机组人员就这样一个个跳下去了。在驾驶舱里的哈格提在发出跳伞的命令后，快速地检查了一下副驾驶员的情况，确认他已经死亡了，这才松开自己座位上的安全带，摇晃着走向驾驶舱的舱门。这个时候，舱门早已被打开，之前投弹手和导航员也是从这里逃出机舱的
［1］

 。哈格提检查了自己身上的伞具，但并没能马上跃出机舱，因为他所在的驾驶舱距离最近的出口还要走一小段路。而这时B-17由于垂直或大幅度地旋转下落所产生的离心力，使机上的人失去了重力。此时除非这个人是超人，否则绝不可能在地板上站稳。哈格提只能花费很大的精力控制自己的身体朝着出口走去，期间由于飞机的突然摇晃使他几次被撞回原地，不得不又重新来过，幸好没有被撞得失去知觉，不然会随着飞机一起坠向地面了。最终他来到了出口，准备向前一跃就跳出去，也顾不上以前学习的那些跳伞方法上说的注意事项了。他清楚地记得，注意事项上强调跳伞时不要让头或脚撞到飞机的尾部，如果被飞机的尾翼或方向舵撞到，很可能造成跳伞者的死亡。当然，哈格提飞机上的其他乘员都是用这样的方法跳出机舱的，但哈格提当时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这些了。因为从飞机开始下坠到撞到地面或者爆炸只有2至3分钟，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有许多事情要做。

当他到达出口准备扯下耳机往下跳时，他听到了从耳机里传来的尾炮手的声音：我的上帝啊！上尉，我出不来了，别让我死在这里。

这个声音在慢慢沉寂下来，哈格提现在面对着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对于任何一个在华盛顿或英国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军官来说都是很重大的，不同的是，在那两个地方的军官至少有参谋人员帮忙做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而现在的哈格提这两点都不具备，他所处的形势是：1943年6月11日威廉港的上空，此时是最长的一周行动的高峰
 期，美国和德国的空战正处于高潮，他需要足够的勇气评估当前的形势并马上作出决定。即使是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也往往难免一死。当他听到后尾炮手的呼救声时，再过几秒这架正在坠落的飞机就彻底失去控制了，那时连跳伞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此时哈格提机械式地作出了一个反应他又返回了驾驶舱，死死握住操纵杆拼命拉到自己胃部的位置，飞机的升降舵被调整平稳了。垂直下落的B-17被一英寸一英寸地拉了起来，当距离地面只有500英尺时，飞机终于被拉平了，哈格提努力操控着严重受损的飞行堡垒飞回了英国。成功降落后，那名被困在尾炮塔中的机枪手也被安全救出。

哈格提在他与德国空军的个人决斗中获得了胜利，但是他损失了8名机组成员。从这天开始，一波一波的美国轰炸机从在英国的临时的家里（指基地）起飞执行轰炸任务，他们中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到基地。

在如表3.1所示的这张任务清单中，轰炸的目标都在德国境内，最后损失的人数和飞机数都极高。这使得美国空军对德国本土的轰炸不得不暂缓一下，暂时将轰炸目标转回法国境内，因为法国境内目标相对较近，航程较短的战斗机可以提供护航，损失也比轰炸德国本土小得多。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如果要降低远程轰炸的损失，就必须为轰炸机编队提供远程战斗机进行护航。但是在1943年夏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美国空军开始努力探索一种折中的办法。


表3.1　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官方记录中记载的6月-7月任务情况



	任务序号（次）
	轰炸目标
	损失飞机数量



	63
	不莱梅和基尔
	26



	67
	德国西北部
	18



	74
	德国西北部
	1



	76
	汉堡和基尔
	19



	77
	汉堡和汉诺威
	24



	78
	卡塞尔和奥舍斯莱本
	22



	79
	基尔和瓦尔内明德
	10



	80
	瓦尔内明德和卡塞尔
	12






这个折中的办法就是YB-401942年11月，洛克希德的威加分部将一架波音生产的标准型B-17F（序列号41-24341）改装成了一架XB-40型验证机。这架验证机将B-17装载的炸弹替换成了额外的装甲和自卫武器。无线电舱室里加装了一个炮塔，该炮塔配置有2挺并列的12.7mm机枪，由无线电员操纵。原来装在机腹两侧的单挺12.7mm机枪被替换成了双联装的。在机头的下颚部加装了一个炮塔，配置有双联装的12.7mm机枪，这样一来，全部的自卫武器变为14挺12.7mm机枪，同时塔炮被加装了额外的装甲，并取消了原来装载的炸弹，腾出
 来的空间用来装机枪子弹，可以使载弹量比普通的B-17增加50%通常可携带11,135发子弹，如果减少载油量，可以增加到17,265发。

YB-40最初投入实战是在1943年5月对法国圣纳泽尔（St.Nazaire）的空袭中，这一次YB-40在护航的P-47战斗机协助下成功地打退了德国空军的拦截。但这次行动也暴露出了它的缺点：太重了。普通的B-17在正常载量下重量为55000磅，而YB-40则达到了63500磅，使它无法像普通的B-17那样爬高和战斗巡航。因此人们对YB-40的使用价值又产生了怀疑，直到1943年8月，它被认定为一件不成功的武器，无法取代远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的效果，于是所有的被改装成YB-40的飞机又被改回了原来的样子，恢复其执行轰炸任务的职能，或者作为机枪手的训练机。

1943年8月，由于P-47战斗机开始装备可以抛弃的机腹副油箱，使得它的航程可以加大，而这种战斗机是唯一有能力给重型轰炸机提供护航的。自从4月开始为P-47型战斗机加装副油箱以来，虽然飞行员的战斗经验不够丰富，但它在战斗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不过由于航程短，无法让飞行员在战斗中展现其杰出的性能，并且在与德国战斗机的激斗中也由于油料有限，经常不得不在战斗过程中突然中止战斗返航。其实P-47型战斗性能也并非完美，德国战斗机在爬高和可操控性上，特别是在中低空的这个高度，性能要优于P-47。但最大的缺点也是轰炸机飞行员最关心的一点，还是前面说的航程太短，不能给深入德国境内的B-17和B-24提供全程的护航。

在此时，美国本土的工程师和试飞员们已经发了近10个月的时间来努力测试和提高可抛弃式机腹副油箱这项技术，并把它应用到P-47上面。但是研发和生产的问题，却由于美国和英国的专家对于究竟如何使用远程护航战斗机的争吵而被延后了。在这些专家最初的构想中，原本也认为对于德国境内目标的轰炸在没有远程战斗机的护航下是不能成功的，但是当1942年底至1943年初由于对法国境内目标的空袭中，由于德国战斗机拦截造成的损失很小，使得一些专家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认为B-17和B-24可以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仅依靠自身的自卫火力就可以在敌人控制区上空自由穿梭，去轰炸计划中的目标。但是当真正按照这个乐观的想法去轰炸德国本土的目标时，轰炸机却糟到了沉重的损失，这些专家们又回到了最初的观点：只有提供了选程战斗机护航才能轰炸成功。与此同时YB-40飞机的失败也使美国轰炸机飞行员对于护航战斗机的需要更加迫切。

看来在1943年剩下的月份里，提高P-47战斗机的航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而给P-47加装副油箱又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在1943年7月28日，原本计划给P-47加装了灌有205加仑燃料的副油箱，护送轰炸机轰炸德国境内的奥舍斯莱本（Oschersleben）。但这些副油箱的油箱壁在20000英尺高空时不能承受205加仑燃料形成的大气压力，同时挂上副油箱后P-47在行动时变得比较笨重，在同德国空军战斗时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最后只给这些副油箱灌了装了半箱
 的燃料，让它们在飞越英吉利海峡后在20000英尺高度将副油箱抛掉，有了这半箱燃料P-47可以深入德国境内30英里。轰炸机群还是在没有战斗机护程的情况下深入德国奥舍斯莱本进行轰炸，在返航时，就可以和进入德国30英里的P-47会合，并在P-47的保护下安全返航了。而这时忙于攻击轰炸机群的德国战斗机万万没想到盟军的战斗机可以进行德国领空这么远，被P-47打了个措手不及，P-47首先就攻击了由6架德国战斗机组成的小编队，当时这支编队正拼命攻击轰炸机群，根本没注意到美国战斗机会出现，最后德国空军在损失了9架战斗机后被迫停止了对轰炸机群的攻击。

1943年8月，一种新型的可抛弃式副油箱开始装备P-47，这种油箱的箱壁能在高空承受75加仑的大气压力，依靠这75加仑的燃料P-47可以增加340英里的航程，当它们与德国空军遭遇时，正好差不多可以将副油箱中的燃料用尽。这对于轰炸机群是一个极大好消息但又是不够的，1943年8月17日空战的损失惨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8月17日是第8航空队在英国执行轰炸任务一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一天，WPWD-42制定的轰炸清单中有两个重要的目标被挑选出来：这两个目标都位于德国境内，并且都在德国的南部，它们分别是位于施魏因富特的滚球轴承工厂和位于雷根斯堡的梅塞斯密特战斗机装配厂。为了执行这次重大的任务，第8航空队派出了他们执行任务以来最大的轰炸机群总计376架B-17空中堡垒。这次任务不仅出动的轰炸机数量空前，而且所冒的风险要比以前对德国境内目标进行轰炸时冒的风险更大。根据作战任务简报，这次行动还要求B-17在轰炸完雷根斯堡后就径直向南飞，飞到北非的空军基地，在那里加油修整后再返回英国，这将是第8航空队执行的第一次穿梭任务。这次行动也是要向希特勒证明德国空军已无力阻止第8航空队对德国境内任一目标进行轰炸。不幸的是虽然第8航空队已经执行了一年的轰炸任务，有了相当多的经验，但是执行这样危险和高难度的任务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1943年7月旬，施魏因富特是德国最重要的滚球轴承生产基地，这个城市大约有65000人，位于巴伐利亚北部美因河畔，距离法兰克福100英里，是美国轰炸机要打击的重要目标。Vereinigate Kugellarer Fabrik（VKF）和Kugelfishcher AG（KAG）是当地两家最重要的滚球轴承生产厂，这两家工厂全都位于施魏因富特市内，雇佣有超过17000名工人。另外还有其他两个规模小点的工厂：Deutsche Star Kugelhalter和Fichtel&Sachs。整个德国有42%的滚球轴承是由这几家工厂生产的，如果美国轰炸机能成功打击这些工厂，那么就能大大减少施魏因富特为德国军用和民用提供的滚球轴承数量，使德国的军事工业动作陷入瘫痪。美国情报部门估计，现在德国的军事生产对滚球轴承的需要量在逐年增加，如果轰炸能中止滚球轴承的生产，那么3个月后战场上的形势就将发生重大改变。

1943年8月17日，是适合飞行的一天，这天天气很好，第8航空队为了这个好天气已经等待了两周了，其下属的第3轰炸机师最先从英国的基地起飞，按计划10分钟后第一轰炸机师开
 始起飞，并飞向施魏因富特。由于这次执行的是穿梭轰炸，按计划第3轰炸机师完成轰炸后要在黄昏前抵达北非的基地，但是由于起飞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了第1轰炸机师的机场，使它们的起飞时间耽误了3个半小时，所以第3轰炸机师将轰炸目标订到了雷根斯堡，施魏因富特则由第1轰炸机师去轰炸。18个中队的P-47要来为轰炸机护航，但其中副油箱装备不足，有少量P-47没有装上副油箱，使得它们不可能深入到德国的雷根斯堡进行护航。所以这些没有副油箱的P-47中途会返回基地，重新加装燃料起后，又为轰炸施魏因富特的轰炸机护航。原来的计划是让这些P-47能和德国空军交上手，因为美国人不想让这么大一群没有护航的轰炸机遭受德国空军的拦截。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德国人却并不合作。

在第1、第3轰炸机师从英国起飞后不久，设在荷兰的德国第1航空师的监听机构就监听到了英国机场上的异常举动，并马上向德国空军指挥部作了汇报，德国人判断这些异常举动是大规模行动的前奏，所以命令几个战斗机大队从北海海岸边的基地转移到法国兰斯附近的基地待命，如果美国轰炸机是前往德国本土进行轰炸的话，就中途进行拦截。上午10点，当第3轰炸机师的146架轰炸机飞越荷兰海岸时，它们被德国空军JG1联队第2大队的FW-190战斗机追上了，但当德国人发现轰炸机有P-47战斗机护航时，他们没有发动攻击，而是耐心地伴随着轰炸机群飞行。德国飞行员很有经验，他们在等待着P-47在飞临德国边境时燃料耗尽而不得不返航的那一刻，然后再咆哮着冲向没有保护的轰炸机。当这刻来临的时候，激烈的空战开始了，惨烈的战斗持续了90分钟，担任第一波攻击的德国战斗机大队撤走了，马上又换上来另一个大队继续攻击。德国飞行员在拦截中使出了他们全部的本领，运用了多种技巧，他们分工很明确：单引擎的战斗机（主要是Me-109和FW190）单架或几架一起从多个方面直接发起攻击，而且时常整个中队的战斗机会像标枪一样从轰炸机群中飞速穿过，穿过的时候仍然不断扫射。它们穿过的速度非常快，轰炸机几乎没时间做出规避的动作。双引擎的战斗机（主要是Me-110、Me-210和Me-410战斗机）围着轰炸机群用它们的21cm火箭弹、3cm、3.7cm和5cm机炮进行扫射，尤其是21cm火箭弹精确度高，对B-17型轰炸机造成了很大伤害。

在德国人的第一波攻击下，就有4架飞行堡垒被击落，它们落在了德国艾弗尔（Eifel）（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西岸的丘陵地带）的乡间，几分钟后又有3架以上飞行堡垒被击落在洪斯吕克（Hunsruck）。在第3轰炸机师飞临到雷根斯堡前已经有14架轰炸机被击落了，剩下的132架顶住了攻击并飞到梅塞斯密特飞机装配厂上空成功投下了高爆炸弹。这时B-17机群的举动让攻击他们的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吃了一惊，B-17没有像以前那样，轰炸完后来个180度大转弯将机头转到英国的方向，而是径直向德国南部继续飞行。但德国人马上反应过来，明白美国轰炸机将飞向北非的机场。于是他们召集战斗机群继续攻击，又有10多架空中堡垒被击落。在这一天，第3轰炸机师总共有24架轰炸机被击落。

3个半小时后，由于暴风雨而推迟起飞的第1轰炸机师的229架B-17正在前往施魏因富特
 的路上，当它们飞过斯海尔德河（Scheldt）河口时，等待已久的德国空军又出现了。这一次德国人没有等到护航的P-47燃料耗尽时再攻击，而是马上就开火了，约300架战斗机向第1轰炸机师猛扑过来。第1轰炸机师一边抵抗一边继续向目标飞行，就这样一路上不断有B-17被击落，当轰炸完后施魏因富特返回英国后，该师总计有36架空中堡垒被击落，加上之前第3轰炸机师损失的24架，这一天总共有60架B-17被击落，损失机组人员600人，还有近100架B-17虽然成功返航但严重受损，其中一些已经无法再飞行了，损失可谓相当的大。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虽然遭到了猛烈攻击，轰炸机还是成功击中了目标，最成功的是由第3轰炸机师空袭的雷根斯堡的梅塞斯密特飞机装配厂，其主要建筑都遭受了严重损害，这些建筑中存放有大量已经完工的德国战斗机引擎，这些引擎都被投下高爆炸弹所摧毁。向施魏因富特投下的炸弹中有约80枚击中了两所最重要的滚球轴承生产工厂，有超过600台生产设备被摧毁，使德国最重要的轴承生产减产了三分之二。

1943年8月17日的任务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证明或者如同许多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如果不给轰炸机提供战斗机护航它们是不可能降低损失的。另一些观察家也从这天空战的悲剧中看出，如果没有战斗机护航，光出动轰炸机实施昼间精确轰炸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德国上空，德国空军看起来是如此的强大，任何试图对德国领空进行轰炸的美国机都是不明智和莽撞的。美国轰炸机可以轰炸法国、荷兰、比利时，但是想轰炸德国是绝对不可以的。

在施魏因富特的这场灾难过后，足足有五个星期，第8航空队没有再将参加过这场战空战的飞机和人员再派往德国执行轰炸任务，而是转而执行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工厂和飞机场进行空袭，这些任务相比之下就容易多了，也安全多了，并且全程有战斗机护航，所受的损失极其轻微，这再次证明了护航战斗机的重要性。在德国领空平静的这5个星期中，补充给第8航空队的B-17、B-24轰炸机和机组人员源源不断地穿过大西洋飞越到英国。经过修整，到了在1943年10月上旬，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认为第8航空队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了，即使没有远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凭轰炸机自己的力量也足已压制住海峡对面的德国空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来源于这几周来他们经过思考认为，认为虽然没有远程战斗机护航，但是只要让更多的轰炸机参与这场空袭，就可以起到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相同的效果。虽然上次对施魏因富特的空袭有创纪录的376架轰炸机参加，但是被分成两支部队使用，一支前往施魏因富特，另一支前往雷根斯堡，并且两支部队由于暴风雨的影响，起飞时间相差了3个半小时，使德国人可以从容地对轰炸机群进行攻击。所以1943年10月，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们决定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轰炸机群去挑战德国空军，认为像洪水一样的轰炸机群肯定能击败敌人，但这个美好的梦想又将以悲剧收尾。

1943年10月8日，第8航空队派出了规模更大的由399架轰炸机组成的编队对不莱梅和弗格萨克进行空袭，这次行动有大批的P-47战斗机护航，这些战斗机将护送轰炸机群直到他
 们油箱里的油用尽为止。而轰炸机群则保持着密集的队形，以便将所有飞机上的机枪火力集中起来向攻击他们的敌机射击，这等于是形成了一张保护的火力网。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很快就有机会来实践陆军航空队的新理论了德国空军在不莱梅和弗格萨克地区集中了强大的力量，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入侵帝国领空的美国轰炸机。当护航战斗机返航后，德国战斗机向整个轰炸机编队发动了攻击，尽管轰炸机上的机枪手们集中火力组成火力网保护轰炸机，但是德国飞行员依靠高超的技术和顽强的斗志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轰炸机群完成轰炸返回英国之前，总计有30架轰炸机被击落，26架严重受伤。

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最高指挥官无法相信不莱梅-弗格萨克的这次任务会损失这么多轰炸机，他们怀疑轰炸机在没有护航战斗机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大的损失是不是由于没有投入更多的轰炸机。在1943年10月9日第8航空队再次出击，去测试这种新的自卫战术，这次空袭的目标是格丁尼亚（Gdynia）、但泽（Danzig）、玛利恩堡（Marienburg）和安克拉姆（Anklam），但这次损失了28架轰炸机。第二天轰炸机再次空袭了鲁尔区的交通枢纽明斯特（Munster），这次任务又没有战斗机护航，德国人则出动了一大堆群各种类型的战斗机进行拦截，这些战斗机包括：FW-190、Me-109、Me-110、Ju-88和Me-210，它们集中攻击了由轰炸机群中的第100轰炸机大队，后来这场攻击被称为血腥的一百（Bloody Hunderdth），该大队共有12架B-17被击落，这次空袭明斯特的任务总计共有30架轰炸机被击落，这次惨重的教训越来越明显的说明即使轰炸机数量再多、机上装配的自卫火力再多，仍然无法同德国空军相抗衡。由于新的自卫战术的并不实用，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相信这样下去每执行一次任务就会多一次灾难。

尽管8月17日空袭施魏因富特的损失惨重，并且在10月初三次对德国本土的空袭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这些都暴露出第8航空队战术的弱点，但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在10月14日早期仍然派出了291架B-17型轰炸机去空袭施魏因富特。这些轰炸机中有149架来自第1轰炸机师，142架来自第3轰炸机师，8月17日也正是这两个师在施魏因富特遭到了灾难性的损失。同时1支B-24型轰炸机大队也被派出去准备轰炸施魏因富以南更远的一个目标，但它们没有与B-17机群一起出发，因为两支部队轰炸的是不同的目标。每个B-17轰炸机师都指派了1个大队的P-47型战斗机护航，这些战斗机将护送轰炸机群进入德国，直到它们的燃料耗尽，达到最大航程才返航。当B-17完成轰炸任务返航时，战斗机群将在欧洲内陆60英里处与他们会合，再次给他们护航。在失去战斗机护航后，B-17机群将在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暴露在敌人防御火力之下，这次他们可以再次检验新自卫战术。

这次德国空军耐心地等到P-47飞行到德国亚琛（Aachen）附近的燃料耗尽返航时，才开始了进攻。一波又一波的德国战斗机对B-17机群进行了疯狂地持续攻击，当B-17抵达目标上空时已经损失了28架了投完炸弹后，B-17机群的乘员又面临着返航路上德国战斗机的继
 续纠缠。尽管受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但轰炸机群还是顶住了压力进行了精确地轰炸，这次的轰炸给施魏因富特的滚球轴承工厂造成的损害是二战中历次对该城的轰炸中最大的，大约有395吨高爆炸弹和88吨燃烧弹准确地投到了目标区域，造成了滚球轴承工厂严重地损害。但是代价也是高昂的，并且是极其高昂，有60架B-17被击落，超过17架受到无法修复的严重损伤，超过121架飞机受轻伤，但可以修复。

这样在6天的时间里，第8航空队损失了148架轰炸机和大量的机组人员，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在德国上空的空中优势，幻想依靠轰炸机自身的火力进行自卫而完成任务的理论遭到了破产，对德国及其占领区的昼间精确轰炸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如果不转变现在的战术，如果再按照现在的战术打下去，第8航空队是不可能完成之前订好的计划：在1944春季盟军地面部队登陆欧洲之前取得欧洲上空制空权的目标。








［1］

 投弹手和导航员的仓室在驾驶舱的下面，他们从楼梯爬上来后也是从这个门进入机身中部。






 第四章　新计划


到了1943年10月底，由于损失严重，考虑到后勤补给的问题和后方公众的看法，美国陆军航空队不得不修改了原定计划，并且对第8航空队进行了改组。而原定的盟军登陆欧洲的日期是不容改变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削弱德国空军。虽然之前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德国的U艇基地、发电厂、交通设施进行打击，但效果并不突出。除非直接打击德国的飞机制造，切断德国空军的补给来源，否则要想夺取德国上空的制空权是不可能的。阿诺德将军认为，第8航空队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发出的轰炸命令并没有将空战计划部-42列出的轰炸目标全部涵盖。他坚持认为，只要在1944年春天之前将这些目标都炸毁，那么在盟军登陆之前击败德国空军仍然是有希望的。所以他持续向第8航空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竭尽全力继续对德国的工业设备进行轰炸，并强调摧毁德国的工厂设施和打击德军的空中和地面目标一样，都是在削弱德国空军的力量。阿诺德将军还认为，如果他提出的加大对德国境内目标打击力度的请求被批准，那么他就需要在英国设立更多的基地来容纳更多的飞机和人员，以便增强对德国的轰炸力度。同时他也提出，希望在意大利建立一支新的航空大队第15航空队，用以配合驻英的美国第8航空队实施对德国空军的轰炸。

第15航空队于1943年11月1日正式组建，基地设在意大利的福贾（Foggia）
［1］

 。组建该航空队的目的是为了分散德国空军的防御力量，以减少第8航空队的损失，同时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意大利冬天的天气比英国要好，更适合飞机起飞。阿诺德将军设想第15航空队也能打击德国境内纵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对于从英国起飞的第8航空队的飞机来说是超出它们航程的。但是一些美国陆军航空队军官和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反对将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再分割出一部分
 去成立新的大队，他们认为第8航空队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强，仍需继续扩张，只有扩张到更大的规模，它才有能力去轰炸任何它想轰炸的目标。1943年10月的几次空袭就是运用这种规模产生效益的策略进行的，但效果并不理想。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轰炸机的损失。阿诺德、艾克和许多其他的陆军航空队军官现在都相信，只有在远程战斗机的护航下，轰炸机才可能降低损失，可现在他们还没有装备足够多的远程战斗机。但他们随即又想到，如果希特勒发现他的帝国遭到了从德国以南的意大利起飞的美国轰炸机的攻击，他肯定会从西欧抽调出大批的战斗机部队来保护德国的南部边境分散德国空军的防御力量似乎已成为现阶段唯一可行的方法了。

随着第15航空队的建立，集中力量从空中和地面击败德国空军的计划（代号：近距离平射Pointblank）也被制定出来。这个计划将先于盟军登陆欧洲的计划（代号：霸王行动Overload）执行，为此美军高层对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进行了调整。在意大利投降之后，英国人已经在意大利、北非、马耳他，及前意大利和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上部署了空军部队，这些部队已经在地中海地区执行任务多年，现在第15航空队也部署到这一地区，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由英美两国的高级军官组成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来统一指挥这些空军部队，以便提高作战效率。第8航空队的指挥官艾克将军由于作战经验丰富且意志坚强，被新成立的这个战区的指挥部任命为地中海战区空军部队的指挥官。由于艾克将军的离任，美军高层还必须为第8航空队选出一个新的指挥官。对于这个重要职位的任命，阿诺德将军推荐了吉米杜利特尔将军。杜利特尔将军因1942年对日本东京的奇袭而名声大振，此时他正担任新成立的第15航空队的指挥官，在他调到第8航空队后，将由特温宁少将接替指挥第15航空队。由于第8航空队和第15航空队是美国战略空军在欧洲的两支级别上并列的部队，所以美军高层决定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协调指挥部，以便指挥这两支
 航空队。阿诺德将军考虑后，觉得卡尔斯帕茨将军是这个协调指挥部指挥官的最佳人选。但那时斯帕茨将军已经被艾森豪威尔将军选中协助其制定登陆欧洲的霸王行动计划，他已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所以斯帕茨将军又推选了弗雷德里克I安德森将军代表他来担任这个协调指挥部的指挥官。正是以上提到的这些陆军航空队的军官斯帕茨、安德森、杜利特尔、特温宁和艾克，他们将领导美国陆军航空队完成最长的一周计划，这个计划将通过1944年2月执行的一系列行动，最终摧毁德国空军。


★★★


杜利特尔于1896年12月14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阿拉米达（Alameda），幼年时期在阿拉斯加州的诺姆（Nome）市接受教育，成年后曾在洛杉矶朱利叶（Junior）大学学习，又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采掘专业学习了一年。1918年3月11日，他被美国陆军通信兵的航空部门委任为少尉，就这样开始了他的飞行生涯。在军官生涯早年，杜利特尔成为了一名航空业的先锋，并以飞行员的身份，成为了他那个年代的飞行先驱之一。他曾驾驶着装有早期的导航装置的德哈维兰（De Havilland）公司的DH-4型飞机，从巴勃罗海滩横穿美国大陆，最后降落在了加利福尼亚，用时21小时19分，中途仅加过一次油。为此他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1923年开始，他成为一名试飞员，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颁发的科学硕士学位。为此他曾玩笑说，自己获得的学位比获得的荣誉勋章还要多。毕业后，他在华盛顿为海军试飞高速水上飞机。1926年，他还曾去南美国家表演飞行技术。



杜利特尔对飞行的最大贡献是大力推动了仪表飞行。他是最早意识到飞行能力和导航能力同等重要的人，在他看来，如果飞行员不能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那么他是无法在空中真正自由飞行的。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意识到人类具有心理、生理双重极限的人，因此他设计出一套训练体系以帮助飞行员读懂和理解导航设备，并要求飞行员充分相信仪表。



杜利特尔原在1930年前就已经退役，随着二战的爆发，他又回到了航空界，掌管壳牌石油公司的航空部门，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让大型汽车工厂转行生产飞机。1941年，他又被任命为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去英国研究和评估当时欧洲各国的空中力量。珍珠港事件后的1942年1月2日，他再次返回华盛顿，参与组织策划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的第一次空中打击，即对珍珠港事件的一次报复性行动。原本这个计划不必由他亲自去实施，但他还是全力说服了阿诺德将军让他亲自指挥。1942年4月，他驾驶的B-25型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对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和名古屋进行了空袭。然后他率机飞到中国，在那里跳伞降落后辗转回到了华盛顿。这次行动使他获得了由罗斯福总统亲自颁发的荣誉勋章。空袭成功的两天后，杜利特尔提升为陆军准将，1942年6月他被委派到第8航空队作职。稍晚，他又前往北非担任第12航空队的指挥官，指挥在北非的战略空军部队。此后，他又担任第15航空队的指挥官。直到1943年12月艾克将军离任，他又成为了第8航空队的指挥官。




杜利特尔作为一名杰出战士的声名已先于他本人，抵达了位于英国的第8航空队指挥部。他的座右铭是计算风险（Calculated Risk），正是这个信条弥补了他的不足，使他作为一名勇敢的飞行员经历了一系列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冒险。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每一次冒险前都会首先分析情况，然后认真地作好规划，只要有一定的成功机率，他都会全力去尝试。根据这些，我们可以认为杜利特尔是领导第8航空队与德国空军决战的最理想的人选。

杜利特尔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他面临的任务摧毁德国空军有多么艰难，他明白这远比他去年对东京的奇袭要困难得多。1943年12月27日，阿诺德将军给杜利特尔和第8航空队发来了如下的一封电报：

A．这个国家（指德国）的飞机制造厂可以生产出数量巨大的飞机、发动机和零部件；

B．我们的训练计划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训练我们的机组人员；


 C．对于你在训练和空战中损耗的飞机和人员我们会保证充足地供应；

D．如果德国空军不被摧毁，登陆欧洲的霸王行动计划将不可避免地被推迟；

E．因此，我个人给你的信息就是：必须摧毁德国空军，催毁他们藏匿于空中、陆地或是工厂只要你能找到的任何地方的一切力量。





杜利特尔明白，要想完成摧毁德国空军的任务，必须使轰炸机部队在冬天的这几个月时间里，不间断地对德国境内的目标进行轰炸。但居高不下的损失率，让他必须得争取到足够多的远程战斗机或者是寻找到新的轰炸方法。由于德国境内的目标上空整个冬天都持续覆盖着厚厚的云层，杜利特尔需要寻找的这个方法必须能够让投弹人员在多云天气的情况下，准确地投弹并击中轰炸目标。远程战斗机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虽然通过给P-47加挂外部副油箱增加了它的航程，但仍然达不到为轰炸机护航的要求。这个问题在1943年10月中旬终于有了转机，这个月有一批P-38战斗机抵达了英国，并配署给第8航空队的战斗机指挥部指挥，用以增强P-47战斗机群的作战力量。这批飞机装备有两个75加仑的副油箱（之前的P-47只装备了一个75加仑的副油箱），最大航程可达520英里，这使得轰炸机部队期盼了很久的基地目标基地的全程战斗机护航变成了可能。

德国飞行员将P-38戏称为Der Gabelschwanz Teufel，意思是有叉子形尾巴的恶魔，因为它是双引擎的战斗机很好识别。P-38最初于1942年底服役，当时的型号是P-38F型，并马上投入了在北非的战斗，但是在空战中并不很成功。因为P-38是为高空拦截设计的，而北非的空战大多发生在15000英尺以下，而这个高度不是P-38的优势所在，不过它作为战斗轰炸机在蹂躏隆美尔的非洲军上表现得还是不错的。

但第8航空队不缺少轰炸机，他们需要的是能为深入德国进行轰炸的美军轰炸机提供护航并赶走德国空军的战斗机。尽管P-38在北非的低空空战中表现得并不出色，但阿诺德将军仍然相信P-38能够为轰炸机做好远程护航。所以当1943年10月55架第一批P-38抵达英国后，就立即为11月3日轰炸威廉港的B-17担任了护航。在这次任务中，P-38遭遇到他们在欧洲上空的首次空战。战斗结果没有让阿诺德将军失望，闪电式战斗机共击落了3架德国战斗机，自身只损失了1架，并且严格遵照命令，对轰炸机群实施严密的紧贴保护，并未追击周围的德国战斗机。然而到11月3日，当P-38协助P-47机群为轰炸不莱梅的B-17护航时，情况却完全变了。当P-47由于燃料耗尽而返回英国，剩下47架P-38单独为轰炸机护航时，P-38战斗机的飞行员们发现他们被一大群德国战斗机包围了。紧接着，他们马上遭到了德国战斗机接连5次的猛烈攻击，且攻击程度一次比一次狠。此次战斗共有7架P-38被击落，16架严重受伤，其中一架甚至被打掉了一个引擎，机身上有上百个枪孔。虽然最终P-38用自己的损失保护了轰炸机对不莱梅和威廉港的轰炸战果，但它是否适合担任轰炸机的远程护航受到了质疑。实际
 上，P-38的双引擎设计的确限制了它的机动灵活性；在高空飞行时，它的机头总是有向下垂的趋势；更糟的是，它的特征太明显了，很容易被敌人的战斗机识别出来。之前盟军使用的喷火（Spifire）或者P-47都是单引擎战斗机，在远距离上和德国BF-109、FW-190区别不大，但双引擎的P-38就太容易辨识了，德国飞行员很喜欢追逐这样的目标。

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考虑到这些因素，决定将远程护航战斗机的希望转向于另一种新的战斗机，最先被他们注意到的就是攻击型战斗机P-51野马式。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后来战争的发展很好地证明了P-51是美国在二战中最好的战斗机。战后阿诺德将军承认由于他的错误认识，使得P-51没有更早的投入战斗，但至少他及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将P-51投入到了决定性的战斗最长的一周之中。而他的对手希特勒却拒绝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没有将新设计的喷气式飞机（Me-262）作为战斗机投入量产，而是将它作为轰炸机或对地攻击机投入生产，使Me-262没能参加最长的一周作战。这两个相左的决定，最终决定了最长的一周的战果，从而影响了二战的最后战果。

P-51的投产要归功于英国采购委员会（British Air Purchasing Commission），正是他们要求设计生产一种新型战机并投入北非战场，用以替代已经过时的P-40。当时的北美航空公司经过6个月的设计，最终拿出了原型机NA-73以供测试。1941年，当英国人已经很高兴地接受了这种新型飞机，并开始将它们用作对地攻击机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它却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当时的野马式战机装备的是低转速的发动机，没有现役战斗机那样灵活。当时在伦敦的美国军事专员托马斯希区柯克（Thomas Hitchcock）少校向华盛顿报告说：野马式战斗机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机身，它的机身是当时世界各国的战斗机中最优秀的，接着他建议将Merlin 61型发动机安装到野马的机身上。这条建议很快被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和空军司令特拉福德利-马勒（Trafford Leigh-Mallor）采纳。很快，两架装备了这种新发动机的P-51被生产出来。为了让飞机能够承受高速发动机带来的更强的大气压力，飞机机身再次被强化。另外，他们还对P-51进行了其他的一些小改进。对于改良型的野马式战斗机，阿诺德将军很是欣赏。于是，他在1942年11月时下令生产了大约2200架。但不幸的是，当第一批P-51被生产出来并投入实战的时候，第8航空队已经浴血奋战了一年多。

到1943年9月，也就是距离第一批改良型P-51被用于实战前的两个月，面对欧洲和太平洋两个不同战区对战斗机的迫切需要，阿诺德将军下令1943年剩下的几个月里生产出来的P-51要全部分配给欧洲战区。但是这并没有解决第8航空队对于护航战斗机的需要，因为所有分配到欧洲的P-51部队都被交给第9战术空军部队管理了，这支部队是为登陆欧洲大陆提供支援的。幸运的是，第8航空队的战斗机指挥官威廉凯普纳（William E.Kepner）少将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将这些P-51从第9战术空军部队借过来为轰炸机护航，并且可以一直借
 到计划表上定的登陆计划实施之前。

1943年底，只有一个大队的P-51（354架）抵达了欧洲战场，它们于12月5日开始执行第一个护航任务。这次是个短程任务，目标位于法国巴黎附近，任务过程中德国空军没有出来拦截，所以这种新型战斗机并没能完成它的实战检验。同样在这个月，在执行对德国基尔、不莱梅和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的轰炸任务中，德国空军很快就发现P-51是一种极优秀的战斗机，于是他们开始尽量避免在空战中与之遭遇。虽然12月有P-51护航的轰炸任务执行效果很好，但都是短程任务，直到1944年伊始，美国陆军航空队都还不敢确信P-51是不是适合被用作远程护航，这些只能交由时间来检验了。

杜利特尔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想在登陆发动前的这个冬天的几个月中，继续对德国及其占领区的目标进行空袭的话，就必须找到一种能透过厚厚的云层对行动目标进行精确轰炸的方法。他不想再继续以前那种靠投弹手目测的方法进行投弹的盲目轰炸（Blind Bombing），但他又想在冬天视野不清晰的情况下继续这种轰炸以保持对德国的压力。其实早在1942年，当美国轰炸机刚开始在英国设立基地并初次执行任务时，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就曾意识到气象将是影响轰炸效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冬天的几个月中，英国和西欧的天气变化多端，很难进行准确的预报。每当轰炸机部队在这个季节的某天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甚至生命作为代价飞到目标上空准备投弹时，经常会因云层的遮挡使得投弹手视野不佳，无法发现目标而被迫放弃轰炸。针对这个问题，阿诺德将军模仿英国皇家空军遇到这个问题时的做法，也下令组建了领航员（Pathfinder）部队，该部队的飞机装备有雷达，并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操纵，它就像导盲犬引导盲人走到目的地一样，带领轰炸机群找到轰炸的目标。领航员部队的建立使得运用同样的装备和人员进行精确轰炸变得容易了。

最初，第8航空队有两种导航方案可供选择，分别被称为Gee和Oboe。这两种方案都是依靠地面站点的光束传播来实现导航的。英国人发展了这两种方法，并将之广泛用于夜间轰炸中。但这两种方案距离美国人希望的样子还存在一段距离Gee方案被第8航空队用于B-17和B-24之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之所以英国人用得不错，是因为他们进行的是夜间轰炸，而用于白天就差强人意了；Oboe方案在短程轰炸上表现不错，但在远程轰炸上却表现不佳，而在1943-1944年的冬天杜利特尔需要的正是远程深入德国的轰炸。另外，虽然英国人向他们提供的Oboe装备数量也不少，但仍不能满足第8航空队的需要。

最终，阿诺德将军决定实施第三套方案，这就是英国人刚发展起来的H2S。它是将雷达设置在一个容器里，并安装到飞机上。飞机起飞后，雷达就能发射光波到地面上。伴随飞机的飞行，雷达将扫描飞行过的地面状况，并将地面状况通过一张类似地图的图片发送到阴极射线管指示器上。这是英国人手中的一项高技术装备，直到1943年3月才很勉强地提供给了第8航空队8套，这8套H2S被装备到美国轰炸机的机腹炮塔上，原来的机腹炮塔被取下。


 阿诺德将军认识到，如果第8航空队对H2S的使用效果感到满意想继续装备的话，英国人是不会提供更多的了，所以他必须向美国的工厂寻求帮助。马萨诸塞州技术学院放射线实验室同意为美国军方提供类似于H2S的装备，就这样他们设计出了美国版的H2S，并将它命名为H2X。

12架空中堡垒于1943年9月开始装备H2X，之后这些飞机及其机组成员被送到英国的奥尔肯伯里（Alconbury）基地接受这种装备的训练，其他装备有英国人提供的H2S的8架飞机及其机组成员也被送到这里接受同样的训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培训之后，第482领航员部队在奥尔肯伯里基地里正式成立了。同年10月底，他们开始执行第一次任务。

应当承认要使用好H2X仅仅依靠基地的训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更多的实践。因此，第8航空队决定将他们派到德国上空执行实战任务。1943年11月3日，11架领航员（9架装备H2X，2架装备H2S），引导着539架重型轰炸机飞临被云层覆盖着的威廉港上空。之所以选择这个目标，是因为这个城市位于海岸线附近，并且临近威悉河河口，可以很容易被领航员的雷达识别到。这一次轰炸机完全依靠领航员的指引，透过厚厚的云层投下了创纪录的1400吨炸弹。

轰炸过后，第8航空队专门派出侦察机，再次飞临目标上空拍摄了轰炸后的效果的照片。经过研究，指挥官们发现这次轰炸很精确，被雷达瞄准的目标已经明显被摧毁了，虽然从照片上看到的炸弹散布效果不如在天气情况良好时用肉眼瞄准轰炸的那样集中，但是目标区域内的造船厂等设备已经被精确命中并彻底摧毁了。这次任务还发现了一个好处，那就是在天气情况不佳、云层很厚时，第8航空队可以通过H2S和H2X雷达穿透云层扫描到目标实现轰炸，但德国空军对于此时是否应该升空拦截却变得很犹豫，因为仅靠肉眼在厚厚的云层中找到轰炸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次任务轰炸机的损失很轻，由B-17和B-24组成的539架轰炸机中，只有7架被击落。

由于有了雷达的帮助，第8航空队想要在1943年冬天的11月和12月增加轰炸任务的次数成为了可能。这两个月大部分任务都用上了H2X和H2S设备，偶时使用英国的Oboe，只有很少几次是通过目视来指导投弹。12月第8航空队投下的炸弹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月的都多总计投下了13142吨，第一次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的月投弹量。同时，第8航空队的规模在年底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张，这时已经拥有了26个可以随时用于作战的轰炸机大队。

1943年圣诞节前一天，第8航空队派出了超过700架轰炸机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超过以前任何一次的轰炸规模。P-51战斗机再次为这次任务担任了护航，由于德国空军未出动战斗机进行拦截，所以P-51的作战性能没能得到检测。现在杜利特尔已经准备好了，第8航空队也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已经做好了通过一系列精确的打击行动来摧毁空战计划部-42订下的要最优先打击目标的准备，而这中间的许多目标都位于德国中部或南部。这一系列行动就是日后闻名的最长的一周行动，现在就要开始了。








［1］

 此地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国在欧洲的一处重要空军基地，1999年对南联盟的空袭中，大部分美国飞机就是从这个地基起飞的。






 第五章　德国空军的准备


美国陆军航空队有吉米杜利特尔，而德国空军则有阿道夫加兰德。他们拥有许多相同的气质：两个人都是飞行员，大胆、才华横溢，并且在战斗中表现出极高的勇气。在他们两人带领下，1944年2月爆发的最长的一周行动注定将是一场惨烈的战斗。杜利特尔率领的第8航空队将与加兰德率领的德国空军在德国上空遭遇，双方都知道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是欧洲上空空战的转折点了，对决的成败将决定盟军登陆的结果。这两个天才将在空战中发挥出各自的才智，努力寻找并打击对方的弱点。


★★★


阿道夫加兰德出生于1912年3月。出于对飞行的浓厚兴趣，15岁那年参加了滑翔机俱乐部的训练，从这中间获得了最基本的飞行知识，同时开始理解飞机的各个部分如何工作。在进行滑翔机飞行训练时，由于经验不足，他曾出过多次事故，但所幸都没受什么伤，终于获得了A、B、C这三个由低到高级别的滑翔机飞行证书。加兰德的父亲许诺说，如果他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就给他买一架滑翔机。最终，他获得了那架滑翔机，并在之后成为一名滑翔机飞行教官。



1932年从高中毕业后，20岁的加兰德又进入到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学校学习。



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他从滑翔机飞行员的行列中被挑选出来，开始接受驾驶动力飞机的训练，最先驾驶的是信天翁L101型。在飞行中，他又出现多次事故。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他被认为是不合格的飞行员，险些要被遣送回家。因此，他开始申请加入德国军队。在等待军队回复的过程中，他又接受了驾驶信天翁L75型的训练，并获得了B1执照。在军队准备接受他时，他的飞行技术又被飞行学校重新认识，并拒绝让他进入军队。



1933年5月，加兰德第一次在柏林见到了赫尔曼戈林，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相信戈林将会是一名合格的空军领导人。之后他开始在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线上飞行，直到1935年加入新成立的德国空军。当年他在驾驶FW-44双翼飞机时又发生事故，以致眼睛、头骨和鼻子受伤，险些被终结飞行生涯。1936年，加兰德再次发生事故，眼睛再次受伤且视力受损。要想继续飞行，他必须接受视力测试。他的弟弟帮他提前弄到了视力表，他背熟了视力表才通过了测试。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加入秃鹰军团，驾驶HE-51型飞机共执行对地攻击任务300余次，并研制出新的对地攻击技术。这些经验和技术最后被借鉴于开发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西班牙内战中，他还获得了金质佩剑钻石西班牙十字奖章。回国后，出于对BF-109性能的良好印象，他开始转变成为战斗机飞行员。



从1938年8月到二战爆发前，他一直在德国空军参谋部工作。大战爆发后，他驾机参加了法国战役。在该战役中，他共击落12架敌机，赢得了首个战果。



1940年，加兰德以第2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的身份参加了不列颠空战。从空战开始到9月25日，被他击落的敌机已达40架，他也因此获得了希特勒亲自颁发的橡叶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到了同年的12月5日，该项纪录已被刷新至57架之多。之后，他作为第26联队指挥官，一直在西欧地区对抗英国皇家空军。




现在德国空军面对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的形势和4年前德国准备入侵英国的情形一样，只是双方所处的位置恰恰相反。4年前也就是1940年，德国空军如果不能争夺到英吉利海峡和英国上空的制空权，德国就无法登上英国的土地，他们的船队也无法穿越英吉利海峡。当时戈林认为夺取制空权并不困难，他认为敌人已经从精神上被击败了。他告诉德国空军的指挥官：我们的首要任务不仅是摧毁在空中和地面敌人（指英国的战斗机部队），同时也要摧毁他们的机场，这项决定性的任务将在2～3天内完成。

所以当最长的一周行动开始时，加兰德并不是
 很吃惊，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要采取类似的行动了。他和德国空军现在面临的情况，与当年的英国皇家空军如出一辙，甚至连希特勒在不列颠空战时发布的第17号作战指令，其语气和内容也与4年后阿诺德将军给杜利特尔的那封要求他夺取德国上空制空权的电报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希特勒的指令是这样写的：德国空军必须运用他们的一切手段尽快和尽可能地摧毁英国皇家空军，攻击的第一步是必须打击他们的战斗机部队、地面组织和后勤部队，第二步是要打击他们的飞机制造工厂和防空武器生产工厂。

加兰德于1942年秋天接受任命，统一指挥德国空军的昼间和夜间战斗机部队，这些战斗机部队用于阻击盟军的空军对德国及其占领区日益猛烈的轰炸。他意识到雷达预警的巨大力量，并将德国的雷达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数量扩大了一倍，此前这个中心由于人手少又需要24小时运转已经不堪重负了。


 到1943年底，当第8航空队为最长的一周行动做最后的准备时，加兰德已经拥有了5个完整的战斗机师，由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它们的战斗行动。这5个战斗机师及其防御区域分别是：

第1师：德国中部柏林地区；

第2师：德国海岸线；

第3师：荷兰及鲁尔区；

第7师：德国南部；

第8师：东部边界。

这些战斗机师将为德国及其占领区拉上一道防御屏障，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要想完成轰炸任务并夺取制空权，那么就必须要穿透它。

同时，由于统一了昼间和夜间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加兰德也为他的战斗机部队设计出了一些新的反击战术，以打击从1943年以来就在欧洲上空日益增多的美国B-17轰炸机。他承认他的飞行员还没有想出应对这种强大的飞行怪物（指B-17）的方法，他们仍习惯于攻击单架的美国或英国的轰炸机，当成群的B-17轰炸机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就不知该如何对付了这也是他们最害怕碰到的。加兰德也设计出了一个飞行堡垒编队，大概有27架轰炸机，上面配备的自卫机枪至少有200挺，如果这些机枪都朝向一个方向的话，任何想接近它们的战斗机都会遭殃。同时加兰德也发现，德国战斗机的20mm机炮只要有约22～24发子弹击中B-17轰炸机，就可以将它击落。基于这些事实，他意识到德国空军必须改变他们现在的作战思维和战术。

加兰德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前往拦截轰炸机的德国战斗机将以往攻击轰炸机前部的战术，更改为从轰炸机后部进行攻击。只要接近轰炸机的速度介于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航速之间，就会很难被轰炸机上的机枪手击中，也只有很少的机炮子弹能够命中。他手下的精锐战斗机部队第2战斗机联队指挥官埃贡迈耶（Egon Meyer）率先试验了这种战术，结果发现就算有勇气从B-17机群中穿梭过去进行攻击，但战斗机的机炮火力给轰炸机造成的损害也是很小的。

加兰德认为该战术之所以攻击效果不佳，是由于新型的Me-109仅装备了1挺老旧的20mm机炮。如果能装上2挺，攻击效果会略好些，但如果能换上新型机炮，效果将会更好。新型机炮无论是射速或是弹道的轨迹，都比旧机炮要强得多，但是战斗机如果只配备1门新型的机炮，仍然不足以对付B-17。所以，他马上要求给所有的Me-109再装上第二门机炮。由于Me-109原来装备的机炮位于机头正中央，要装上第二门，就要把2门机炮都移到机翼上。即便这样会对飞机发动机产生影响，加兰德仍然要求对Me-109进行改装。改装Me-109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在一次会议上元首问他：哪种方法是最好的，是在机头正中装上1挺还是在机翼上装上2挺呢？加兰德的回答颇让人吃惊：最好是装上3挺。


 不幸地是，希特勒最后决定不修改发动机，这也意味着机头的那挺机炮不会被移到机翼上去。但同时，元首也采纳了另一个给Me-109增强火力的折中方案在飞机的两个机翼下各加装1个吊舱，每个吊舱装有1挺20mm机炮，这样Me-109就有了3挺机炮。虽然火力增强了，但却大大降低了战斗机的灵活性。起初这种改装的Me-109在攻击B-17上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当P-51开始为轰炸机护航后，改装的Me-109不灵活的缺点暴露无遗。所以很快，加装的两个吊舱就被取消了。加兰德马上又将注意力转到了FW-190战斗机上，这种战斗机装备有4门机炮，火力上完全可以与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进行较量，但是这种战斗机多用于前线作战，能拨给他用于防御西线的数量非常少。

由于盟军的轰炸机越来越多地深入德国占领区进行轰炸，甚至在白天，帝国的领空也被他们穿透了。即便是1943年10月14日第8航空队对施魏因富特实施的空袭失败，损失惨重的美军被迫暂停了对德国本土目标的昼间轰炸，天空中看似平静了，但加兰德也看出这只是暂时的，以后的轰炸只会更猛烈。所以他拼命向希特勒和戈林提出意见：所有的战斗机都应该以内圈（指德国本土）为基地，以便集中最大数量的战斗机对来袭的盟军轰炸机进行拦截。从当前布局来看，德国战斗机分布在本土及其占领区上，每次盟军来袭时，战斗机总是一波波地进行拦截，在具体某个时刻点上，总是只有少量战斗机在与轰炸机进行战斗。如果集中所有战斗机在同一时刻一起攻击的话，效果就会大不相同。

加兰德的意见很明显是要放弃占领区的领空防御，但这让希特勒很是恼火，因为他不愿让英国、美国的轰炸机毫无顾虑地轰炸占领区的工业设施，所以这个意见没有被批准。德国元首显然还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德国战斗机被分散配置在德国本土及欧洲各地，才使得盟军的轰炸步伐无法阻止，也使得德国本土的设施一步步地遭受伤害。

1943年6月到8月，德国汉堡遭到了英国皇家空军进行的数次大规模轰炸，整个城市成了地狱，这最终使得戈林相信，加兰德之前提出的集中战斗机保护德国本土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位于东普鲁士的狼穴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负责空军指挥的高级参谋人员、负责飞机制造的官员、空军各部队的指挥官以及加兰德本人，此外还有许多与空军部队有联系的部队参谋人员。会上，戈林简短地描述了汉堡遭受空袭后的悲剧，然后下达了一个命令：德国空军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人的生命，而且是德国人民的生命。同时，也要保护好维持战争运行的工业设施。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集中空军力量来保卫第三帝国。

加兰德为此努力了奔走了1个月，现在终于得到了肯定，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同意，保卫德国本土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要把所有的战略物资优先供应给加兰德的战斗机部队，甚至连一向优先的轰炸机生产也要为它让路了。德国空军所有正在进行的行动都被中止了，原本用于参加这些行动的飞机和人员都尽可能地提供给领空保卫战。这是戈林和他的参谋人员少
 有的几次批准下属正确意见的时刻，一切看起来都在按加兰德想象的方向发展。在会议结束时，戈林说了句我将把这次会议的决定通报给元首，与会的每一个军官都相信希特勒会批准这个意见。

但是他们都错了。

当戈林会见完希特勒回到会议室时，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看任何人一眼，就径直走进了他个人的办公室。稍晚时，他把加兰德叫了进来，他告诉加兰德当他把起初和空军军官一致同意的这个提案告诉希特勒之后，元首勃然大怒，高声叫喊着，痛斥空军从攻击转成防御这样做是绝不可能的，并要求戈林马上恢复对英国的空中打击，而且只要是能使用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都要派上去，不管是昼间或夜间作战的飞机。加兰德听后，除了摆了摆头表示反感之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一切都是元首说了算。

希特勒的这个决定最终决定了最长的一周的结果。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加兰德递交的另一个建议最终却被希特勒批准了，这个建议将给第8航空队带来极大的灾难全力生产喷气式飞机。其实早在1942年，加兰德就知道了飞机设计师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博士在设计一种完全颠覆以往设计风格的战斗机喷气式战斗机。加兰德对这种可能投入实战的飞机非常着迷，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也把它作为讨论的内容之一提了出来，并谈了他对喷气式战斗机的感受：

我们现役的用于防御的战斗机的性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我们需要一种至少能与敌人相匹敌的战斗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一种性能超过所有现役战斗机性能的飞机。我不知道敌人在飞机制造技术上发展如何，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在现在正在生产的高速轰炸机①
 没有相同或相近速度的战斗机护航的这个问题上眼光太窄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也许碰到紧急情况时，高速战斗机比高速轰炸机的作用更大；我想技术部门也已经为这种高速战斗机的生产做好了准备。

尽管加兰德是基于实战需要提出的这个想法，并且考虑得已经很周全了，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希特勒身上，而希特勒批准的这个建议却是要将喷气式飞机作为轰炸机生产而不是作为战斗机。希特勒拒绝将空军部队全部用于防御作战，是因为在他的脑子里，获得胜利的唯一方法就是进攻，而且要不停地进攻。第8航空队必须感谢元首的这个决定，不然在最长的一周行动时，他们面对的将是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如果那样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当希特勒终于认识到加兰德提出的要将喷气式战斗机用于帝国本土防御的观点是正确的，并决定将喷气式飞机转入战斗机进行生产时，最长的一周行动已经结束了。

早在1943年5月22日，加兰德坐车来到了位于奥格斯堡（Augsburg）附近列希菲德（Lechfeld）的一个小机场，这里在测试一种新型的喷气式飞机Me-162，加兰德对这种
 装备完全颠覆传统飞机发动机模式的新型飞机很是着迷，并认识到如果战斗机部队能装备足够的它的改进型Me-262的话，在欧洲上空的空中堡垒机群将会被一架架地打落下来。他马上给空军最高指挥部发了个电报汇报他的想法：

Me-262是极其成功的，我保证立案我们自己也不会相信，我们已经在航空领域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当敌人们还在使用活塞式发动机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先进的装备。这种飞机的飞行性能给我的印象最深，发动机性能也完全值得信赖，只是起飞和降落时有一点小问题。这种飞机将开创一种全新的空战战术。

加兰德知道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战斗机，它不仅能够拦截盟军的轰炸机，并且速度要比盟军的战斗机快得多。当他亲自坐上飞机测试了它的性能后，就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努力劝说希特勒改变将它作为轰炸机来生产的想法。加兰德不仅仅是通过电报向上级报告自己的想法，而且还以私人身份拜会戈林元帅，告诉他新型的喷气式飞机性能如何地优越。他发现在这一点上，戈林很容易就接受了他的观点，看来帝国元帅从来没有忘记他在一战时作为战斗机飞行员的那些岁月，并很快站到了他的这边。

但是希特勒再次将它否定了，虽然他知道空军的将领和专家们都同意加兰德的意见要把Me-262作为战斗机大量生产，但他仍然不能改变已经根深蒂固的想法：空军要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

虽然希特勒要求把喷气式飞机作为轰炸机进行生产，但并没有马上下令开工，而是要求飞机设计师和发动机设计师不断地修改原型机，直到将所有的机械问题都解决，才能投入量化生产。著名的飞机设计师梅塞施密特博士不断地向希特勒解释，新式飞机在测试中总是会碰到了一些问题的，但这些问题就算是大量生产后也很容易解决。但希特勒就是听不进去，仍旧一味强调修正完测试中发现的所有问题才能投入生产。对此，加兰德也感到很是沮丧喷气式飞机通过所有测试并修正所有问题，至少要花费6个月时间；而欧洲上空日益强大的盟军轰炸机群和越来越频繁的空袭，容不得他坐等6个月。因此加兰德决定，不顾任何后果也要把喷气式战斗机部队建立起来。他建立了一支特种部队，这支部队由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组成，他们将驾驶全新的Me-262来拦截英国皇家空军的高速轰炸机蚊式轰炸机，之前德国空军对于这种速度极快的飞机毫无办法。他的努力还得到了梅塞施密特博士和其他一些专家的支持。秘密部队的驻地一个设在奥格斯堡的飞机制造厂，另一个设在距柏林只有几英里的瑞奇林（Rechlin），这里同时也是德国空军的飞机测试基地。1943年底，这支部队与英国的蚊式轰炸机遭遇了，依靠Me-262每小时高达520英里的速度，很快就打下了几架蚊式。这充分证明了这种喷气式战斗机比盟军或德军的任何一种战斗机速度都要更快，性能也更出众。加兰德甚至表示：我宁愿要一架Me-262也不要5架Me-109。

但加兰德的愿望无法实现了，希特勒依然无视德国上空的盟军轰炸机日益增多的事实，
 依然坚持要将Me-262作为轰炸机来生产，就连原来支持加兰德的戈林元帅看到元首是这个想法，也见风使舵地表示支持元首的主张。更令人生气的是，当1943年底加兰德明确告诉希特勒，因为有P-51护航的盟军轰炸机已经能够在白天肆意穿透德国的领空，要生产喷气式战斗机已经没有什么争论的意义时，戈林生怕希特勒迁怒于他，于是他大骂加兰德是在散布谣言，并说元首对于Me-262的使用是绝对没错的。

加兰德听后耸了耸肩膀说：我说的是事实，帝国元帅先生，在亚琛有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不信你可以去问当地的居民。

戈林却总是生活在幻想之中，他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加兰德越是向他报告事实，他越是生气，最后大声尖叫道：我再给你一个官方命令：它们是不存在的（指德国上空不可能存在美国的战斗机），你明白吗？

加兰德嘴里叼着雪茄烟，笑着说：命令仅仅是命令。他明白，虽然美国战斗机现在只进入到了亚琛，但是很快就会深入德国纵深，而他提出的喷气式战斗机的生产计划又被否定，这让他颇感失落。不过他也没有气馁，还是有值得他感到安慰的地方虽然盟军轰炸机数量在增长，但德国的战斗机数量也在增长，到1943年秋天时，还会有新型的传统活塞式战斗机装备部队。在这年年中时，他的手上有约600架单引擎战斗机用于防御西部前线；到了10月底，战斗机的数量增加到了800架，而且这些部队的飞行员很多都是经验丰富的。通过他的指挥系统，这些战斗机部队可以接受他的直接调度，反应速度大大加快。另外，加兰德还建立了一个经过修改的内部防御圈，这些都是瞒着希特勒建立起来的，因为元首一开始就反对这样的防御方法。当盟军轰炸机群冒险深入德国纵深进行轰炸时，这个内部防御圈可以集中起大量的战斗机对它们进行拦截。

毫无疑问的是加兰德给他秘密组建的部队装备的是最先进的Me-262战斗机，他们将与深入德国领空的B-17、B-24遭遇，现在德国空军已经做好准备了。






 第六章　没有更多时间了


1944年2月，摧毁德国空军和德国战斗机的工业设施成了阿诺德将军考虑的头等大事，他打算将所有的空中力量都派出去，用于打击第三帝国。他知道如果盟军按计划在1944年春在欧洲登陆的话，不击退德国空军是不行的。所以1944年2月8日，他给斯帕茨将军下达了硬性命令，要他将所有空军力量都派出去，一定要在3月1日前完成打败德国空军的任务。他也明白如果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和特温宁的第15航空队不能按时打败德国空军，那么登陆的部队会受到怎样的损失。

负责制定1944年2月一系列轰炸计划的是由斯帕茨将军领导的美国战略空军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同时管理着驻英国的第8航空队和驻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斯帕茨将军指派了安德森少将来全权管理和制定这个全面出击的计划。安德森少将是一个高个消瘦的军官，平时为人很和蔼，但在制定重大的作战计划时却十分严肃。过去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就马上进入了陆军航空队，多年来一直从事着重型轰炸机的发展，并且是这方面的专家。1940年他倡导成立了美国第一个投弹手教师学校，当二战爆发后，这个学校为急需投弹手的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输送了大量人员。1941年他调到华盛顿主管轰炸方面的事务，同年还被派到英国研究欧洲战场的轰炸战术。在从英国返回美国的途中，他获悉了日本空袭珍珠港的消息，便马上赶到华盛顿，这时阿诺德将军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个参谋人员的职位。

他和蔼的个性有时会突然变得很强硬，这常常让第8航空队的部下吃上一惊。有一天早晨，第350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柯蒂斯艾默生李梅
［1］

 （Curtis Emerson Leymay），正指挥他的轰炸机群，准备起飞执行任务，突然安德森将军那瘦长的身影出现在了机场上，我
 也要和你们一起去。他向李梅宣布说。李梅感到很为难，因为这次任务是一次长距离的空袭，肯定会引出大批德国空军战斗机前来攻击，危险性很大。所以他努力劝说将军收回他的命令，但将军坚定地说：我要去，给我飞行装备。

没时间继续去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整个大队的轰炸机必须准时起飞，以便与其他大队机在指定空域集合编队，再飞往目标区域。所以他们马上给将军找到了一副氧气布置、一个降落伞包，还找来了一双毛皮靴子给他换上，因为高空中的气温极低。当安德森准备登机时，却发现机上没有多余的救生背心
［2］

 （Mae West）。由于这次任务出发和返航时都要飞越北海上空，如果飞机由于机械故障、战损等原因在海面迫降，救生背心是必不可少的。但此时领头的B-17已经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没时间再去拿一套救生背心了。就在这节骨眼上，一名地勤人员递来一套救生背心。原来一名机枪手刚刚在海峡上空完成实弹射击训练，才从飞机上下来，正从旁边路过，这名地勤人员眼疾手快，马上跑过去一把扒下了他的救生背心。这名机枪手一时被弄晕了头，还不知道他的救生背心被递给了一位高级别人员，单单为丢了公家的东西而感到不知所措，便冲着正在穿背心的将军喊道：嗨，老兄，救生背心价值18美元，我可是买不起的，你返航后如果不还给后勤部门是会被上帝谴责的，你听到了吗？李梅转过头，正准备训斥这名机枪手一番，但将军拉住了他的手给他使了个眼色，然后对着机枪手说：OK，我会那样做的，别担心。说完就爬进了B-17。事后李梅说：安德森将军肯定能处理任何复杂的情况。

按照安德森的观点，第8和第15航空队必须反复不断地轰炸德国的飞机制造厂，特别是为Me-109和FW-190战斗机生产发动机的工厂，否则自己就会被日益增长的德国战斗机所消灭。但现在面对的新情况是：德国人将他们的飞机制造厂进行了转移，搬迁到了德国的腹地，有一些新的工厂还建在了地下，同时也发展了一种新的工业生产模式装配模式。在莱比锡就建有一个巨大的现代化装配工厂，包括一个巨大的艾拉曼彻维曼（Erla Machinenwerke）工厂，这其实是一个总装厂，莱比锡及其周围的工厂将生产好的零部件通过水路运到艾拉曼彻维曼完成总装，德国有三分之一的Me-109战斗机是在这里完成装配的。另外，这家工厂还能修理和装配Ju-88和Ju52型飞机，并生产50多种适用于单引擎战斗机的发动机。安德森将这个装配厂列为首要的打击目标。

另外还有两处组装工厂，分别是位于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的梅塞施密特母公司工厂，和位于雷根斯堡的Me-109生产厂，这座工厂之前让第8航空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虽然炸毁了一部分，但剩余部队仍然在维持生产。当德国本土遭到美国轰炸机轰炸的时候，希特勒就下令建立两座以上的大型组装工厂，这些工厂分别集中于德国中部和东部，以便
 能避开盟军的轰炸。建成的第一座工厂叫做德国中部组装厂，它包括了飞机制造厂，由分别设在奥舍斯莱本（Oschersleben）、瓦尔内明德、卡塞尔、安克拉姆（Anklam）和马尔堡（Marienburg）这些城市的工厂组成；第二个叫做德国东部组装厂，由分别设在图托、波兹南（Poznan）、格丁尼亚（Gdynia）、沙劳（Sorau）、科特布斯（Cottbus）和（Krzesinki）这些城市的工厂组成。设莱比锡的装配工厂是德国建立的第五个装配厂，它由分别位于莱比锡、维也纳、维也纳新城、雷根斯堡的工厂组成。安德森、杜利特尔和特温宁已经组织他们的轰炸机部队对德国中部组装厂和德国东部组装厂进行了几次轰炸，但是这些工厂仍然能照常运转，但现在已经订下了要在1944年3月1日前摧毁这些目标的时间底线，任务量是相当大的。

杜利特尔精确地计算了一下他的第8航空队要轰炸这5座大型组装厂需要冒的风险，在研究了地图和统计数据后，他摇了摇头，觉得要摧毁这些目标至少要3周以上的时间。杜利特尔并不缺少勇气，但现在距离任务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安德森给他下达的要求他派出所有的空中力量去摧毁这些目标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只是要打击几个目标而已。杜利特尔淡淡地说，接着打开了更多的地图。他特别关心的是要摧毁的工业设施中是否包括制造Me-109和FW-190的工厂，因为这两种战斗机是德国人的主力战斗机，它们曾给第8航空队造成过很大的伤亡。但是在安德森给他看的第二张要轰炸的目标清单上面，并不包括这些单引擎战斗机的制造厂，却有替英国人打击的双引擎战斗机制造厂。这些双引擎战斗机主要是：Ju-88、Ju-188、Me-110、Me-210和Me-410，他们作为夜间战斗机给皇家空军的轰炸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德国人共有6座组装生产这些双引擎战斗机的厂房，分别分布在：布伦瑞克、哥达（Gotha）、奥格斯堡、伯恩堡（Bernburg）、慕尼黑（Munich）和布达佩斯（Budapest）等城市，其中除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的首都），其他地点都在德国境内。被列在轰炸清单上的还有另外约18家双引擎战斗机的发动机制造工厂，它们分布在14个不同的城市。

安德森明白杜利特尔所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一个大型装配厂是由许多家制造厂和组装厂组成的庞然大物，就像一只大章鱼有许多触角一样，每一家制造厂或组装厂就是它的一支触角，轰炸机只能是一家一家地轰炸。要将这只大章鱼置于死地，就只有将它所有的触角都砍断，将每一家工厂都炸毁，这可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和蔼可亲的安德森下了狠心，哪怕是将美国陆军航空队驻扎在英国和意大利的轰炸机损失掉三分之二，也要杀死这几只大章鱼。当然这意味着更多机组人员的死亡、受伤和被俘，这些损失将远远超过太平洋上的塔拉瓦（Tarawa）之战。阿诺德将军将这次出动所有飞机进行攻击的行动将命名为最长的一周行动：我们预料到我们将付出比平常更高的代价，来完成这一系列不平凡的行动。

杜利特尔在2月中旬准备执行任务前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他暗示了对行动极其重要，却不能人为控制的一点天气。对于轰炸机的投弹手能否准确地将炸弹投到目标上，晴朗的天气是很重要的。执行这次任务要飞行很长的距离，必将出高昂的飞机和人员损失，如果仍不能准确炸到目标，这项任务便是不成功的。况且由于目标分散在德国各地，想要每次任务都能碰上好天气是不可能的。天气不仅决定着欧洲上空气流的稳定程度，甚至决定了白天的长短，决定了在黎明或黄昏时英国机场上是否有雾。有时在执行深入德国的轰炸任务时，为了避开黎明或黄昏时的雾气，轰炸机不得不在天亮前起飞或是在天黑后降落，因为在雾气中起飞或降落容易发生事故导致人员伤亡。

为了解决气象问题，阿诺德将军专程赶到了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来寻找并招募一名掌握了丰富气象理论知识的年轻人，并准备将其派到英国从事气象预报工作。最终他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欧文P里克（Irving P. Krick），他是该大学的一名兼职教师，同时又为柑橘农场、电影制片厂、载重汽车运输公司、煤炭批发商、百货公司和其他一些顾客做天气预报工作，经验相当丰富。里克被授予少校军衔，并马上被送上飞机飞到英国，为复杂多变的欧洲天气寻找一套新的天气预报理论。当里克抵达英国之前，第8航空队一直在使用英国人提供的天气预报资料，而有意思的是英国人用来预测天气的设备实际上是通过租借法案由美国人提供给他们的，但英国人对美国的这套设备很不熟悉，所以作出的天气预报经常被混淆或延迟。当美国人在英国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天气预报系统之前，英国的交通部门习惯于使用很粗略的气象预报，因为只有战争才需要极其精确的天气预报。

里克到英国后，没有理会周围环境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一套新的天气预报理论研究中。没多久，在他假设的基础上，一套新的复杂理论被建立起来他认为，气象总是在进行有序、有规律的重复运动，当前的天气就是过去某个时候的重复，如果这次重复了上次的天气情况，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后，这样的天气情况又会再次出现。尽管他的理论建立在大量研究对比当前和过去的天气情况后的实践总结上，却依然受到多方质疑，许多天气预报学者都反对他的理论，认为是不可靠的。但是阿诺德将军对第8航空队在1943期间从英国获得的气象预报资料很不满意，所以他准备接受里克的这套理论，并将他提供的天气预报资料作为1944年2月对打击德国飞机工业设施行动的指南。

虽然有了新的天气预报理论，但它仅仅只能起到预报的作用，并不能改变天气的状况。要取得良好的轰炸效果，只能等待晴朗无云的天气，但此时德国目标上空却覆盖着厚厚的云层，这让杜利特尔和安德森很是苦恼。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根据里克的理论进行的天气预报中，欧洲大陆上一直没有出现哪怕是连续3天的晴好天气而安德森认为要实施打击，至少需要1周的好天气。杜利特尔开始思考能否利用领航员部队来指引轰炸机部队寻找目标，毕竟陆军航空队已经在H2X系统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现在正是进一步检验这个系统在复杂天气下的工作状况的机会。不过在研究了当前情势后，他谨慎地意识到即将要出动己
 方所有的空中力量来打击德国的飞机工业，而依靠H2X这套还没有进行完全测试的雷达导航系统来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显然是靠不住的，日后盟军的登陆行动，也不能依靠这套系统。杜利特尔思前想后，考虑的结论，还是只能等待好的天气。

同时里克正在研究欧洲过去50年的天气资料，努力为空中力量的全部出击找到一套准确的预报资料。此时唯一让杜利特尔感到乐观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第8航空队的实力在不断增长。此时他已经有了30个轰炸机大队，近1900架轰炸机因为阿诺德将军把所有他能派出的新出厂的飞机和新训练出来的机组人员都派到了英国。当然这些飞机和人员并没有全部派给第8航空队，也有许多被分配给了驻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到1944年2月中旬，特温宁的部队已经有了17个轰炸机大队约900架轰炸机。与此同时，更多的P-51和P-38战斗机被派到欧洲来担任护航任务。

但杜利特尔的乐观情绪很快就被一份情报部门送到的报告冲淡。这份报告显示，根据观察，德国人已经做了大规模的动员和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打击。但从这份报告上，杜利特尔无法得知加兰德正在考虑的战斗计划，但是他知道德国人已经在轰炸机必经的航线上建立了大量的雷达站，德国人的战斗机部队也由于集中使用而威力大增。杜利特尔尚不知道德国人已经组建了装备Me-262的秘密部队，这是专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机而准备的；他也不知道加兰德已经重组了德国战斗机部队，并且通过设在地下的指挥部来统一进行指挥。如果杜利特尔知道这些情况，他的乐观情绪很快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此时他和第8航空队就只等着里克的一句话，已经整装待发。

里克的这句话终于在1944年2月8日说出来了。当天里克通报安德森将军说：图案非常的漂亮（指天气很好）。我预计在20日的样子将会有一股高压空气移动到德国中部和南部，到时我们至少有3天或更长时间的晴好天气来进行可视轰炸。

里克的话并不保证将会有杜利特尔和安德森期望的6到7天的晴好天气，但是现在距离3月1日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他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开始行动。斯帕茨将军也被告知了天气预报结果，他在当天下午，发布了开始对德国的飞机工业全面进行空中打击的命令。电传打字机将他的命令传送给了第8航空队和第15航空队所有轰炸机、战斗机的飞行员：争论被平息了。
［3］



2月19日下午，也就是里克第一次报告好天气之后36小时，他作为下了结论：从明天开始，德国上空将会有3～4天的晴好天气。

对于里克和那些指挥这次行动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容易作出的决定。此时正有两股高气压在欧洲上空移动，一股来自冰岛，一股来自波罗的海，预计将会给设在英国的基地带来好
 天气。其中波罗的海上空的高气压还有可能会继续向欧洲东南部移动，届时将会在20日驱散德国中部和南部上空厚厚的云层，带来一个晴好的天气。但是如果这股高压气流没有如预期那样向东南移动，整个行动则可能被中止。

然而1944年2月19日下午和晚上的时候，英国上空的天气依然很糟糕，但现在又碰到了另一个更糟的问题。这一天当安德森询问驻扎在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是否为第二天的任务做好了准备时，特温宁却告诉知了一个明确与他的命令相冲突的另一个命令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长，同时也是英国首相丘吉尔驻参谋长联系会议的代表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 Portal）将军，希望第15航空队能再20日的时候前往支援正在安齐奥（Anzio）滩头与德军作战的盟军地面部队。在安齐奥登陆开始时，德国空军还没采取什么应对，但现在却连日攻击登陆的盟军队伍，造成了英军和美军很大的伤亡。同时盟军的情报部门也获悉，德国人已经集结了大批部队，自16起发动总攻击，这场攻击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而从双方兵力对比上看，德国人拥有近10个师，而盟军只有5个师，因此波特尔将军希望能通过盟军的空中力量来打破这种不平衡。他命令在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要求他们把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任务改为对安齐奥的战术轰炸任务，以便为地面盟军部队提供支援，这样的支援可能需要好几周的时间。事实上，到17日的时候，第15航空队所拥有的813架轰炸机中便有近三分之一已经在执行轰炸安齐奥周围的德军阵地的任务了。

盟军地面部队需要空中支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安德森将军更要确保通过出动所有的空中力量去争取在欧洲西部的登陆成功。所以他马上通报了斯帕茨将军，斯帕茨将军又告知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盟军的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于轰炸机部队的使用有最终决定权。但是他最后的决定仍然是将第15航空队派去全力支援安齐奥滩头的盟军，这让安德森非常失望，但是杜利特尔听后只是耸了耸肩膀，尽管他明白，对德国空军进行全面打击的重担，现在全部落到了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身上。

天气的情况在持续变糟。2月19日下午和晚上，英国的战斗机基地里气温急剧下降，基地的上空也覆盖了厚厚的云层。空中堡垒轰炸机有4个发动机，在起飞过程中这4个发动机全部都结冰冻住了，整架飞机才无法运转；而单引擎的P-51战斗机只有1个发动机，如果在起飞过程中这仅有的1个发动机被冻住了，那么飞行员就只有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紧急着陆，要么跳伞逃生。如果这样的话，只会让战斗机和轰炸机不能同时起飞，轰炸机将不得不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进入德国上空，独自面对德国战斗机的攻击。

2月20日黎明前，当杜利特尔在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给轰炸机部队下达命令时，他的内心却是充满忧虑的。但是凭他多年飞行员的经验和直觉，他想到了这个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个风险也是轰炸机飞行员们希望去冒的。

如果到了天亮时分，基地上空5000-6000英里处仍然覆盖有厚厚的云层，会怎么样
 呢？杜利特尔望着自从昨天下午就覆盖在基地上空的云层，小声地说道。他不指望听到周围参谋人员的任何回答，他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一架飞行堡垒如果以500英里／小时的速度爬高到500英里上空，需要至少10分钟或更多的时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穿越厚厚的云层的话，飞机的发动机上会结冰，机上的玻璃窗也会覆盖上一层冰。

当然，飞行员可以通过让发动机持续运转来除冰。他补充说：当他们要加入其他飞机的编队时，也可以打开窗户来看清楚前方的状况。但他的声音显然缺乏激情。他当然不愿意让他的机组人员在这个天气下冒险。他要为这些飞赴德国上空深入敌军老巢的年轻人负责，不希望他们仅由于厚厚的云层而失去生命。

没有人比这次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第8战斗机部队指挥官威廉比尔凯普纳（William Bill Kepner）更清楚这会有什么后果了。他是一个51岁的老兵，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知道战斗机部队中的很多飞行员由于飞行经验不足，在这样的天气下很难起飞，他不想由于天气原因就损失一架飞机或一名飞行员。凯普纳于1920年进入陆军航空队服役，当时他才27岁，在这之前，他已经是履历颇丰的老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海军陆战队服了4年役，之后转到印地安那州国民警卫队，再之后有加入到驻守在墨西哥边境的第28步兵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指挥第4步兵师的第3团在法国参加了默兹阿尔贡（Meuse-Argonne）进攻战，随后又在埃纳（Aisne）、香槟（Champagne）、马恩（Marne）和圣米歇尔山（ST.Michel）这些地区辗转战斗。

在一战后他退役了，但是马上又进入了航空界服役。在新的领域里他拿出了和在地面部队时一样的热情去学习飞行。在两次世界大期间他先后成为一名气球驾驶员和飞艇指挥官。1931年，他成为了一名飞行员，此后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飞行领域相关技术和战术的研究中，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1943年9月，他成为了第8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这一次，凯普纳和他手下的飞行员们都很清楚这次行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但他们能掌控的事情实在太少，尤其是天气。1944年2月19日晚上，他再次抬头望着覆盖在英国上空的厚厚云层，摇着头说：我不喜欢这个天气。

斯帕茨、安德森、杜利特尔和凯普纳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里克（Krick）提供的天气预报资料很有可能不准确，但他们现在必须要决定该怎么办。此前，命令已经通过简报下达给了第8航空队的各个单位，第一天行动的目标已经选定，大批轰炸机群将被派出去，同时还为这些轰炸机群配备了大量的战斗机。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英国上空的天气仍然很糟糕，根据当前天气的状况，有可能要作出新的决定。经过一番怀疑、紊乱、犹豫不决之后，决定最终还是作了出来。在美国陆军航空队等待了多日之后，在距离登陆日已经不远之时，在没有更多等待时间的情况下，军官们终于下定决心，并用电传打字机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让他们去。








［1］

 后来他指挥了对日本的战略轰炸，以火烧东京而闻名。



［2］

 一种可充气的马甲状的救生背心，供飞行员落水时使用。



［3］

 这是密码语句，争论是指对从空中全面打击德国飞机工业设施的争论。






 第七章　第一波打击


1944年2月20日早晨，当吉恩曼森和其他第95轰炸机大队的人员抵达简报室时，他们获悉这次行动将集合两个巨大的轰炸机群，约17个轰炸机联队（1028架轰炸机），将有832架战斗机提供护航这是将在第一次全力空中打击任务中派出的飞机的数量。另外英国皇家空军将派出16个喷火式和野马式战斗机中队为美国轰炸机护航。曼森和其他飞行员在简报室研究了地图后，意识他们的这次行动规模之大，必须依赖所有人协同展开。

在莱比锡和德国东部的装配厂有时也被称为图托装配厂，它将成为2月20日行动中轰炸机打击的主要目标。飞行员们要具体打击的是组成图托装配厂的12个目标，包括分布在德国中部的哥达、伯恩堡的装配厂。在莱比锡的装配厂主要生产Me-109型和Ju-88型飞机，伯恩堡的组装厂是主要生产Ju-88型、Ju-188型和Ju-52型飞机，哥达和奥舍斯莱本的装配厂则主要生产FW-190型飞机，而罗斯托克的装配厂主要生产He-111型飞机。第8航空队的第1轰炸机师的每架轰炸机都在都在机身垂直尾翼的两边涂有宽度为8英寸的白色三角形，作为部队的标志；第2轰炸机师则是在同样位置涂上同样宽度的白色圆环形。这两个师在起飞后首先将佯装出前往柏林的架式，将编队的航向指向柏林，当接近柏林时突然来个转向，第1轰炸机师将前往轰炸莱比锡、奥舍斯莱本和伯恩堡，第2轰炸机师将前往轰炸马格德堡（Magdeburg）、不伦瑞克和哥达。与此同时，以白色四方形作为识别标志的第3轰炸机师则直接按另一条航线飞行：飞越北海上空，穿过丹麦去轰炸图托和罗斯托克。

曼森所在的第95轰炸机大队便隶属第3轰炸机师。在这次任务中，第3轰炸机师从出发到返航都没有任何战斗机护航。杜利特尔意识到，如果派B-17和B-24轰炸机直接插入德国中部进行轰炸，将会遭到德国空军顽强的抵抗。在没有P-51和P-38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为了减少伤亡，杜利特尔为第3轰炸机师选择了北海这条航线。虽然没有护航，但他安排了轰炸德国
 中部目标的主力部队第1、2轰炸机师首先佯装去轰炸柏林，因为他知道加兰德总会将保卫柏林放在首位，而保卫德国北部则次要得多，所以只要这支佯装前往柏林的大部队一出现在德国人的雷达屏幕上，将马上吸引住德国人的注意力，并阻止德国人的战斗机去拦截没有战斗机护航的第3轰炸机师。

幸运的是，里克（Krick）的天气预报是正确的。20日天亮后，英国机场的上空突然云开雾散，正准备执行任务的1028架重型轰炸机可以毫不费力地起飞，并在上空顺利完成编队。前往目标上空侦察的侦察机也在黎明前及时返航了，它带回了目标上空天气晴好，可以目视进行轰炸的好消息。

曼森所属的第95轰炸机大队与他隶属的第3轰炸机师的飞机一起，缓慢地爬升到高空，然后开始往北海东北方向飞去。第1、2轰炸机师的飞机则继续向上爬升，达到轰炸高度才能飞越英吉利海峡，因为德国人沿着西欧的海岸线布置有大量的防空火炮，如果高度过低将会非常危险。

杜利特尔内心默默地祝愿第8航空队能在第一天的轰炸任务中有个好的开头，也希望剩下来的几天任务会稍微轻松些，尽管他已经能预想到，只要这么大批的轰炸机一出现在德国人的雷达屏幕里，加兰德的战斗机就会蜂拥而至。

注意！注意！

第1轰炸机师所属的第401轰炸机大队冲在编队的前方，当领头的一架B-17刚一进入欧洲大陆上空时，德国人设在海峡沿岸的早期警报系统弗雷娜警报系统（Freya apparatus）在几分钟之内就把情报送到了防卫德国中部的几个战斗机师手中。驻柏林附近的德国第1战斗机师指挥官哈乔赫尔曼（Hajo Herrmann）上校在他位于柏林近郊多维尔蒂（Dobertiz）的指挥部里，在仔细看了送到的这份警报后就立即通知他手下的飞行员作好准备，然后他来到地图前看着美国机的航行轨迹，沉思片刻之后，他断定第8航空队的轰炸目标是柏林。他惊呼道：他们从来没进攻过首都这里！说完他急忙赶往机场。

但是德国第2战斗机师的指挥官马克斯伊贝尔（Max Ibel）少将可不象第1战斗机师的指挥官那样判断，伊贝尔少将是一个老资格的空军指挥官，他已经与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交战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认为当前形势现在还是是很明确。他们可能是去轰炸柏林。伊贝尔少将低声地说，接着看了一下送过来的美国轰炸机最新航线轨迹图，又说道：这也可能只是他们的伪装。他仔细看着桌上的地图，很清楚如果美国轰炸机在飞到柏林前的最后一刻改变航向的话，还有很多其他有价值的目标去轰炸。他的视线在地图上移动，直到注意到了莱比锡他把目光停留在那儿。美国人要轰炸的很可能是位于莱比锡地区的飞机制造厂！他没有马上派出自己的Me-109战斗机，而是稍等了片刻，如果B-17机群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将航向转往莱比锡的话，他将在那一刻进行拦截。

上述的德国第1、2战斗机师的驻地都在德国境内，相对有较多的时间来考虑和判断美国
 人的轰炸目标，而驻扎在荷兰迪莱（Deelen）的第3战斗机师则没有那么余裕了。该师的指挥官是曾经参加过不列颠空战的老将沃尔特格拉布曼（Walter Grabmann）上校，面对越来越近的轰炸机群，他只能命令所有战斗机起飞，下令道：全体飞行员马上升空。

加兰德在他位于德国中部的控制中心里仔细听取着下属们的汇报，在听到格拉布曼上校下达的攻击命令后，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很高兴地看到这套中央指挥系统如此高效率地工作，这套系统是他晋升为空军战斗机部队指挥官后在第一时间里建立起来的。这样就可以方便地实现他防御理论以多对多，以取代过去那种将战斗机分散在欧洲各地的做法，将战斗机部队集中起来给予杜利特尔的轰炸机群以毁灭性的打击。

当第1、2轰炸机师正以第401轰炸机大队为前锋飞向莱比锡装配厂的时候，第3轰炸机师正稳步向上爬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穿越了北海，飞向罗斯托克和图托。由于他们没有战斗机护航，所以机上的人员都在默默地祈祷着，希望德国空军的战斗机都在忙于应付另外两个轰炸机师，而忽视他们这支远在北方的轰炸机编队。如果德国人在这时出现，那将是一场大屠杀。两个小时过去了，什么状况也没有发生。曼森和其他第3轰炸机师的机组人员都暗自庆幸杜利特尔的战术安排是正确的，看来德国空军确实没有留意到他们这支远方的轰炸机群。他们此刻尚在平静之中，而另一条航线上的两支轰炸机师则即将打响一场惨烈的空战。

盖里德（Guy Reed）中尉是威斯康星州荷姆伍德人，他在20日黎明前驾驶着一架侦察机离开了位于苏格兰的基地。他的侦察机是一架经过改装的B-17轰炸机，专门用来侦察气象情况。他此次的任务是验证里克作出的天气预报是否正确，并向第8航空队指挥部报告北大西洋和北海上空的天气情况。安德森和杜利特尔要求，如果发现糟糕的天气正移向英国的机场上空，就必须马上取消行动并召回已经起飞了的飞机。里德中尉的飞机在北海上空转了一圈后，准备掉头向西，侦察北大西洋一带的天气情况。这时机上的无线电员通过机内的对讲系统喊起话来：飞行员，我是无线电员，我截获了从苏格兰普雷斯蒂克（Prestwick）发出的陌生的无线电波，它使用和我们相同的频率。

里德马上警觉起来，因为从起飞之前收到的简报中，他被告知要留意并探测这种像幽灵一样的陌生无线电波，它可能关系到许多美国飞行员的生命。美军在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设有一个无线电发射站，第8航空队新训练出来的飞行员们依靠它发出来的引导信号来驾驶轰炸机，从美国起飞后横越大西洋，最后安全抵达英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无线电信号。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德国人发现了这个频率，并发射出相同波段的频率，让美国飞行员误认为是从己方的引导信号。如果跟着这个伪装的频率飞行的话，轰炸机会被引导到离目的地更远的北方海上，最终因燃料耗尽而在海上坠毁。

信号强吗？里德问道。

非常强。无线电员回答说。


 知道了，我们到他家门口了。

在这15分钟之内，机上的无线电指针开始旋转得非常快，里德可以确信信号的发射源就在附近了。现在飞机所处的位置是北海上空，四周云层覆盖，能见度只有大概四分之一英里，当里德的B-17型侦察机冲破云层来到一片晴朗的天空中时，他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一架德国的He-177型飞机赫然出现在他的前方。这是一架德国的大型侦察机，机上的尾炮手也发现了里德的B-17，所以He-177的飞行员马上警觉起来，猛地向左侧掉头。

里德问他的无线电员：你确信信号是从这架He-177上发出来的吗？

是的。

里德很是吃惊，他知道杜利特尔和他的参谋人员也会很吃惊，因为之前大家都以为德国人的欺骗电波是从潜艇上发射出来的，现在却发现信号源竟然是一架大飞机。这时他意识到了一个比刚才的惊讶更为可怕的事情：这架He-177上的飞行员是否已经发现了正在北海上空30英里高度飞行的第3轰炸机师呢？如果发现了的话，后果必将很严重。德国飞行员会把轰炸机群的编队情况和它们的航向、高度等信息传给德国战斗机部队，而那支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部队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里德必须想点儿办法，采取一些行动。他对无线电员说：追上它，我们向它攻击。

这可能是二战中最不平常的空战之一。里德驾驶着四引擎的B-17轰炸机，像战斗机一样发动对了He-177的攻击。He-177也是四引擎的大型飞机，翼展有120英尺，比B-17更长，这真可谓是两个巨人的较量。里德近乎疯狂地追逐着He-177，而对方则飞进云层中躲藏。云层里的能见度大大降低，两机在云中差点相撞，幸好里德及时将机头下压，才避免了机头对撞，但B-17还是刮擦到了He-177的尾部。里德将飞机校平之后，正好处于He-177的下方，B-17机上的机枪手端起机枪向那架海因凯尔（Heinkel）飞机的机腹猛烈扫射。子弹打在He-177的机身砰砰作响，同时也在机身上留下了一长串弹孔。里德接着将飞机转向右边，将B-17上的4个发动机开到最大马力，拉起了机身，并上升到与He-177同一高度。此时B-17的机头正对着He-177的尾部。让他们尝尝厉害！里德冲着对讲机说道。

机枪手马上开火了，B-17的机身也因此而振动起来。但He-177也不示弱，灵活地沿着顺时针方向转开，避开了发射过去的子弹，然后倾斜着左机翼将飞机转向左边，开始向北海方向逃去。B-17从右边奋起直追，机枪手也一直不停地开火，但仍没有击中德国飞行员。突然，He-177在3000英尺处突然拉起机头，并关闭了节气门，放下了襟翼
［1］

 和起落架，于是飞行速度骤然降低，看起来就像是悬停在了半空中。急追的B-17则由于速度过快，一下冲到了前面。就在B-17从He-177右边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德国人的机枪手开火了，第一次扫射的子
 弹就打死了B-17右机腹的机枪手。另一些子弹击中了顶部炮塔，还击中了B-17的方向舵，使B-17只能保持向左侧飞行。几分钟后，远远望去，两架轰炸机就是海上的两艘巨大战舰一样，彼此并排，各自用机身侧面的武器对射。

He-177率先让步，它的飞行员一边从驾驶舱射出一连串50mm子弹，一边争取时间夺路返航，开始向右边急转。但是这架He-177右侧的发动机由于被连串的子弹击中而无法工作，机身向右边侧倾着斜栽下去。由于失去了右侧发动机的动力，德国飞行员无法控制住飞机，眼睁睁地看着飞机旋转着飞速下落，他还来不及跳伞，便随着He-177一头载进了北海之中。

此时第3轰炸机师正在往东北方向飞行着，他们并不知道在发生在西部海面上的这场战斗。这场战斗使德国空军没有早一步发现他们，也减少了这次任务的一个不确定因素。而里德幸运地驾驶着受损的B-17返回了位于苏格兰的基地，并在机场成功迫降。

在距离第3轰炸机师200英里之外的德国第2战斗机师指挥部里，伊贝尔少将仍然在等待着，他还没有派出他的Me-109战斗机。伊贝尔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作为一名参加过不列颠空战的老兵，他有着多年与美国人的轰炸机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所以他没有惊慌。他回忆起1940年法国战役时的敦克尔克上空的空战，那时他指挥的JG27联队正是归功于他顶住压力、沉着指挥，才扫清了天空中的英国飞机。当时他使用的战术是将手下的Me-109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空中作战，另一部分在地面加油和维护，这样他的战斗机联队一天至少能出动4～5次。1940年5月12日，伊贝尔再次运用这一战术，他的飞行员在敦克尔克上空仅一天就击落了28架英国战斗机和轰炸机，自己只损失了4架飞机。由于伊贝尔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皇家空军感到无比危急，当天晚上英国空军大臣就打电话给皇家空军指挥部，电话里空军大臣说：我们不能再承受这样高比率的损失了，如果在早期的战斗中就损失这么大的话，真正到了战争的危急关头，我们就没什么力量了。

这场空战的也是最终促成英国人从敦克尔克撤退的原因之一。
［2］



第8航空队的两个轰炸机师此时正继续深入德国，并没有放弃进行轰炸的意图，而伊贝尔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看来美国人的战斗意识很明确。但他还会等待，直到确定美国空军是去轰炸柏林，他才会向手下下达命令。在这期间，加兰德不断打电话过来询问伊贝尔的情况，虽然他也同意伊贝尔的想法，但加兰德仍然感到紧张。他担心如果伊贝尔等待得太久，己方的Me-109型战斗机有可能就追不上敌方的B-17型和B-24型轰炸机，若不能截断它们的轰炸线路，美国人就有充足的时间使用他们的诺登投弹瞄准器（Norden bombsight，一种目视瞄准器）来瞄准目标，这样会给德国的工业设施造成极大的损失。所以当轰炸机群逼近
 易北河时，加兰德再次打电话给伊贝尔：你派出了你的飞机吗？，伊贝尔镇定地回答说没有，并说：我还需要几分钟时间。他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几分钟后，送到他手上的美国轰炸机的航线图上显示，美国轰炸机群不再径直飞向柏林，而将方向转往了南方。

那是莱比锡地区。伊贝尔说道：不是柏林。

此时美国的两个轰炸机师已经不再在飞往柏林的航线上消耗时间和燃料了，编队调整了飞行方向，机头直指拥有大型装配工厂的莱比锡地区，那里才是它们真正的目标。10分钟以后，轰炸机群最前方的B-17的飞行员戴特佩兹（Deiter Petz）中尉报告说：发现德国人的战斗机群，3点钟方向的低空。

戴特佩兹中尉的B-17属于第1轰炸机师的第401轰炸机大队，该大队基地位于英国的德恩索普（Deenethorpe），指挥官是哈罗德W鲍曼（Harold W.Bowman），这个大队是第1轰炸机师里最新的一个大队。第401轰炸机大队第一次参加行动是在1943年11月，虽然是新组建的，但在过去的3个月中，战绩一直都不错。当轰炸机群开始转向莱比锡的工业目标时，鲍曼发觉他们要在德国战斗机的攻击下来瞄准目标了。他立即下令B-17机群保持前进方向和水平，以便让投弹手使用的诺登投弹瞄准器中的十字准星能精确瞄准目标。鲍曼警惕地看着从北方渐渐逼近的敌方战斗机。前来的正是伊贝尔少将的Me-109战斗机，这些战斗机一面迅速爬高，一面逼近轰炸机群，当它们爬高到轰炸机上方几百英尺时，突然转向，并朝着领头的空中堡垒俯冲，准备开始第一次穿梭扫射。

稳住稳住由于B-17的发动机声很大，鲍曼不得不冲着对讲机高声喊话，以便让其他人听清。此时他们正在一步步接近投弹点。

当鲍曼还在喊话的时候，德国战斗机射来的子弹已经在他的飞机机身上砰砰作响了。此时由唐纳德布莱克斯利（Donald Blakeslee）上校率领的美国第357战斗机大队的P-51机群正在25000英尺高空，他们见到下方的Me-109战斗机开始向B-17机群发起攻击，布莱克斯利在无线电中向部下们下达了命令：我们上！

布莱克斯利（Blakeslee）上校率领着P-51机群首先向下俯冲，迎头拦住了准备向轰炸机群穿梭扫射的Me-109战斗机。连续几分钟的时间里，野马式和梅塞施密特式战斗机轮番在空中堡垒轰炸机的上下翻滚、纠缠恶斗。期间，鲍曼的轰炸机群稳步向前挺进，准确地向目标投下了炸弹，这些炸弹严重破坏了A.T.G.机械制造股份公司的工厂。而布莱克斯利的战斗机群击落了2架德国战斗机，同时自己也损失了2架。第357战斗机大队所属的第363中队的唐纳德罗斯（Donald Ross）少尉声称自己击落了一架Me-109，但随后他也被敌人的火力击中，被迫跳伞逃生，后来据说被德国人俘虏并被关进了战俘营。

鲍曼在完成投弹任务后，开始带领他的机群离开轰炸目标区域，同时努力避开敌人战斗机的攻击。而此时，德军伊贝尔的第2战斗机师的战斗机正在与拦阻他们的P-51激战。


 虽然第一次的任务才开始了1个小时，但第8航空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有着在这次空中全面出击中为直面德国战斗机的拦截而付出巨大代价的觉悟。

401大队的崔普曼（A.H.Chapman）少尉所驾驶的B-17由于一个发动机被打坏而无法工作，不得不脱离了编队。这架机头写有Battlin Betty字样的飞机隆到了齐树稍的高度，一边避开稻谷战斗机的攻击，一边努力穿越德国飞回英国。这场战斗中经常有因受损而落单的B-17返回英国，在返航途中它们不得不独自应付沿途各式防空武器的攻击，还可能遇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危险，运气好的话，也可能平安无事地飞回英国。

但也并不是所有落单的空中堡垒都能顺利返回英国。第305大队的威廉劳利（William R.Lawley）少尉驾驶的B-17就是落单的飞机中的一架，他的返航之路可谓九死一生，他本人还因此而获得荣誉勋章，以下就是对他在这次返航过程中英勇行为的表彰：

在1944年2月20日的轰炸行动中，劳利少尉作为一名B-17型飞机的飞行员，在飞越敌人占领的欧洲上空时，表现出了超凡的勇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当时他的飞机遭到了近20架敌军战斗机的攻击，飞机的一个发动机被打坏并着火，不得不脱离轰炸机编队。机上8名乘员受伤，副驾驶员被一发20mm子弹打死，劳利本人也被击伤了面部，受伤严重。副驾驶员的尸体压在了控制杆上，一度使飞机因失去控制而急速下降。劳利努力推开副驾驶员的尸体后，由于右手也受了伤，他只能使用左手，仅凭单手之力拉住控制杆将飞机拉升起来。此前溅出的鲜血洒在仪表台和挡风玻璃上，使前方的视野有些模糊；飞机上装载的炸弹由于炸弹架被冻住而没能投下，使得受损的飞机飞行起来更加困难。劳利命令机上乘员跳伞逃生，但机腹机枪手告诉他，有2名乘员由于受伤严重无法跳伞。当时，发动机上的火势已经开始蔓延，随时都有引起飞机爆炸的可能。由于得不到外界援助，劳利决定将受损的飞机开回去，他知道这样成功的机率不高，所以他命令所有可以跳伞的乘员都立即跳伞。此时敌人的战斗机在一波又一波地攻击这架受损的飞机，劳利施展出高超的驾驶技巧，成功地闪避并甩开了他们。另外，发动机上燃起的火也由于劳利的巧妙施救而熄灭了。他极尽所能地掌控着这架飞机，直到因失血过多而晕倒。当他快坚持不下去时，留在机上的投弹手赶来接手掌控了飞机。飞机飞过英国的海岸时，一个发动机由于燃料用尽而停止了工作，另一个发动机又着了火，但仍能勉强继续运转。他们找到一个小型机场，将飞机成功着陆。这些事迹展现出了劳利的英勇和杰出的飞行技术，以及为我们的国家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当劳利少尉正驾驶着他受损的B-17创下这个伟大的事迹时，几英里之外，他的战友们仍然在与伊贝尔的第2战斗机师奋勇战斗，双方的空战在距地面5～6英里的上空进行着，双方飞行员都在为生和死而战斗。当飞机受损时，没有人过来帮忙把飞行员从飞机里拉出来，也没有技师在旁边为那些被子弹击中的飞机进行维修，当然受损的飞机也不可能像故障抛锚了的汽车一样停在路边等待修理。


 如果你受损的飞机还能飞，那就尽可能地往回飞，这样你的机组人员都有活着的希望。一名B-17的飞行员在这场空战前的一次询问报告中说：可是当你的飞机飞不了多远的时候，你就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是强行着陆还是跳伞如果有时间，相信你会做出第二个决定；但如果没时间，你的后果将会是要么得到一枚勋章，要么得到一口棺材。

2月20日，第351轰炸机大队下属第510轰炸机中队的一架绰号为米斯巴（Mizpah）的B-17轰炸机成功地轰炸完莱比锡，在返回英国的途中遭遇了一场惨烈的空战，机上的多名乘员牺牲。他们的故事将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那些他们所热爱的同胞们，这场空战的实际情况远不像空军指挥官们作出的命令的语句那样华美。

米斯巴号和其他参加第一次行动的B-17没有任何不同，除了为这架飞机做维护工作的是工程师艾琴马蒂斯（Achie Matisse）之外。马蒂斯个子高挑，身体结实，金发碧眼，虽然他也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但他看起来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表现得像一名新手。马蒂斯高中毕业后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当过煤矿工人，参加陆军航空队后接受了基本训练，又于1943年12月被送到了英国，刚到没多久就参加了最长的一周行动。

在英国，陪伴他的是一架黄褐色的四引擎的B-17轰炸机，他利用自己在家乡学到的知识，充分研究了这架飞机的每个部件，对于机上的每个螺丝、每根保险丝、每根电缆他都了解入微。机组其他人员取笑他，说他在飞机上付出的精力足以到附近的村庄找个女友了，可马蒂斯却走到B-17前，抚摸着它说：有一天，这个大女孩将会给我发一枚勋章。在一次会议上，机组乘员讨论该为这架由马蒂斯精心呵护的飞机起个什么名字，每名乘员都可以提出一个名字建议。飞行员克拉伦斯纳尔逊（Clarencr R.Nelson）少尉说，他母亲给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米斯巴这个词，并解释说这个词出自《圣经》，意思是：当我们中间有人不在时，上帝会与我们在一起。于是，这架飞机最后被命名为米斯巴。

它见证了一个长久的分离。

米斯巴号在莱比锡地区遭到了伊贝尔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的猛烈攻击，当马蒂斯正在操纵机枪向逼近的Me-109战斗机射击的时候，他突然闻到了机身里传来的一股刺鼻的气味，接着机身震动了一下螺旋桨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就在这时这架B-17没有任何征兆地在空中停止了运转，仅依靠剩下的一点点动力在空中停了几秒，紧接着开始慢慢向左侧倾斜，最后头朝下径直裁了下去。马蒂斯立刻从机顶炮塔中伏下头，看了看驾驶舱中的情况，发现正驾驶员罗纳德巴特利（Ronald E.Bartley）已经阵亡，而他旁边的副驾驶员纳尔逊少尉也处于昏迷状态，整个身体压在了操纵杆上，导致整架飞机失控。

现在米斯巴号只能依靠它自己的耳机、氧气面罩和安全带来拯救自己了。导航员沃尔特崔普（Walter E. Truempe）也从下方的舱室中爬进驾驶舱，帮忙把已经阵亡的驾驶员和不省人事的副驾驶员拖出驾驶舱。马蒂斯也爬进驾驶舱中，坐到刚腾出来的驾驶员座椅上，
 双手握住操纵杆，凭着他当年做矿工时练出的一身力量，终于将下坠中的B-17拉了起来。拉平飞机之后，马蒂斯试图驾驶着它飞出德国边境。但导航员提醒他说：现在是跳伞逃生的好机会，不过也不得不把失去知觉的副驾驶员抛弃在B-17上。

但是马蒂斯不同意，他说：让我们再尝试一下飞回英国，现在飞机飞行得还不错，到了不行的时候再跳吧。

崔普也不太愿意跳伞落到大雪覆盖的地面上之后就成为一名战俘，他点头说：我也愿意尝试一下，我去告诉其他的人员，大家都留在飞机上，赌一赌运气，现在不跳伞了。

就这样，机组人员都留在了受损的米斯巴号上。这架飞机的正驾驶员已经阵亡，副驾驶员昏迷不醒，正由没什么飞行经验的机械师驾驶着，孤独地在德国上空飞行，这确实是一场不太可能赢的赌博。然而，到了下午16:30分，米斯巴号出现在了英国博布鲁克基地的上空。

救命，救命！（Mayday, mayday!），博布鲁克机场，这里是米斯巴号。

第8航空队的地面指挥塔在收到了呼救信号后，马上停止了手上的其他工作。正在指挥塔内的第351轰炸机大队指挥官尤金罗明（Eugene A.Roming）上校站在操指挥塔操作员身边，看着他手中的写字板问道：有谁在米斯巴号上？操作员回答说：这是纳尔逊中尉的飞机。指挥塔试图联系这架飞行堡垒，但没有回音。突然这架受损的B-17又传来了呼喊：救命，博布鲁克，救命。指挥塔回答说：继续向前，我们听到了你的呼救声，声音很大很清晰。

片刻之后又没了回音，因为此时这架B-17正在1000英尺的高空中不停地晃动着。马蒂斯开始继续呼救：指挥塔，我是马蒂斯中士，我需要帮助。

此时在指挥塔中的罗明上校和其他人员都吃了一惊：为什么是一个中士在用无线电呼救，平时这项工作都是由正驾驶员或者副驾驶员来做的。上校的第一反应就是一把抓过麦克风说：中士，我是罗明上校，你遇到了什么困难，纳尔逊中尉在哪儿？

这时，米斯巴号开始朝着机场下降了。但是它下降得太低了，以至于都快碰到机场周围的树木了。

你听到我说的了吗，中士？上校继续问道，但是对方没有马上回答。

我听到了，上校，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太多，我正在试图让飞机不撞到大树。

罗明上校抬头看到了这架在片刻前刚出现在视野中的B-17，接着问道：是谁在驾驶这架B-17？

是我，上校。回答说。

上校接着又问了一些关于飞机当前情况的问题。他看到飞机此时飞得摇摇晃晃，并以一种古怪的飞行状态从指挥塔上飞过。上校也难以相信，机械师马蒂斯和导航员崔普能将这架
 受损的B-17从德国飞回英国，但此时这架飞机正从他的眼前飞过。

现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做，上校。马蒂斯急切地问道。

罗明上校知道此时只有一种回答：我要求你将飞机爬升到约3000英尺的高度，然后再将飞机速度减慢下来。现在，你仔细听我一步步地说。第一步先将发动机转速提高到每秒2300转。

飞机的仪表不能使用了。上校。

上校无奈地扮了个鬼脸，接着他用镇定而冷酷的语气说道：好的，你将螺旋桨操纵杆向前推，直到离停止档一英寸为止。上校说完，转脸对着指挥塔里的其他军官说：这小子的处境不妙啊。

操纵杆推到位了。

干得好，现在再仔细检查一下操纵杆的位置，是否放在一英寸的位置上？

按照上校的指点，马蒂斯慢慢地将飞机拉高到了3000英尺的高度。但是可以确定，这是一个漫长的爬升过程。由于仪表坏了，马蒂斯既看不到当前的距地高度，又不得不设法控制住不断摇晃的飞机。上校通过无线电鼓励他继续住上飞，直到达到他通过目测觉得可以了的高度，才让马蒂斯停止爬高。

好了，中士，慢慢将机头放到水平位置，将节流阀关掉一半，并将螺旋桨操纵杆拉到中间的位置。罗明上校发出了新的命令。

5分钟后，马蒂斯终于完成了上校交代的这些操作，并将飞机拉平了。此时上校又发出了命令：好样的，现在我要求你向南方飞一个大圈，在转完这个圈后，再尽可能笔直和水平地返回机场上空，当飞机从机场周边的某个地方飞临机场上空时，机上乘员就可以跳伞了，但是中士你要最后跳。听明白了吗？

马蒂斯听后，沉默了好几秒钟，最后壮着胆子问道：那么纳尔逊中尉该怎么办？

罗明上校无法避开这个问题，他必须回答，也必须做出决定：纳尔逊恢复知觉了吗？

没有，他还是昏迷中。

这样啊。上校的语气变得轻柔了，继续吧，中士。

上校似乎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当B-17飞过机场上空时，释放出了三个降落伞，然后飞到机场另一侧再掉过头来后，又在跑道上空释放出两个以上的降落伞。上校耐心地等待着飞机再绕第三圈，释放出最后的降落伞，他对马蒂斯下令说：好的，中士，快到黄昏了，你赶紧飞回来，自己跳伞出来。

马蒂斯的声音从无线电里传来：我不跳伞。我不能把纳尔逊中尉一个人丢在机上。

罗明上校用尽一切办法劝说马蒂斯和导航员崔普两个人跳伞，但他无论是命令、恳求，甚至是恐吓，这两个人就是不愿意跳伞。


 马蒂斯通过无线电说：上校，请在机场的北部准备5辆卡车和救护车，我将在那儿降落。

罗明试图再次阻止中士的这种举动，但是马蒂斯没有回答他，而是驾驶着飞机缓慢而坚定地盘旋着从机场西部向北部飞去，在距离跑道只有3英里时，马蒂斯调整了机头方向，将它对准跑道。

等一下。上校对着麦克风说：我坐上另一架B-17来帮你。

5分钟后，罗明上校和另一名飞行员驾驶着一架B-17起飞了，很快爬升到了与米斯巴号一样的高度，并与它并排飞行。由于马蒂斯操纵的飞机不是很稳定，所以罗明的飞机也不敢飞得离他太近，但是这段距离已经足已让上校看清坐在驾驶员座椅上的马蒂斯的脸了，此时的他早已满头大汗。在确定马蒂斯已经与指挥塔建立联系，并得到地面的帮助后，上校想再试一次，让机械师和导航员跳伞出来，但又一次失败了。这两个人已经打定了决心，要将这架巨大的飞机降落到地面上。

好吧，这种情况下，你们要一步步按操作手册上的方法来降落。上校向马蒂斯下达了命令。

当马蒂斯一步步完成了手册上的步骤后，上校的飞机飞到了他的前方，要求他与自己保持一样的高度和速度，并准确地按他教的每一步来操纵飞机。

当我放下起落架的时候，你也跟着放下起落架，跟着我来，和我做一样的动作，你明白吗？上校对马蒂斯说。

中士回答说他都会照做的，这样两架B-17开始朝着博布鲁克的机场跑道缓缓降落。最初下降得非常顺利，罗明引导着米斯巴号下降到了着陆航线，此时他们处于顺风位置，高度在机场上的飞机库上方1000英尺。虽然马蒂斯操纵的飞机飞得不太平稳，但他还是努力将飞机降到了危险高度之下。但这时风速开始增加，每秒10～15英里，并且时而伴随有每秒20英里的强风。此时两架B-17已经到达了降落的地点。上校明白，当飞机在着陆时，与地面接触的那一刻是最紧张、最容易出问题，但也是必须要经历的一刻。两架飞机开始转90度弯，转弯后就可以面向跑道降落了。但是马蒂斯的转弯不太顺利，险些撞上罗明的飞机，他赶紧向反方向转弯才避免了相撞。经过一番调整，他终于又控制住了飞机，开始尝试着陆。

上校意识到马蒂斯没有受过专门的飞行训练，如果要求他以编队的形式降落会让他更加紧张，所以罗明的飞机降落后就马上转向了指挥塔的方向，将整个跑道都让给了米斯巴号，以便让它安全着陆。第一次尝试降落时，中士的飞机飞得太低也太快了，以致偏离了跑道，但他反应迅速，又马上将飞机拉了起来，重新爬高再降到着陆的高度，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没出什么意外。第二次尝试，上校成功地将指导他对准了起落航线，但是中士又将机头压得太低了，意识到这个错误时，他再次努力将飞机拉平，但此时飞机的高度太低，速度也太快了。上校试图要求他把飞机再次拉起来，重新来一次，但是马蒂斯已经太疲劳了，同时
 也太紧张了。他说道：不要再错过这次机会了，我再也做不了比这更好的了。

说完，他开始减速，但是当他放下襟翼时，在指挥塔里的军官和军士们发现这架B-17的机头正在危险地转动。为了降低高度并接近跑道，这架B-17飞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蛇形航线，这是马蒂斯为了对准跑道而采取的行动，他好不容易对准了，但一下子又偏离了。由于速度太快，它在落地的那一刹，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声音，并且险些又蹦跳着冲上天空。缺乏飞行经验的马蒂斯无法应付此刻遇到的情况，更不熟悉如何控制住着陆一刻的飞机。由于下降速度过猛，飞机左机翼掉了下来，但机身还在继续向前冲，整个飞行堡垒像一辆巨大的货车冲出高速公路一样，冲进了机场旁边的泥地里，继而燃起了熊熊大火。

机上无一人生还。

1944年2月20日，对第8航空来说不仅是历史上的一天而已，有多枚荣誉勋章被授予它的人员，其中马蒂斯和崔普是死后被追授的。据此，杜利特尔断言，全力出击的代价是不会低的。

然而在20日这一天，让第8航空队吃惊的是，它的损失与预计的相比并不是很大。当第1、第2轰炸机师遭到德国空军反复攻击时，第3轰炸机师只遭到了少量德国空军战斗机的拦截，而第1、第2轰炸机师则有着P-51战斗机的保护。整个一天的行动只损失了25架轰炸机和4架战斗机。与1943年10月14日对施魏因富特的空袭中损失60架轰炸机的纪录相比，这一次深入德国的空袭规模更大，但损失更小。战斗中，P-51也证明它能出色地完成护航的任务，它们将德国空军的Me-109和FW-190战斗机从轰炸机群旁边赶开，或者与它们进行混战，使它们无暇去攻击B-17和B-24。事后美国人估计，德国空军在这一天损失了153架战斗机，不过战后的研究证明，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了。

此前订下的每一个目标都在能见度良好的天气条件下被精确地轰炸到了，并且被严重破坏了。空袭使得莱比锡装配厂的飞机机身生产和装配工作停滞了近一个月。位于莱比锡的艾拉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Erla Maschinenwerke GmbHs）旗下的制造厂和装配厂被严重损坏。已经完工并停在飞机场上的42架Me-109战斗机被美国轰炸机炸毁，近450名工人被迫藏到莱比锡附近简陋的防空掩体里躲避空袭。在认识到最长的一周第一波空袭的巨大威力后，德国的军备部长斯皮尔（Speer）和其他官员决定立即将德国的飞机制造厂迁到更深的腹地，或者改建为地下工厂，以躲藏如此猛烈的空袭。

1944年2月20日晚，这场空战双方的领导人杜利特尔和加兰德这两人都在分析这一天的战斗。两个人既没有谁得意也没有谁气馁，他们都认识到这仅仅只是开始，这将是一场要决战到底的战斗。在英吉利海峡的敌对双方都一致认为，这第一天的最初战斗中双方只打了个平手，胜负还未定。

晚上9点钟，电传打字机给第8航空队所有的单位发出了如下一条信息：天气预报估计明天将是一个好天气，我们将开展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








［1］

 飞机后翼上最初用来增加上升力或拖力的可灵活控制的辅助翼。



［2］

 敦克尔克撤退的原因很多，但这场空战使英国皇家空军从敦克尔克的天空中消失了，德国人取得了制空权，所以说它也是导致撤退的原因之一。






 第八章　警报！警报！


1944年2月21日上午10点，在加兰德的中心指挥部里，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用来动态显示天气情况和敌机情况的玻璃面板，面板上可以显示出敌机逼近的状况；玻璃面板的右侧则显示统计出来的敌机数量。面板对面有一张德国及其控制区的大地图，这些控制区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海峡群岛。由雷达操纵员、侦察机飞行员和接收邮件的男女工作人员提供的敌机深入德国及其控制区的情况都会在这个地图上标示出来。整个指挥部里一直充斥着无线电收发机的嗡嗡声、电话机铃声、警报嗡鸣声和工作人员的喧哗声。

突然，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响彻了整个指挥中心。一名军官立在指挥中心的办公桌前，注视着发出警报的控制面板上闪烁的小灯，这些小灯一一对应着德国西部各个防区。这名军官就是德国空军指挥中心的奥托海特（Otto Heyte）上校，他是一名有着颇多技能的军官。警报声响起时，他本能地意识到盟军轰炸机即将要再次突袭第三帝国本土。他转身问身边的其他军官：所有的通信线路都打开了吗？

是的，所有的职能部门都能直接接到命令。

海特虽然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军官，但此刻压力也不小，因为正是由他负责给战斗机指挥部打电话，下达起飞作战的命令。战斗机飞行员们都已经做好了起飞的准备工作，只等他一声令下。海特注视着面板上标示盟军轰炸机迫近情况的闪烁的小灯，准备随时下达起飞的命令。这一刻对他来说是极为紧张的时刻，当然，对于德国飞行员来说也更是如此

在位于荷兰迪伦（Dellen）的德国空军第3战斗机师的基地里，布鲁诺莱辛（Bruno Lessing）中尉正坐在飞行员的休闲长沙发上准备小睡一会儿，他太疲劳了。在昨天的那场防空战中他连续3次升空作战，而一整天中他只睡了4个小时，已经对这场残酷的战争感到有些厌倦了。他懒散地躺了下来，闭上眼睛，不去理睬耳边由于地勤机师调试飞机发动机而发出
 的嗡鸣声。莱辛希望这一天有一个坏天气，这样英国机场上的美国重型轰炸机就无法起飞。他并不惧怕B-17、B-24甚至是P-51，但是他需要在战斗之前得到充足的休息。就算再勇敢的人也是需要休息的，但愿这一天就是可以休息的时候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莱辛条件反射地马上坐了起来，他清晰地听到了电话那头一名军士的声音，那名军士还重复了一遍命令：师部估计敌人的机群将在10小时内抵达迪伦上空，所有飞行员作好准备，谢谢。

其实军士并不必再重复一遍命令，休息室里的其他飞行员都听到了电话里的声音。在休息室里的30名飞行员有的放下了正在看的书，有的收起了正在下的棋，有的擦了擦还没睡醒的眼睛。他们知道起飞的命令不久就会下达，他们得抓紧时间在美国轰炸机到达迪伦地区之前爬升到更高的高度，这样就可以按照标准的攻击方法进行俯视攻击，如果可能，还可以从太阳光里冲出来攻击。莱辛穿上他的飞行夹克，和其他飞行员一起来到地图前。现在你对B-17的了解要深入到它的每个铆钉，布鲁诺。另一名飞行员看到莱辛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图时说道。莱辛听后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是非常了解B-17的，因为他已经在欧洲西部与盟军轰炸机战斗了2年多，他察觉到美国飞行员的战斗水平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多在不断提高。以前Me-109型战斗机拦截美军的B-17型轰炸机，经常使用的战斗术是：在空中随机地组成由18或21架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对轰炸机群进行穿梭扫射，这样做可以大大降低战斗机的损伤率。但是在读了从柏林拿到B-17飞行员的战斗手册的摘要之后，莱辛明白这种战术可能要改变了，因为手册上这样写道：

B-17型轰炸机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火力平台，机上的机枪手分别被设置于两种攻击力显著的位置：旋转炮塔（如：机顶和机身底部炮塔）和射击角度可调整的炮塔（如：机腹炮塔）。操纵旋转炮塔处要求机枪手有强有力的身体素质，因为他通过机枪的瞄准镜来射击目标，可以像战斗机的飞行员选择射击目标一样，360度地旋转射击。而操纵射击角度可调整的炮塔则不需要机枪手有这么高的素质，他们只须懂得初级的射击技术，适当地根据目标调整一下射击角度就可以了。但机上所有的机枪手都要求会操纵机上不同位置的机枪，以便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因此在飞机上，这些机枪手都被视为同样高水平的人。B-17型轰炸机上的旋转炮塔是Speery型炮塔，在设计上有一定问题，这种炮塔的K型瞄准器在刻度上存在误差，导致在射击目标时对提前量的估计有误差。使用炮塔上装备的勃朗宁机枪时也应十分小心，因为容易卡壳，所以机枪手必须小心射击，并将瞄准器和射击角度协调好。

一直以来，对整机的机枪手的协调工作是一再强调的，因为只要有一个机枪手因训练不足或者反应不够快，就会把所有的机组人员陷于危险之中。而在机枪手之间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战果攀比都有助于提高战斗水平。

莱辛在读了这篇摘要之后摇了摇头，他明白他所面对的美国轰炸机上的机枪手们已经是
 训练良好并且反应敏捷的射手了。昨天，当他的Me-109战斗机背对着太阳光对轰炸机群进行第一次穿梭扫射的时候，B-17顶部炮塔的机枪手就已经将瞄准器对准了他，并在他的战斗机进入射程之前就率先开火。而在6个月前，他还可以借助地利成功地进行至少一次这样的穿梭扫射。

莱辛点燃了一根烟，开始凝视起挂在休息室长沙发后那面墙上的另一张图表，这张图的上半部描绘了一支由18架B-17组成的轰炸机编队，下半部则是一张B-17型轰炸机的照片，照片中B-17上的所有火力点都用红笔画了一个圈，一看到这些红圈，德国飞行员就会感到战栗。这张B-17的照片上显示：机头部分下方是投弹手和领航员的舱室，这儿装备有3挺50mm机枪；在机头上方是驾驶员的舱室，驾驶舱后方的顶上装有一顶Speery型360度旋转炮塔，炮塔中装备有双联装的2挺50mm机枪；在机身底部也同样装配有一顶Speery型360度旋转炮塔，同样配备双联装的2挺50mm机枪；在炸弹舱上方是无线电操纵员的舱室，这里装有1挺用于自卫的50mm机枪；机身腹部左右两侧各配有1挺射击角度可调整的炮塔及1挺50mm机枪；在机身后部装有尾炮塔，配备双联装的2挺50mm机枪。

另外，莱辛知道在新型的B-17上还新装备了机鼻炮塔，它位于投弹手和领航员的舱室的下方，也装备有双联装的2挺50mm机枪，由投弹手通过电力驱动液压装置来操纵它。这个炮塔还可以根据瞄准器同步旋转
［1］

 。

这种新型的液压驱动装置使得机头只需留下2个人来操纵机枪，而无须增加到3个人。这意味着在每一架B-17上面将有12到13挺机枪。只要简单地算一算就可以明白，在一个由18架B-17组成的轰炸机编队中，将会有236挺50mm机枪随时准备对付靠近它们的德国战斗机。而相比之下，Me-109战斗机装备的2挺15mm机枪和1挺108mm机炮的火力则是那么地弱小。当美国轰炸机编成V形编队飞行时，它们将由6架飞机组成前导中队，在这个中队的上方和下方有着由同样数量的飞机组成的同样的编队相伴飞行，这样组成的火力网对于想接近它们的德国战斗机来说几乎没有死角。莱辛想着想着，闭上了眼睛，他明白要与这样的美国轰炸机群战斗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时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传来的命令简短而又明确：所有飞行员马上起飞。

莱辛只用了3分钟时间就跑出休息室，钻进了他的Me-109型战斗机的驾驶舱中，系上了降落伞的绳扣，发动了飞机的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12缸水冷发动机。飞机和其他第
 3战斗机师的飞机一齐缓缓进入到滑跑起飞的位置，此时他抬头看了看天空，这片天空上不久就会出现第8航空队的P-51战斗机，它们是为轰炸机群打前锋的。莱辛可不想自己的飞机还在跑道上就遭到敌人的攻击，因为这样几乎没有逃生的机会。

得到起飞信号后，莱辛马上将发动机转速提高到2800转每分钟，向着跑道全力冲刺起飞。

在滑跑了跑道的三分之二长度之后，Me-109型战斗机很轻松地飞上了天空，离地之后莱辛马上收起了起落架，以减少空气的阻力，提高速度进行爬高。他希望在空中堡垒轰炸机抵达迪伦地区之前抢占一个尽可能有利的高度，以便发起攻击。

当他的视线扫过起收回落架的按钮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猛烈的爆炸声，他的飞机也剧烈地震动了一下。莱辛吃了一惊：是不是自己的飞机发生了爆炸？他赶忙检查了一下身边的仪表设备，没发现任何问题。Me-109型战斗机仍然在高速爬高，空气流动的速度也正常，发动机工作状态指示灯也显示为正常的绿色。他将头伸出驾驶舱，想看一下机鼻下方另一架战斗机的情况，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见从地面上升起了一股浓烟，在他前面起飞的一架Me-109坠毁了。

莱辛无法帮助那位失事的飞行员他没时间来帮他，现在必须继续爬高。不久，他看到几架Me-109型战斗机已经抵达了30000英尺高空的指定集合地点。

所有战斗机注意结冰。一声警报通过无线电波传到飞行员的耳机里。

莱辛马上看了看自己飞机的两个机翼，他发现左机翼螺旋桨的前缘已经覆盖上了厚厚的一层冰，这是非常危险的，它会降低机翼的动；发动机的运转也开始变得困难起来，他明白化油器也开始结冰了。他翻转了一下机身，想让混合气体流动到温暖的位置，但是对于左机翼螺旋桨前缘的冰层，他却无能为力。这时由于所结的冰层越来越厚，控制起飞机来也越来越困难，莱辛看到有一架Me-109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而一头裁了下去。他赶紧检查了一下降落伞的扣绳，生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接着他检查了一下控制面板上的室外温度指示器，这时的读数为零下4度。

敌人轰炸机进入我们的防区了。

从控制中心传来的信息似乎一下子惊醒了这名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抗争的飞行员，莱辛之前的想法被打断了，现在他没时间去为发动机热机，之前他曾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融化掉飞机上结成的冰，以便让他继续爬高或者降低高度以便跳伞逃生。这个决定不得不被推迟，因为如果现在继续下降的话，他就会碰上美国的轰炸机群，这些轰炸机上的机枪手们可不会放过任何试图接近他们的敌方战斗机，哪怕这架飞机只是路过而已。莱辛没时间再细想了，因为他即将面对强大的盟军空中舰队，所以他必须马上进入攻击位置这是德国和盟国双方的飞行员都有的本能反应。他将与任何一架入侵的敌人飞机作战，因此他要继续进行危险的爬高。


 这个动作对于所有的德国飞行员来说都是一场赌博。当爬升到21000英尺的高度时，左机翼螺旋桨前缘的冰开始大块地脱落，其中几块还砸到莱辛的驾驶舱，飞机重新开始变得容易控制了。这时他看到西方远处有一大群黑色的小点，顿觉得自己的运气真是不错，因为那些就在是正在逼近中的盟军空中舰队，它们正准备开进德国本土。莱辛将他的Me-109飞到一个更高些的高度，比那些即将飞过来的轰炸机群高出约3000英尺。第3战斗机师的其他Me-109也纷纷采取类似的动作爬高、调试瞄准器，然后准备开始对盟军的轰炸机群进行第一次穿梭扫射。

大约正当莱辛还在迪伦的机场躺在长沙发上休息的时候，在海峡对面的英国机场上，亚瑟伯克曼（Arthur Bockman）少校钻进了B-17型轰炸机的机舱。机场上一个绿色的小灯开始闪烁起来，几分钟后，伯克曼对机上的飞行员点头道：让她（指B-17）跑起来吧。

作为这个轰炸机编队的指挥官，伯克曼坐在了驾驶舱左边的位置上，来引领整个编队，这个坐位通常是副驾驶员的位置。少校的责任非常重大，他要负责引导整个轰炸机编队飞越英吉利海峡，再飞到目标上空，飞行过程中有许多细节要处理，还要每隔1小时用电传打字机与总部保持联系。这架B-17的驾驶员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中尉开始调整节流阀（通过给4个发动机不同的动力，以使整架飞机获得足够速度，可以让方向舵操纵更加灵活），伯克曼少校看着飞行速度指针，对着刘易斯报道：飞行速度60英里每小时，7080红灯了。

红灯亮了意味着飞机的速度已经快到足以冲出跑道了，这是一个提前给出的警报，当他感觉此时整个机身有强烈的一下震动时，飞机成功升空了。

收起起落架。

这架领头的B-17飞了起来，此刻高度计仍然显示为零。伯克曼调整着节流阀，直到发动机转速达到2300转每分钟。刘易斯将飞行速度提高到140英里每小时后，开始爬高。这个过程中，飞机依靠无线电罗盘接收无线电信号发射塔发出的信号，以此辨明方向。爬高到3000英尺时，刘易斯遭遇到了和稍晚后德国飞行员莱辛在荷兰起飞后同样遇到的问题结冰。四引擎大型轰炸机的发动机开始运转困难，逐渐失去动力。

伯克曼告诉刘易斯：让化油器加热，并关闭中间冷却器。

这时机腹机枪手报告说机翼上结冰的速度很快。其实B-17原本配置了一套很不错的除冰系统橡胶保护罩，当覆盖的冰比较厚时，可以粉碎掉冰块。但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这套除冰系统会被取下来。此时伯克曼不得不做出和莱辛中尉一样的选择：要么下降到较低高度上让冰块融化；要么继续爬高，运气好的话可以在高空找到一处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高的地方以抑制结冰的速度。但这时已经有几百架在他们之后起飞的轰炸机已经在低空开始向上爬高，作为领头的飞机可不能再下降了，伯克曼下令道：继续爬高。接着将节流阀一步步
 放开，将飞行速度保持在140英里每小时。

当高度计的指针指示已到达6000英尺的高度时，伯克曼看到了从云层中射出的一丝阳光。5分钟后，他们冲破了厚厚的云层来到了一片阳光之下，这时机翼上的冰开始融化。少校对着一旁咧开嘴笑的刘易斯说：就在这儿盘旋。无线电信号塔距离我们25000英尺，其他飞机将与我们在这儿集合。

其他的B-17一架接一架地穿破云层来到了伯克曼的飞机旁边，它们是由无线电信号塔发出的无线电波指引飞过来的。20分钟后，伯克曼指挥的18架B-17已经全部到达了他身边，并组成了近乎完美的飞行队形。在他的编队后方一段距离处，另外还有2个由18架B-17组成的编队正在靠近他们，准备组成轰炸机群。这时他看了看表，还剩5分钟时间来完成编队，5分钟后依计划开始向目标出发。

这时伯克曼稍稍放松了一下，看着其他飞机不断加入编队，同时也感觉到第二次全面出击的任务来得太快了。昨天他们才全力对德国本土进行了一次空袭，这么快又要进行第二次了。不过他并不知道，这时德国空军指挥中心的奥托海特上校已经注意到盟军轰炸机开始在英国上空集结的举动。他也不知道就在他下令B-17机群停止空中盘旋，准备集合出发的之前一分钟，德国空军第3战斗机师的莱辛中尉及其他飞行员也已经驾驶着Me-109型战斗机在荷兰的迪伦开始升空了。

伯克曼拿起麦克风通过无线电发布命令：编紧队形，我们上路了。

在飞越英吉利海峡的过程中一切平安无事，在抵达敌人控制的海岸之前，由P-51和P-38组成的战斗机编队开始与他们会合，它们以十字形的队形飞在轰炸机编队的上方，这些战斗机将为B-17机群扫清前方的道路。这时的天空万里无云，飞在最前方的伯克曼前方视野一片良好，他甚至能看到地面平原上的灌木篱墙，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和平的景象，感觉不到一丝即将开战的气息。一缕阳光透过驾驶舱的玻璃射了进来，让驾驶舱里感到一丝暖意，伯克曼此时甚至有了一种想要小睡一下的惬意，但他马上就把这种感觉压了下去，因为在敌人控制区上空产生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在摆脱了这种想法之后，他摘下了太阳镜，戴上氧气布置，同时揉了揉眼睛。突然，他的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战斗机，两点钟方向。

这是机上一名机枪手报告的情况，伯克曼马上戴上太阳眼镜，将目光转向机枪手的方向，但是少校什么也没看到，可能是机枪手太过于紧张了，因为天空中连个小黑点也没有。他通过麦克风问机枪手：你真的看到战斗机了吗？是的，它们现在到了一点钟方向的高空。机枪手回答说。

伯克曼将头又转向一点钟方向，这回他看到了那几个小黑点。慢慢地这些小黑点的轮廓开始清楚起来，他认出那是德国的Me-109战斗机。这正是莱辛中尉等人驾驶的Me-109，他们率先向空中堡垒发起攻击了


 攻击他们。

莱辛中尉的耳机里传来了他所在的战斗机部队指挥官的命令。指挥官的飞机飞在前方，他驾驶的飞机开始向美国的轰炸机群猛地冲了下去。莱辛赶紧检查了一下机炮，并调整好了瞄准器，脱离了编队，跟着冲了下去，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他还在椅子上猛地撞了一下。他双手紧握着操纵杆，右手的姆指和食指在操纵杆的开火按钮上轻轻抚摸着。这时他注意到在右方较远处，有几架P-51正试图拦截他们的Me-109，不过他们来晚了一步，莱辛知道这些野马式不可能在他攻击B-17之前就能截住他。现在他的目光正聚焦在领头的那架B-17上面，这架飞机正是伯克曼上校所在的那架领头机，莱辛向这架B-17按下了射击按钮，Me-109战斗机的机炮射出了一长串子弹，其中有几枚击中了B-17的机翼，并在上面打出几个洞。

在穿梭扫射过程中，由于速度很快，莱辛对于这架他攻击的B-17也只能匆匆看上一眼，然后就从旁边飞速穿过。虽然B-17上的机枪手反应稍慢些，但是他还是感觉到一枚B-17的机枪子弹打在了驾驶舱后面的机身上并穿了个洞。进行穿梭扫射的Me-109战斗机并不理会这些抵抗，完成这一波扫射后，又继续爬高抢占攻击位置，准备第二波的穿梭。

但这时，P-51战斗机已经追了过来，拦住了这些准备攻击的Me-109，天空顿时像炸开了锅，德国人的战斗机和美国人的战斗机、轰炸机纠缠在一起。此刻，天空中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无线电波有的报警，有的互相鼓劲。德国飞行员努力避开P-51型战斗机，准备再次攻击B-17型轰炸机。莱辛的飞机继续攻击着领头的那架B-17，他先后对这架轰炸机进行了3次以上的攻击，并多次击中它，在情况紧急时，他还要作做出古老但有效的动作螺旋状地爬高，以避开P-51的攻击。当他又一次爬升到高点时，发现领头的B-17机尾已经开始冒烟了，他明白自己射出的子弹已经重伤了这架轰炸机，也许它很快就会在空中打转或者坠向地面，这样他就可以去攻击另一架轰炸机了。也许，他

突然有某件东西击中了他的膝盖，他赶紧了检查了一下膝盖，原来是一块控制面板的碎片。这只是几秒钟内发生的事，但看起来足够要了飞行员的命了，因为此时飞机距离地面足足有5英里。莱辛往发动机位置看了看，发动机舱已经被打了几个洞，在驾驶舱挡风玻璃的前方已经升起了火焰，必须得采取某种行动了。显然，某架P-51趁他的飞机在螺旋状爬高的时候盯上了他，并试图用某种战术将他的飞机打成碎片。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赶快躲进厚厚的云层中，如果再晚一步，飞机或许就真成碎片了。莱辛不敢跳伞，他担心跳伞后，追击他的美国战斗机射出的子弹，无论是有意瞄准还是随意扫射，随便一下就可以打死他。所以他将机头朝下，钻进较低的那些云层，以避开P-51的追击。在进入云层之后，他突然看到地面上有一条高速公路，原来那是他在迪伦的飞机场，于是他继续向地面冲去。

当他的飞机接近地面时，才发现地面机场也并不安全，因为低空飞行的P-38战斗机正在对机场进行低空扫射，停在机场上的飞机已经在起火燃烧，连机库也燃烧起来。更不幸的
 是，莱辛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停机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地面的火焰和敌人战斗机的攻击之间着陆当然如果他成功了，那也算创造了一项奇迹。他的飞机着地后由于速度太快，又弹了起来。他试图再次将飞机降下去，同时为了避开P-38的攻击，他不得不将飞机拐进了机场旁边的草地里，据他所知草地里有一个防空掩体。

飞机到了掩体旁边，莱辛马上跳了出来，以他所能的最快速度冲进掩体。刚进去，追击他的一架P-38射出的子弹就在掩体旁边几码远的地方砸下。在掩体里，一名医疗人员帮他检查了一下膝盖，还好他只受了点皮外伤，无需进行什么治疗就可以在次日继续升空作战。莱辛在掩体中透过窥视孔凝视着天空，只见空中美国的轰炸机群在继续向德国领空挺进，其中也包括那架之前被他打得机尾冒烟看起来随时会坠落的B-17。

这就是伯克曼给德国飞行员的回答。虽然他的飞机的第三号发动机已经被打坏并起了火，但他和飞行员刘易斯已经设法将火扑灭。在一阵简短的讨论过后，伯克曼决定继续向目标飞去，尽管自己机身的发动机已经受损，但因为他是整个编队的领头机，如果他放弃了这个任务，在荷兰上空掉头飞回英国，就会使整个编队陷入混乱，进而影响到整个空袭行动。这次任务有个重要目标位于不伦瑞克的Me-110飞机制造厂，这个工厂是必须被摧毁的。

这是一个极需勇气的决定，它可能会让这这整架B-17上的所有人都丧命。现在他们还没有抵达目标上空，三号发动机就已经被德国飞行员莱辛射出的子弹打坏了，不一会儿三号发动机的火焰又冒了起来。看着重新燃起的火焰和身旁飞行员刘易斯脸上焦急的表情，伯克曼说：没事的，我们丢完炸弹就返航。

一段时间后，导航员通过内部对讲系统传来消息：已经抵达目标上空了。伯克曼也听到投弹手给飞行员发来的信息：他已经通过诺登投弹瞄准器接掌了整个飞机的控制权，伯克曼可以放松一下了。伯克曼将握着操纵杆的手松开了，并打开了自动驾驶仪。他再次凝视着三号发动机上的火焰，想到一个可以熄掉火焰的办法，那就是切断三号发动机的油路，但这样会使飞机在空中波动起来，进而影响正在对目标进行精确修正的投弹手的瞄准。如果由于飞机波动使投弹手将炸弹投偏了位置，那么跟在后面的轰炸机投下的炸弹也会跟着偏离目标，这样就有可能无法完成摧毁目标的任务。

就是这时，投弹手传来了一阵呼喊：投弹完毕。

当炸弹从弹舱中投下时，B-17型轰炸机上下摇晃着。投完弹后，刘易斯马上将弹舱的门关上，将飞机拉向左侧，接着下降了近1000英尺的高度，这时伯克曼说：我现在可以切断三号发动机的油路了。

说完他走到机身中仔细确认了切断油路的程序：断油，加快推进速度，打开节流阀将其中的剩余油料放掉。这样做完后，伯克曼感觉到飞行慢了下来，这时他回到了驾驶舱的座椅上，调整了一个火警指示刻度，将其转到右侧，开始对三号发动机进行灭火操作。此时发动机上
 的火焰已经蔓延到了整流罩上，灭火两分钟后，火焰还没有熄灭，他又继续打开了第二个灭火罐，直到用完最后一个。经过这样一番努力，一番痛苦和焦虑的等待之后，火焰终于熄灭了。

火终于灭了。少校喘了口气说道。他看着三号发动机，接着又看了一眼飞行速度仪，然后研究了一下当前轰炸机的编队情况，对刘易斯说：现在我们仍是领头机，但我们失去了一个发动机的动力，速度已经比较慢了，不再适合担任这个角色了，我们脱离编队让别人来带领编队返航吧。

刘易斯等到接替领头的B-17飞到领头的位置后，才放心地将飞机高度降低并向左侧飞去，脱离了编队。同时他减慢了飞行速度，以免将速度提得太快导致剩下的3个发动机过热而损坏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再损失任何一台发动机的动力了。他们把飞行速度降到了135英里每小时，这样的速度让他们离编队的距离并不是很远。这架落单并被德国飞行员莱辛认为将会坠落的B-17，此刻正飞行得很好。

这已经是伯克曼和他的机组人员参加最长的一周行动的第二次任务了，他们都是些训练有素的飞行员，都知道怎样在战斗条件下飞行和战斗，即便如此，他们也没人敢把返航当成一次类似周末郊游似的飞行。他们努力在云层中前行，不敢在敌人占领的领土上飞得太低；同时也努力避开较大的城市，因为那儿有敌人强大的防空炮火。

最后，他们终于在下午回到了英国。在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又有一个发动机由于过热而停止了工作，这样他们就只剩下两个发动机的动力了，而此时这架飞机上的燃料也不够了。在英国上空，只依靠两个完好的发动机不能维持500英尺的高度，再加上动力不足，B-17几乎每隔一分钟就下降50英尺。伯克曼命令机上的乘员做好紧急迫降的准备，同时他也在英国的霍汉（Horham）上空努力寻找一个可以降落的机场。虽然他知道机场就在附近，但就是无法找到具体的位置。

这是霍汉的红色引导员，你听到了吗？这时从无线电里传来了霍汉机场指挥塔的声音。

声音再大点，红色引导员。伯克曼回答说，同时他很吃惊，因为在他最需要的帮助的时候，帮助自动上门来了。他接着说：请发射信号弹，霍汉。

几秒钟点后，在左侧1英里的地方升起了一颗绿色的信号弹。伯克曼示意刘易斯赶快将他们受损的B-17转往那个方向。

请清理跑道，霍汉机场。伯克曼通过无线电说：红色引导员请发布救援信号，我们开始下降了。

跑道已经清理好了，救护车和消防车也已经准备好了。

在B-17上刘易斯注视着高度表上的刻度，现在降到了350英尺的高度，虽然飞机处在顺风的位置，并将仅剩的两个发动机的动力开到了最大，但飞机的高度仍然在不断地下降。在他
 身边，伯克曼的脸上冒出了汗珠。他明白如果按照这样的降低速度，他们是熬不到机场跑道上的。一旦高度低到103英尺的话，还有可能会撞上机场周边的树尖。

现在是刘易斯展示他的飞行技术的时候了，这些技术是他通过几个月的空战学到的。他仔细将飞机调正到了跑道的位置，将速度降低到了130英里每小时，并吩咐伯克曼放下起落架。虽然高度已经接近树稍了，但刘易斯努力将机头抬起来，飞往机场。这时速度降到了125英里每小时，由于速度太低，飞机已经产生了失速，整个机身开始振动起来。刘易斯将机头慢慢降下去，又吩咐伯克曼将襟翼放下来。

襟翼放下来了。伯克曼一边说着，一边按下了放下襟翼的按钮。

刘易斯拉起了节流阀，以免在速度降低时飞机失去控制。

B-17飞机落了下来，由于接地速度过快，机身后扬起了大片尘埃，然后轻轻弹起来了一下，再又重新落回了跑道上。这一回刘易斯稳稳地控制住了飞机，并最终将飞机停稳了。停机之后，刘易斯兴奋地对伯克曼说：我喜欢这种回家的感觉。伯克曼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已经太累了。

1944年2月21日这一天，第8航空队总共派出了924架轰炸机和679架战斗机，伯克曼和刘易斯的飞机就是其中的一架。它们的空袭目标是位于德国不伦瑞克的两座MIAG工厂，这两所工厂是为Me-110战斗机生产零部件的。其他的目标还有：迪普霍尔茨（Diepholz）的大型停机坪；林根（Lingen）的火车站；汉诺威、阿彻姆（Achmer）和哈芬（Hopten）的空军机场。这一次第15航空队又没能参加行动，但不是由于安齐奥登陆的牵制，而是由于意大利福贾基地上空天气不好，飞机无法起飞的缘故。

杜利特尔仔细阅读着这次任务的战报直到深夜，还研究了由侦察机拍摄的目标区域被空袭后的情况的照片，他对这次的空袭成果并不完全满意。从照片上看，位于迪普霍尔茨的飞机停机坪被第8航空队投下的高爆炸弹严重破坏，这里的轰炸效果良好；但是对于不伦瑞克的Me-110飞机制造厂的打击则不是很理想，当时由于在飞机制造厂的上空有厚厚的云层，大部分的轰炸机都将炸弹投到了城市里而非工厂上，看来使用H2X设备进行轰炸导航仍是有必要的。

整个行动中第8航空队共损失了19架轰炸机和5架战斗机，参战的飞行员声称他们共击落了60架德国战斗机。从数字上看，似乎最长的一周开始后盟军损失的人员和飞机并没有杜利特尔所预料的那样大，甚至可以让人有一种乐观的感觉，但是在这两次的战斗中，德国空军也没有显示出任何衰落的迹象。所以，这种乐观似乎来得太早了点。








［1］

 1942年最初投入欧洲战场的B-17E和随后到来的B-17F都没有机鼻炮塔，因此德国人发现B-17的机头是它最薄弱的地方，所以德国战斗机往往喜欢从机头正前方发起攻击，这个方向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十二点钟方向，这个方向一度成为飞行感到恐惧的方向。针对这一缺点，后来量产的B-17G开始装备机鼻炮塔，但也有少量的后期生产的B-17F装有这种机鼻炮塔。






 第九章　第三轮警报


在1944年2月21日晚上，位于伦敦西北部的海威科姆（High Wycombe）的第8航空队的指挥部里，一派忙碌景象。杜利特尔和他的参谋人员正在忙于一边评估白天的轰炸情况，一边为第二天的行动做准备。指挥部所在的这幢建筑物的外形让人产生好似一座英国堡垒的印象，其实在战前，这里是一所女子学校，战争爆发后所有的女学生都搬了出去，以便为第8航空队的指挥官们腾出地方。这些女孩们在离开前还给准备入住这里的人留下了一些小纸条，有些纸条上这样写着：如果要召唤女主人的话，请按两次铃。但是美国军官们刚入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些纸条，当他们住进去的第一个晚上，铃声也跟着响了一个晚上，但女主人就是没有露面。这在当时是一个笑话，以后只要一听到铃声响起，住在这的人都会不由心领神会地笑起来。1944年2月21日晚上，指挥部里的铃声响了差不多一百多万次，但却没有一个人笑起来，因为他们正在全力准备和德国空军作战，压力非常大。

虽然在头两次对德国空军和飞机制造厂的打击任务中，损失的人员和飞机数量比预计的要低，但是杜利特尔仍然很担心，他认为这两次打击并没有削弱德国空军。他对周围的一些参谋军官说：加兰德是不会放弃的。我们必须做好持续地派出战斗机部队打击他的战斗机的准备，直到他再也没有可派出的战斗机或者飞行员来反击我们为止。

同时杜利特尔也注意到了全力的打击行动仍需提高精确度的问题。尽管他的飞行员们冒了很大的危险才执行完这次任务，但是让人失望的是由于天气情况比较差，导致错过了某些轰炸目标，或者是首要的目标没能轰炸到，只能选择次要目标进行轰炸。之前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发展了到现在还不够成熟的精确轰炸战术，但是盲目轰炸也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这次对不伦瑞克的轰炸就是个例子，轰炸机将炸弹都投进了城市里而不是工厂上，因此使最长的一周第二次任务的战果打了折扣。虽然之前使用H2X设备进行轰炸的效果得
 到了肯定，但它还不能达到美国陆军航空队所要求的精确轰炸的标准。杜利特尔意识到他将面临许多困难，如技术故障、战斗任务、人员损失、疾病等的影响，这些将削弱他用于最长的一周作战的资源，使得他能派出去打击德国的轰炸机越来越少。

如果想要通过最长的一周行动严重打击德国的飞机制造厂，并夺取欧洲大陆上空的制空权，第8航空队必须在接下来的任务中做得比头两次更好。杜利特尔明白战争结束的时刻远未到来，加兰德手中还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源，不断阻止美国重型轰炸机完成它们的任务。

里克提供的天气预报称第二天1944年2月22日将继续会是晴好天气。虽然里克提供的天气预报并不完全准确，但他使用的方法比起传统方法来说已经进了一大步，准确率也提高了许多。他预报出德国大部分地区将是晴好的天气，当前有一股大气压正在向南部移动，这股气压将笼罩住两个重要的地区雷根斯堡和施魏因富特，这两个地区都被列在需要第8航空队进行白日精确轰炸的目标的清单上。22日这天，轰炸的目标最初定为柏林附近的埃瑞克（Erkner）滚珠轴承工厂，属于第二重要的目标。安德森建议杜利特尔同时派出3波轰炸机编队对这3个重要目标都进行轰炸，但第8航空队的指挥官摇了摇头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这样做将会削弱用于护航的战斗机数量，使我们的轰炸机更容易遭到德国战斗机的攻击。

争论很快在这两个战斗经验都很丰富的老兵之间展开，争论的焦点自然是要不要在同一天同时轰炸这3个目标。安德森坚持其主张的主要理由是必须珍惜良好的天气，在这次会议上他问杜利特尔：我们为了这样的好天气等了多少天啊？现在这3个目标上空的天气都很良好，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况且我们已经增加了很多的轰炸机，数量上足够支持同时对这3个目标进行轰炸的任务。

杜利特尔一方面承认安德森说得对，但他指出天气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天气固然是大家所期盼的，但是这样的天气对轰炸机来说也是有害的。象B-17和B-24这样的大型轰炸机，如果因受损掉队而单独飞回英国的话，在返航的过程中，由于天气晴好没有任何云层可以躲避，落单的飞机很容易被德国战斗机发现并盯上。

虽然对于这些落单的轰炸机来说的确很不幸，但这样的大型行动不能只考虑少数飞行员的安全。安德森说：我们必须从全局角度来看这个计划，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天晚上，在海威科姆指挥部的其他一些官军听到两名将军的争论后，都不由地笑了，因为他们明白杜利特尔之所以坚持他的观点，是缘于他当年对日本东京的那次著名的奇袭。当时装载着B-25轰炸机的航空母舰被日本侦察船发现，杜利特尔不得不提前下令起飞，而不顾各架飞机上的燃料不够让他们在轰炸完东京后再飞到中国的机场的实际情况。当时面对所冒的巨大风险，杜利特尔没有任何犹豫。所以他们确信在保护少数飞行员生命的这个问题
 上，他也不会有任何犹豫。

其实这并不是杜利特尔坚持他观点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他相信德国空军仍然有能力对他的轰炸机群实行强有力的反击，这样的话，轰炸机群要深入德国领空必须有战斗机部队的紧密配合，而不能把轰炸机大队或联队像撒面粉一样地撒向整个欧洲大陆。他最终明白了，安德森和其他军官之所以钟情于同时轰炸这3个重要的目标，是由于在最长的一周的前两次行动中损失相对比较小的缘故，但较低的损失应归功于大型轰炸机群一直飞行到目标附近才分散开。杜利特尔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去轰炸雷根斯堡和施魏因富特，因为这两个目标都位于德国南部，距离相对较近，而柏林附近的埃瑞克滚珠轴承工厂则必须要放弃。这意味着他的轰炸机部队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比起同时轰炸3个目标的方案来说，风险还是要小些。

这在杜利特尔要勉强下这个决心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在这个晚上传到了海威科姆的指挥部里驻扎在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指挥官特温宁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的轰炸机部队第二天可以从福贾基地起飞去轰炸德国。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第15航空队从意大利起飞去轰炸雷根斯堡，也意味着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不需要将他们的兵力分散开分别去轰炸两个目标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杜利特尔很是高兴。经过调整后，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的任务是去轰炸施魏因富特、哥达、伯恩堡、奥舍斯莱本、阿舍斯莱本（Ashersleben）和哈伯斯塔特（Halberstadt），所有这些目标都离得很近，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群便不必分散开去轰炸目标了。第二天的战斗计划中，除了第8航空队轰炸施魏因富特，第15航空队轰炸雷根斯堡之外，还派出了一支很小的牵制部队，这支部队装备有雷达干扰设备，根据计划，它将飞往丹麦去轰炸奥尔堡（Aalborg）机场。计划希望当德国空军将注意力集中到南方的大批轰炸机上的时候，北方的这支小部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可以比较顺利地返回英国。

这次是执行轰炸施魏因富特任务的是第3轰炸机师，该师的指挥官是李梅。在最长的一周开始的第一次行动中，该师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沿着北海飞到波兰进行轰炸。该师训练有素，指挥官李梅有着从不气馁的美名，曾为第8航空队发展出多种轰炸战术和编队战术，在几个月之后，他将被派往太平洋地区指挥对日本的轰炸任务。李梅的指挥部设在布莱尼（Blainey）阵营，他在这儿指挥着第4、13轰炸机联队，这两个联队共同组成了第3轰炸机师。

第4轰炸机联队下辖第94轰炸机大队指挥官是弗莱德里克卡斯尔（Frederick W.Castle）上校，稍晚他将担任第4轰炸机联队指挥官。最长的一周结束10个月之后，即1944年的圣诞节，卡斯尔在驾机执行任务时，所乘坐的B-17被防空火力击中燃烧，他坚持自己一人控制飞机让机上其他人员跳伞逃生，而自己则没来得及跳伞而坠机身亡，他死后被追授荣誉勋章。其实卡斯尔最初的工作是呆在华盛顿舒服而安全的办公室里的，因此也比较早地得知了
 艾克在准备一个连续7天的轰炸行动即最长的一周，他便主动请战离开华盛顿来到英国参战。1944年2月22日的时候，他已经为轰炸施魏因富特做好了准备。

第385大队也隶属于第4轰炸机联队，这个大队使用的是皇家空军在大阿什菲尔德（Great Ashfield）的基地，其指挥官埃利奥特凡德凡特（Elliot Vandevanter）上校是参加过去年对雷根斯堡的穿梭轰炸的老兵了。该大队众所周知的名字是老凡的勇士队（Van Valiants）。

第447大队是第4轰炸机联队所辖的另一支也是最后一支大队，基地设在路特森德（Rattlesden），指挥官是亨特哈里斯（Hunter Harris）上校。

第3轰炸机师下辖的第13轰炸机联队也将在2月22日这一天对施魏因富特进行空袭，该联队的指挥部设在英国的霍汉，指挥官是哈罗德郝格林（Harlod Q.Huglin）上校，他之前是第100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而那支大队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有名的最倒霉的大队，绰号血腥的一百。得到这个绰号是由于他们1943年10月10日对鲁尔区的交通枢纽明斯特进行空袭时，一次就损失了12架轰炸机，这个纪录到现在也没被打破。现任的第100大队指挥官是尼尔哈丁（Neil B.Harding）上校，他是个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也是个著名的橄榄球教练员。当他接管该大队时，正值大队损失最大、士气最低落的时候，现在他已经将部队的士气调整起来，准备完成在最长的一周行动中交给他们的任务。

第13轰炸机联队下辖的另一支部队是第95大队，基地也设在霍汉，指挥官是约翰格哈特（John K.Gerhart）上校，该大队从1943年5月成立以来，已经3次获得杰出部队嘉奖（distinguished unit citation）。在1个月之后这个大队还将作为第一支空袭柏林的美国轰炸机大队。格哈特上校是第8航空队中资格很老的军官了，在他来到第95大队之前，这个大队曾遭到了一系列灾难，先是在奥尔肯伯里基地（该大队之前的基地）装卸炸弹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爆炸，造成19名飞行员和军官丧生，20多人严重受伤。不久之后，大队基地移迁到基尔，接受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将军的领导。将军希望能多获得些战斗经验，为日后指挥轰炸机联队做准备。于是在执行一次任务时，将军亲自率领轰炸机大队出战，但还没抵达敌人控制的海岸就遭到了德国空军的拦截，将军还没能抵达轰炸目标所在地，他所在的飞机和另外7架轰炸机就被击落了，参加这次任务的轰炸机最后只剩6架返回了英国。格哈特接管该大队后，曾带领大队参加了1943年10月14对施魏因富特的空袭，这一次，他们又将重返那个地方，他和手下所有的飞行员都作好了准备。

第390大队是第13轰炸机联队最后收编进来的一支部队，该大队的B-17都在机尾上喷涂了一个垂直的J，他们使用的是皇家空军以前在弗拉林汉（Framlingham）的基地，指挥官是埃德加维特安（Edgar M.wittan）上校，这个大队最先于1943年8参加战斗，也与第95大队一起参加了去年10月对施魏因富特的空袭，在那次行动中还获得了一次杰出部队嘉奖。


 1944年2月22日黎明未至，第3轰炸机师的飞行员和军官们就起床了，大伙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窗户看看天空的状况。尽管这个时候四周还一片漆黑，这些老兵们还是看到了英国乡村的天空中压得低低的云层。他们明白，数小时后上级军官将会向他们发布准备起飞的命令。

此时第95大队的指挥官格哈特上校已经在情报室时工作了几个小时了。在情报室里，一张巨大的地图挂在墙上，上面用彩色墨水标示出德国境内的重要目标以及与目标相关的信息。情报室的中央是一张长方形的被擦得闪亮的桌子，桌子周围摆有8张皮革座椅。放在房间拐角处的一台收音机正在播放英国广播电台的轻音乐。

与格哈特一同在情报室的还有大队的情报官雅格唐横（F.J.Jiggs Donlhue）少校，大队投弹指挥官韦恩菲茨杰拉德（Wayne Fitzgerald）上尉和大队导航指挥官埃利斯斯卡帕丘（Ellis B.Scripture）上尉。格哈特轻声地说：如果我们在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没有找到目标或者没有击中目标，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去执行任务呢？最初提出这个疑问的是菲茨杰拉德和斯卡帕丘，他们曾参与制定了初步计划。凌晨时分，电传打字机传来了命令，格哈特只是勿勿阅读了一下，并没有想太多的细节问题，比如击中或没击中目标会有什么后果。就在这时，一名红头发的少校走进了情报室，他是大卫麦克耐特（David T.McKnight）少校，以前曾是加拿大皇家空军的一名飞行员，现在他担任第95大队的飞行指挥官，并且成为了第8航空队中最受人喜欢的一名军官。

这次来的命令和往常一样包括以下这些内容：目标名称、派出的轰炸机数量、要投放的炸弹数量、技术和通信上的细节、关于目标的详细情报信息、目标地区的航空照片，同时还要求在凌晨开始根据这些信息制定具体的攻击计划。接到命令后，第95大队的军官就忙开了，他们制定出具体的执行时间表，表上包括：向飞行员传达任务的时间、轰炸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间、起飞的时间，还有这些B-17起飞以后在空中编队并与第13联队的其他大队在空中会合的具体时间。

在大队的操作室里面，负责大队具体动作事宜的哈利芒福德中校正在对挂在墙上的一张图示出第95大队具体编队情况的图表进行勾划，图上详细标明了大队的每一架飞机和飞机在编队中的位置，就连飞行员的名字也标在上面。如果第二天某架B-17因故无法参战，那这架飞机所标的编号就会被擦，去并用另一架飞机的编号取代它。芒福德在这儿与大队下属的4中联的操作室保持着联系，他的一名助手在旁边接电话，将各个中队汇报过来的准备参加第二天行动的飞行员的名字一一记录下来。就快到向飞行员进行战前情况通报的时间了，S-2指挥官唐横即将准备就绪。一张标明战斗计划的地图已经在简报室中挂起来，为情况通报准备的资料也已备齐，这些资料包括：飞行途中要经过的布置有敌人高炮的地点，沿途经过的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的基地位置以及其他与目标相关的细节。最后唐横还要给飞行员们每人分
 发一张路线地图，这张图关系重大，它是为那些不幸被敌人火力击落后，跳伞落到敌人控制的地面上的飞行员们准备的逃生路线图。

夜深的时候，飞行员们已经沉沉入睡，这些人还一直在房间里忙碌，此外机场上也有其他许多忙碌的身影，他们就是负责给轰炸机加油和装弹的地勤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负责将燃料从油罐车上用油泵输送到B-17轰炸机上。另一些人是军械师，将高爆炸弹和燃烧弹从位于机场角落里的弹药库里用拖车运到每一架飞机下方，并吊装到炸弹舱中。同时他们还要检查B-17上的自卫机枪是否正常，机枪子弹是否备好，如果不做好这个工作，当轰炸机在空中遇到德国战斗机时，后果可能会很严重。航拍人员在检查安装有航空照相设备的B-17上的照相器材
［1］

 ，这些照相器材将用于轰炸时对轰炸目标进行航拍，所拍得的照片将是情报部门制定下一次任务的重要资料。这些专业的航拍器材非常昂贵，是万万不可损失的。B-17上的诺登投弹瞄准器也在这时由地勤人员仔细检查是否完好正常。最后，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完毕，地勤人员陆续回到他们的营房里休息。但他们还不能完全放松下来，因为如果在黎明时发现天气状况不好，飞机无法起飞，他们还要从营房里出来，把机上的炸弹等装备都卸下来，辛苦了大半晚的工作就算全白做了，所以这时候他们都在为第二天的好天气而默默祈祷着。

也许是他们的祈祷起效果了。4点10分，一阵剌耳的喇叭声叫醒了沉睡着的180多名机组人员：全体战斗人员注意了！全体战斗人员注意了！早餐时间定在5点钟。早餐时间定在5点钟。听取战斗简报的时间定在5点15分。听取战斗简报的时间定在5点15分。

这意味着第95大队的飞行员、导航员、投弹手和机枪手们即将再次开始白天的旅程了。该大队的飞行员吉恩曼森在英国冬天湿冷的夜里醒来，他的心情比较沉重，因为他知道几个小时后他将身处德国上空30000英尺的地方，遭遇地面防空炮火和敌人战斗机的攻击。

穿好衣服后，他和其他人员一齐走出营房，登上等在门口的半吨小卡车前往食堂，在那儿这些将执行任务的人们会吃上新鲜的鸡蛋另一种类型的最后的晚餐，这是一名机枪手说的，这时他们通常还会喝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以温暖温暖正在颤抖的身体。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门外，等待卡车将他们送到简报室。在简报室里，飞行员们私下议论起了这次任务的情况。这次的情况介绍和往常一样，也是由格哈特上校主持，他先讲了一下任务的大概情况，又再次强调了完成任务的重要性。只要每一次听到任务是重要的，飞行员们都会感到紧张，他们担心自己能否平安归来。同时他们明白谁都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只能靠自己的运气、技术和勇气，要么平安返回英国霍汉的基地，要么落在德国，那样的话生或死就不得而知了。


 这时地勤人员再次检查了一遍B-17，又使用探照灯的光束来照亮天空。因为德国人经常耍的一个小计谋，就是趁天还没亮派出几架Ju-88来到美国基地上空，投下炸弹以阻挠美国轰炸机前去完成任务。如果用探照灯射向天空，并尽可能将天空照亮的话，就可以让这些德国飞行员无功而返了。

每个机组乘员的工作岗位上的仪器装备都要仔细检查，比如氧气供应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工作不正常的话，那么飞行员飞到30000英尺高空后，呆不了几分钟就会因缺氧而死亡。若氧气不足，也会让机枪手们在与德国战斗机的作战中生产混乱的错觉，从而使自身遭到损失。如果导航设备出了问题，后果会更加严重，许多B-17就是在受损掉队后独自返回英国的途中，由于导航错误，结果在敌人控制区上空转了好几圈，燃料耗尽了也没能飞回英国，最后不得不在敌方控制区迫降。

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毕后，曼森背起他的降落伞包爬进了编号为273的B-17轰炸机，他径直越过机腹机枪手的位置，再穿过炸弹舱，接着蹲下穿过机顶炮塔的机械装置，最后钻进了驾驶舱，坐到了左边的驾驶座椅上。坐下后，他把降落伞包放在自己座椅下，这样一来如果碰到紧张情况他也不必花时间去寻找降落伞包。接着他扣上了安全带，对控制面板上的仪器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试，踩了下方向舵的踏板，感觉没什么异样，然后带上了耳机。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他透过驾驶舱的玻璃望了望了天空中低沉的云，感觉这次任务有可能被取消，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回到温暖的床上去再睡上几小时，这一天除了睡觉、吃饭和休息，不用做任何别的事。

此时，在海威科姆的地下指挥部里，杜利特尔也很焦急，在看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后，他担心这次任务不能被执行。他明白此时数百架B-17和B-24还有不计其数的战斗机已经在英国的机场上作好了起飞的准备。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他下命起飞，那么数百机的轰炸机就会应声起飞，然后冲入厚厚的云层中。但在这样厚的云层中有可能会撞到一起，也有可能在爬高的过程中迷失方向。造成这种结果可能不是飞行员的错，也有可能是由设备的故障所引起。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环境有可能会使他们损失一打以上的轰炸机。但杜利特尔同时也明白，今天的任务对于之前制定好的最长的一周行动至关重要。

就在这时有人报告说：将军，英国侦察机传来一个信息。

杜利特尔马上接过他递来的纸条，仔细研读着。英国皇家空军的侦察机飞行员写道：我从38000英尺的高空飞越了整个德国，此时整个德国上空天气晴好。

发动攻击！杜利特尔毫不迟疑地下达了命令。

霍汉基地收到命令后，准备在10分钟后就起飞。在控制塔上，约翰卢米谢克（John Rumisek）上校计算着时间，每隔几秒钟，他就清晰地下达一个命令：发射绿色信号弹。

绿色的信号弹在空中划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整个机场上等待起飞的飞行员都可以清
 楚地看到它那长长的绿色尾巴。当其中一枚信号弹升起时，曼森对着他旁边的副驾驶员说：我们启动发动机。

几分钟后，机场周围的乡村里响彻了B-17那1000马力的巨大轰鸣声，附近的英国居民都被这巨大的声音吵醒，他们知道这是美国佬又要去轰炸德国了。在273号B-17的4个发动机都启动后，曼森望着天空，等着指示他驾驶的这架飞机滑行到起飞位置的那枚绿色信号弹升空。他的飞机将紧跟着左边那架编号为6的B-17升空，而他将是整个中队的领头机。如果起飞顺序被搞乱了，那到了空中还重新编队将是很麻烦的。

绿色信号弹！副驾驶和他几乎是同时看到了升空的信号。

收到了，起飞。

曼森将头转到左边，等着左边这架B-17向右侧滑行，3分钟后，旁边那个大家伙开始移动了，曼森跟着下调了飞机的4个节流阀，松开了刹车，跟在它后面滑行到起飞跑道上，在长长的跑道上B-17都呈单列排列，等待着起飞的信号。

注意滑跑的角度。曼森警报副驾驶说。他可不希望飞机的轮子偏离了跑道驶到旁边的泥地上，这样会陷住飞机，不仅他的飞机无法起飞，跟在后面的一长串的B-17的起飞都会被堵住。通过控制刹车和节流阀，他成功地将飞机滑跑到了起飞的位置上，只等指挥塔下达起飞的命令了。

我操作起飞装置，你来让飞机保持在跑道上的位置。他对副驾驶说，副驾驶点点头表示明白。

好了，273号，可以起飞了。

收到，273号起飞。

曼森继续下调4个节流阀，并踩紧刹车。整个B-17震动起来了，他将马力开到最大，飞机机头开始略微向下低，此时松开刹车。接着机身又振动了一下，将正副驾驶员都振到了座椅的靠背上。曼森一直注视着速度表，只见指针从0转到了80英里每小时，再到95英里每小时，100英里每小时他拉起操纵杆，整个机身又是一振，他知道飞机已经腾空了。过一会，副驾驶员也报告他：飞机已经起飞了。

明白了。曼森答道，期间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控制面板，接着说：换档。

很快，仪表指针显示，高度到了500英尺，速度到了140英里每小时。曼森将B-17的速度稍微降了一点，因为他要跟随无线电信号的指引前往第95轰炸机大队在空中的集合地点，所以他将爬高的速度控制在每分钟500英尺，径直朝着无线电指示的方向飞去。他知道在云层的其他地方，数以百计的B-17也和他的飞机一样在爬高。他希望所有的飞行员都已经成功起飞了，如果不是








［1］

 并不是所有的B-17都有航拍器材，只是一些被指派有航拍任务的飞机上才装有。






 第十章　惨败


第95轰炸机大队的曼森和他的机组人员驾驶的B-17只是1944年2月22日第8航空队派出的466架重型轰炸机中的一架。同时驻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也派出了183架轰炸机去轰炸雷根斯堡，当杜利特尔不顾英国空中糟糕的天气下令起飞的时候，所有这些飞行员在升空过程中都与曼森有着相同的感受。在糟糕的天气状况下起飞，需要飞行员有良好的仪表飞行
［1］

 技术和经验。但是在第8航空队中并不是所有的飞行员都是仪表飞行的高手，虽然他们在美国本土训练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一次仪表飞行测试，才能被算作训练过关。但因为在1944年早期对轰炸机飞行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所以只要飞行员们通过了飞行训练就算基本合格了，然后接受适当的仪表飞行训练或参加仪表飞行训练达到几个小时就算通过了最终考核，整个训练并不要求他们必须成为仪表飞行的高手。所以如果用一个飞行教练的眼光来看待1944年早期参加战斗的美国轰炸机飞行员的话，那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他们接受的仪表飞行训练太简单了，所有的飞行员都不是好的仪表飞行员，或者所受的仪表飞行训练还太少太少。

因此，当第3轰炸机师的B-17以每分钟1架的间隔起飞后，它们便一架接一架地冲入英国上空低沉的云层中。此时第8航空队使用的战术是利用仪表飞行来穿越这厚厚的云层，到达高空万里无云的地方，在那儿完成编队仪表飞行是通过无线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广播来引导的。这种无线电波能垂直穿透云层，起飞的轰炸机依靠它的引导以一定的速度的角度爬升，穿越云层后在机场上空盘旋，同时完成编队。理论上说每架轰炸机在间隔1分钟起飞后，如果它们能继续保持相同的间隔，如果每个飞行员都能保持之前定好的适当速度和爬升角度，而且结冰和机械故障没有困扰飞行员，使飞机在阴霾的天气改变行程的话，这个起飞过程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但是事实上，当几百架轰炸机都钻入厚厚的云层中，彼此都看不到对
 方时，事情有可能向着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比如死亡，当然这是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

起飞后不久，第3轰炸机师有一架B-17在试图按照速度和路线飞行时，突然失去了1个发动机的动力，在空中的速度一下子就下降了10英里，飞机进入了失速状态。为了不导致机毁人亡，飞行员压低机头，想将飞机降到一个较低的空域以便获得足够的飞行速度。由于这样做改变了飞机的爬升角度，之前预计按每分钟500英尺的速度爬升，但事实上当飞行员能重新发动第四个发动机之前，依靠其余3个发动机的动力只能提供300英尺／分钟的爬升速度。这样一来，原本整齐的爬升队形被改变了，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机群。1分钟之前，后面那架幸运女郎（Lady Luck）号与这架轰炸机还保持着500英尺的距离，突然间距快缩减为0了，两架在云层中飞行的飞机几乎要挨到一起了。不管飞行员有没有注意到，前一架轰炸机与他只有不到50英尺的距离了。当那架B-17在阴霾的天气中像头灰色的幽灵一样出现在他眼前时，幸运女郎号试图躲闪，却已经来不及了，那架B-17机头径直撞向了它的机腹。在两机相撞之前的那一刹，大概对身处机腹的机枪手的来说，是此生最考验勇气的时刻。很快两架飞机重重地撞上，并且绞在了一起，继而双双坠向地面。两架飞机均无一人生还。

这还只是这一天悲剧事件的开始。当这两架B-17绞在一起从空中坠落的时候，其他正在爬升的B-17也跟着受到了影响。一名正在驾机爬升的B-17飞行员看到了这一幕，不禁惊呆了，他赶紧拉开自己的飞机，想离这两架出事的飞机远一点，虽然他这样做只比原来设计好的爬升角度偏离了几度而已，但它的翼尖立即与旁边的一架B-17相擦，因为那一架B-17的飞行员也正好在调整自己的爬升角度。幸运的是，两架飞机只是轻微擦挂，双方的飞行员都冷静而沉着地应付了这种危急的局面。他们成功地从云层中降了下去，在地面成功着陆，机上所有人员也都安然无恙。这个时候，第3轰炸机师的轰炸机群已经完全改变了之前拟订好的爬升队形。其中一些飞行员由于担心在空中相撞，改变了原有的爬升角度；另一些飞行员在飞机爬升过程中遭遇到结冰，无法维持之前的爬升角度；还有少数飞行员则由于过于紧张而加大了油门，将4个发动机马力全开以最大速度飞行，还将爬升角度拉到最大，以便尽早脱离这厚厚的云层进入万里无云的上空；甚至有一些飞行员由于过度恐慌而停止了爬升，将飞机降了下去，使得在其后面爬升的多架B-17都跟着乱了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他们引起了更多飞行员的恐慌，进而影响这些飞机的飞行速度、航线和爬升角度。总之，第3轰炸机师在爬升时显然陷入了混乱。

在布莱尼阵营的第3轰炸机师指挥部里，该师指挥官李梅感觉到了情况的不对劲。仔细听完该师飞行员们通过无线电传回的信号，李梅皱着眉抽起了雪茄烟，感到到天空的云层中正在酝酿着一出悲剧。从传回的无线电中，他可以清楚地听到一些飞行员惊慌失措和恐惧的声音，而另一些声音则显示出飞行员们仍在努力执行命令，但是充满了怨气。李梅了解飞行员们恐惧和愤怒的原因，他多次尝试通过无线电给飞行员下达新的命令以减少在空中的事故，但是没有什么效果。飞行员们要么是没有听见，要么是没有回应他的命令，也许是因为他们
 所受的环境压力太大了。在又接到了几次空中相撞事故的报告后，李梅明白除了放弃执行任务之外，他没有别的选择了。最终他下令说：召回第3轰炸机师的飞机。

李梅知道这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决定，因为已经不可能准时在空中完成编队了。如果由于编队花的时间太长而影响了整个轰炸机师飞离英国的时间，那么他们也不可能与护航的战斗机在空中准时会合，就这样飞到敌人的控制区上的话，那将是一场灾难。这次的任务原本就是充满危险的，再加上起飞时就碰到这么多麻烦，数量打了折扣的机群无法组成一个严密的编队，这样危险就更大了。所以，他命令已经穿越了云层飞到晴空中的飞机在空中继续盘旋，等到下达命令之后再下降；仍然还在云层中的飞机在依次接到无线电命令后，开始以每分钟500英尺的速度下降。他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减少再发生相撞事故的机率。

当杜利特尔得知李梅下达了收回第3轰炸机师的命令后，他失望地摇了摇头。他虽然明白李梅在他所处的环境下作出的这个决定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这样会让同样参加这个任务的第1、第2轰炸机师和在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陷入不利的局面，因为这样德国空军将能够集中他们的力量打击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导致己方形势更加险恶。整个任务的成功与失败比李梅作出的召回命令要重要得多。告诉第1和第2轰炸机师的指挥官这个情况。
［2］

 杜利特尔一边说着，一边继续研究他面前的地图。

2月22日这一天，第2轰炸机师的B-24轰炸机群由9个轰炸机大队组成，它们被分派的任务是轰炸位于德国哥达的Me-110飞机制造厂。其中该师的第2轰炸机联队，由389、445和453这3个大队组成，它们命中注定要去执行一次危险无比的任务。第389大队绰号是天蝎（Sky Scorpions），该大队所有的B-24都在机尾上涂有一个用白圈包围着的巨大的C。1943年8月1日，该大队参加了著名的普洛耶什蒂（Ploesti）低空袭击行动，在那次行动中他们获得了杰出部队嘉奖，大队的劳埃德休斯（Lloyd H.Hughes）还获得了个人荣誉勋章。大队的基地位于英国的海瑟（Hethel），现任指挥官是弥尔顿阿诺德（Milton W.Arnold）上校，。第389大队成员都是经历过多次战斗任务的老兵，但这一次的行动中如果他们要想生存下来的话，将会经受严峻的考验。

第2轰炸机联队的第445大队基地位于英国提本汉姆（Tibenham），指挥官是罗伯特特里尔（Robert H.Terrill）上校。该大队的成员的战斗经验远没有天蝎大队成员的丰富，他们这次的任务是轰炸基尔、路德维希港和慕尼黑，以及其他一些目标，这场战斗将让这些新兵迅速成长为老兵。联队所属的最后一个大队是第453大队，基地位于旧贝克汉姆（Old Buckenham），该大队在17天之前刚刚执行了他们的第一次战斗任务，可以说是真正的新兵大队。但是该大队的指挥官约瑟夫米勒（Joseph A.Miller）上校是个做事坚定的人员，在他的
 指挥下，这个大队正在慢慢地成长。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第2轰炸机联队的指挥官爱德华汀布莱克（Edward J.Timberlake）准将，他是第8航空队的老资格军官了，在1942年第8航空队刚抵达欧洲时，他指挥B-17机群成功进行了最初的几次空袭行动，并因此而被航空队的成员们称为特德飞行马戏团（Teds Flying Circus）。

由杰克伍德（Jack W.Wood）上校指挥的第20轰炸机联队下辖有第93、446和448共3个轰炸机大队，在22日的任务中，他要指挥这3个大队去轰炸德国的哥达。伍德之前曾经成功地指挥其中一支轰炸机大队地进行过对普洛耶什蒂的袭击，所以这次最长的一周行动中联队的人员都希望能在他的指挥下取得好的战绩。该联队下辖的第93大队绰号邦吉牛仔（Bungay Buckaroos），基地设在哈德威克（Hardwick），指挥官为利兰费格尔（Leland G.Fiegel）上校；第446大队基地设在福里克斯顿（Flixton），指挥官为雅各布布勒格（Jacob J.Brogger）上校；第448大队基地设在西丁（Seething）。指挥官是詹姆斯汤普森（James M.Thompson）上校。

由利昂约翰逊（Leon W.Johnson）准将指挥的第3轰炸机联队下辖有第14、44和392这3个轰炸机大队，约翰逊此前也在对普洛耶什蒂的空袭中因表现英勇而获得过荣誉勋章，这次他将派出联队中的两个大队参加22日的对哥达的梅塞施密特工厂的空袭，这两个大队是第44和392大队。其中第44大队曾在1943年对基尔和普洛耶什蒂的空袭中获得过杰出部队嘉奖，这次他们已经为最长的一周行动作好了准备，大队基地设在前英国皇家空军的驻地希普德汉姆，指挥官是弗雷德里克登特（Frederick R.Dent）上校；第392大队是支新编的队伍，首次执行任务是在1943年9月，其基地设在温德林（Wendling），指挥官是欧文伦德尔（Irving A.Rendle）上校，他拥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大队成员都还是新人，但他们已经在前几次对德国本土的空垄任务中经受过敌人防空高炮和战斗机火力的考验了，他们很快就会适应战场上的生与死。

哥达的梅塞施密特工厂是这次空袭首当其冲的重要目标。当李梅下令召回第3轰炸机师的飞机并退出这次任务后，第2轰炸机的指挥官詹姆斯霍奇斯（James P. Hodges）少将明白他不能再指望第3轰炸机师的帮助，指望他们将敌方战斗机的注意力从他的轰炸机群上引开了。

第2轰炸机师的情况比第3师要好得多，尽管他们的基地上空也有厚厚的云层，但8个大队的飞机都成功地穿过云层来到高空。当第3轰炸机师的飞机还在云层中慌乱地准备降落时，第2轰炸机师已经离开了英国海岸，前锋直指欧洲大陆。但不理想的一面，第2轰炸机师仅仅只有一个联队完成了战斗队形的编组，此时仍有几个大队没有组成紧密的战斗编队。第2轰炸机师的战斗队形由于在飞离英国的时候被拖成了长条形，所以他们不得不在海岸上空重新进行编队，以及时组成一个紧密的战斗队形，因为不可能等飞到哥达上空再去编队。在德国空军的攻击下，松散的队形会使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但不幸的是，尽管他们在海岸上空进行了多次努力，但仍然无法将所有的大队编组成以联队为单位的紧密队形，而这时轰炸机群已经抵近欧
 洲大陆，没时间再编组了。霍奇斯少将此时不得不承认空中编队的失败，所以他也做出了与李梅一样的决定召回第2轰炸机师的所有飞机，放弃这次任务。

而此时，该师已经有少量的B-24型轰炸机抵达了预定的次级轰炸目标的上空，在召回命令下达后，这些轰炸机便将炸弹都投在了这些次级目标上，然后才返回英国。然而不幸的是，一架B-24误将荷兰的奈梅亨（Nijmegen）当成是一个德国城市，也投下了炸弹，结果造成200名荷兰平民无辜死亡；另一架B-24在抵达英国提本汉姆基地附近时，意外地释放出了炸弹舱中的炸弹，结果造成了2名地勤人员和1名妇女死亡。

当第2、第3轰炸机师陆续召回他们的飞机退出这次任务的时候，就只剩下第1轰炸机师的4个联队孤军奋战了，他们的任务是轰炸奥舍斯莱本、哈伯斯塔特、伯恩堡和奥舍斯莱本，在剩下的这段深入德国本土的航程上，该师总共拥有289架轰炸机。师指挥官是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B.Williams）少将，他曾在1943年8月率领第217大队对施魏因富特的空袭，在那次行动中他几乎丧命。此时，他作为第1轰炸机师的指挥官，下辖有第1、40、41、94这4个轰炸机联队，且大部分的飞行员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第1轰炸机联队的历史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该联队在欧洲战场参加了洛林（Lorraine）、圣米歇尔山和默兹-阿尔贡战役。1942年8月该联队是第8航空队最早抵达欧洲的部队，曾经担任过该联队指挥官的人如今都已成为第8航空队名声响当当的指挥官，如牛顿朗费罗（Newton Longfellow）准将、劳伦斯库特（Laurence S.Kuter）准将、海伍德汉塞尔（Haywood S.Hansell）准将和弗兰克阿姆斯特朗（Frank A.Armstrong）准将在1944年2月的最长的一周行动中，该联队的指挥官是威廉格罗斯（William M.Gross）准将。联队的指挥部设在奥尔肯伯里，格罗斯准将在那儿指挥着联队下属的第91和第381大队。其中第91大队早在1942年11月就参战了，该大队还有一个至高的荣誉他们是第一支空袭德国本土的美国轰炸机部队，那是在差不多一年前的1943年1月，他们参加了对德国威廉港的空袭。第91大队的基地设在本思班（Bassingbourn），指挥官是克劳德帕特南（Claude E.Putnam）上校。第381大队也是一支由老兵组成的队伍，指挥官是哈利莱伯（Harry P.Leber）上校。

第40轰炸机联队的指挥部设在瑟莱，指挥官是霍华德特纳（Howard M.Turner）准将，他所获得的最初的战斗经验就是在他担任第100大队指挥官时遭遇到的让该大队获得血腥的一百称号的那次战斗。联队下辖第350、360和92大队，其中第350大队绰号全能（Can Do），最初的指挥官就是李梅，也正是在李梅的指挥下，该大队成为了许多新型编队方式和轰炸战术的先锋，之后这些队形和战术都成了第8航空队的标准。曾经在2月20日最长的一周行动的第一天由于英勇而获得荣誉勋章的威廉劳利就是该大队的一名飞行员。该大队在机尾上都涂有一个黑色的三角形，三角形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白色的H。经常与350大队一起执行任务的是第360大队，指挥官是乔治鲁滨逊（George L.Robinson）上校，这支部
 队也之前也曾经多次参加过对德国本土的空袭。

该联队下属的第三个大队是第92大队，这支部队在英国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荣誉眷顾少数人（Fames Favoured Few），因为该大队是第8航空队资格最老的一支部队，也是第8航空队最先抵达英国的部队，但直到1944年仍然在战斗，所以获得了这一称号。大队基地设在泊丁顿（Podington），指挥官是威廉里德（William M.Reid）中将。第92大队是当天第1轰炸机师的编队中最靠前的一支队伍，他们此时已经组成了紧密的队形。

第41联队由第303、379和384这3个大队组成，这个联队的指挥部设在瑟莱，指挥官是罗伯特特拉维斯（Robert F.Travis）准将，特拉维斯很清楚这一天他们将在对德国飞机制造厂的空袭中遭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因为他在差不多1个月前，也就是1月11日，他曾亲随第1轰炸机师参加了对德国本土奥舍斯莱本的FW-190工厂的空袭，这一次他又将亲临前线。

担任轰炸机编队领头机的是一架绰号为八号球（The Eight Ball）的B-17，特拉维斯就坐在这架飞机上。当他距离目标只有100英里时，他得知了第2和第3轰炸机师由于糟糕的天气而退出了这次行动的消息。坏消息接踵而至，仅有1个中队的P-51型战斗机成功地穿越了厚厚的云层，来到了集合地点与他的轰炸机编队汇合并提供护航，而这些P-51加起来总共不超过50架，但他们却要面对已经在目标上空等待着他们的一大群德国战斗机。在目标上空，他们总共有34架轰炸机被击落，其中还包括几架装有H2X领航员雷达设备的导航机。特拉维斯幸免于难，所乘坐的那架B-17成功地投弹之后返回了英国。

卡尔霍恩（Calhoun）是第303大队的一员，他驾驶着绰号地狱天使（Hell Angel）的B-17。第303大队基地设在瑟莱，指挥官是柯米特史蒂文斯（Kermit D.Stevens）上校。第379大队基地设在金博尔顿（Kimbolton），指挥官是毛里斯普莱斯顿（Maurice A.Preston）上校。第384大队基地设在格拉夫顿安德伍德，指挥官是戴尔史密斯（Dale R.Smith）上校。这3个大队共同组成了第41轰炸机联队，并在执行任务时保持着密集的战斗编队队形。

第94联队由3个大队组成，他们是第457、401和351大队。其中第457大队在最长的一周行动开始的第一天，也就是2月21日才执行他们的第一次行动，也许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些新兵们把深入德国进行轰炸的任务看成是一项普通的任务，并不显得很紧张。该大队的基地设在格拉顿（Glatton），指挥官是詹姆斯卢坡（James R.Luper）上校。另两个大队的成员相比起来，就比他们经验丰富多了。其中第351大队从去年11月开始执行任务，他们对轰炸目标的控制精确程度在第8航空队所有的大队中是排第二高的。第401大队的基地设在迪恩索普，指挥官是哈罗德鲍曼上校。第351大队拥有当时好莱坞最红的影星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他当时正在第8航空队中服役。尽管有电影大明星，他们也不会被关照而执行简单的任务。就在去年12月的一次任务中，该大队前任指挥官威廉哈彻（William A.Hatcher）上校在敌人控制区上空执行任务时，所乘坐的轰炸机被击落，没能返回基地。


 第1轰炸机师的飞机在英国上空就成功完成了编队并组成了紧密的队形，而这是第2、第3轰炸机都没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当该师的B-17朝轰炸目标飞去的时候，他们发现所碰到的云层越来越多，看来阴霾的天气开始在向欧洲大陆扩散，这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实际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在前往目标途中，他们不得不保持着紧密的队形继续爬高，以便到达没有云层的晴朗高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小心提防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唯一幸运的是，这时他们已经获得了战斗机的护航。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联队的队形在云层中还是被打乱了，这样将给加兰德所率领那群等待已久的德国空军以可乘之机。此前第1轰炸机师下属的第92大队还派出了少量的B-17去轰炸位于丹麦的奥尔堡机场，该师希望这一举动能吸引部分德国战斗机前往北方；同时如果从意大利起飞的第15航空队能吸引走大部分的德国战斗机，第1轰炸机师就方便顺利地轰炸位于德国中部的奥舍斯莱本、哈伯斯塔特、伯恩堡和阿舍斯莱本。

第306大队不顾厚厚的云层，准备继续飞完距离目标剩下的这段航程，他们的目标是位于伯恩堡的容克斯（Junkers）飞机制造厂。很快德国空军飞行员就发现这个大队与机群脱离了，是个落单的大队，于是对他们的攻击如潮水般地涌来，攻击持续的时间之长是以往少见的，直到第306大队在目标上空投完炸弹开始返航，到距离海峡只有200英里的时候才停止。最终有7架B-17被击落，23架严重受损。但是轰炸效果还是很好的，撇开敌人攻击和阴霾天气的影响，容克斯飞机制造厂的Ju-88飞机产量下降了70%～80%。

在靠西边的地方，第384大队的少数轰炸机由于与大队失去了联系，所以临时加入了第303大队的对阿舍斯莱本发动机厂的空袭，这个工厂是为Ju-88飞机和其他型号的容克型飞机制造部件的组装厂。共有34架轰炸机向目标区投下了炸弹，但只有少量的炸弹准确击中了目标，工厂的产量减产了50%，并在此后停产了2个月。而第1轰炸机师其他的轰炸机则由于厚厚的云层的遮挡而错过了主要的目标，只能去轰炸阿纳姆（Arnhem）、代芬特尔（Deventer）、马堡（Marburg）和哈伯斯塔特等次要目标，不过轰炸这些地方对于整个最长的一周行动来说意义不大。

在2月22日这一天，第8航空队实际只成功派出了255架轰炸机去执行任务，其中只有99架准确击中了目标，但总损失却比最长的一周的前几次任务要大得多总共有41架轰炸机未能返回英国。这一天，当第8航空队在英国遇到一连串麻烦的时候，在欧洲南部的意大利福贾基地，第15航空队的轰炸机群开始起飞去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轰炸雷根斯堡。航空队的指挥官特温宁指挥的这支新的航空队的飞行员们并不知道此时第8航空队的第2、第3轰炸机师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已经退出了任务，而他们正慢慢进入德国空军精心设下的一个圈套。加兰德的飞行员们从德国的雷达站获得了美国轰炸机部队已经从意大利出发并向北方飞来的情报，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第15航空队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第8航空队所碰不到的，那就是阿尔卑斯山。从意大利南部飞过来的B-17和B-24要想进入德国领空，在越过这座山就必须爬升到更高的高度，而这样一来，德国的雷达屏幕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出美国轰炸机飞行的轨迹，这些信息
 很快就传到了加兰德的战斗机指挥中心。于是，一场混乱的空中遭遇战在阿尔卑斯山上空展开了，美国飞行员们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此时达到顶点要么损失掉1个发动机，要么被敌方战斗机击中，要么被防空炮火击中无论怎样，只要飞机坠落下去了，就会把他们带到坟墓里。

你不可能在山顶上给空中堡垒挖一个战壕。一名第15航空队的飞行员说。相比之下，第8航空队的飞行员要幸运得多，至少在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还可以在海峡上迫降。

在1944年2月的时候，第15航空队远没有第8航空队那么强大。它下属的第5和第47两个大队的B-17和B-24将执行飞越阿尔卑斯山轰炸德国本土的任务。第5联队的指挥官是查尔斯沃利斯（Charles W.Wallace）准将，在最长的一周开始的时候，他接管该联队的时间并不长，联队下辖4个大队：第2、97、99和301大队。其中第2大队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在法国参过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大队主要从事米歇尔（Mitchell）对从空中轰炸战舰的研究，并且在世界上一些地方执行过人道主义任务。当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的时候，该大队正在训练驾驶新型的B-17型轰炸机。当美国参战时，该大队在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反潜任务
［3］

 ，然后被派到了北非执行轰炸任务。1943年12月，大队的人员和装备抵达意大利的阿曼德拉（Amendola），从这天开始，大队开始执行两个任务：一是对在意大利的地面部队进攻提供战术支援；二是对德国本土执行远程轰炸任务。在最长的一周开始的时候，赫伯特里彻（Herbert E.Riceh）上校是该大队的指挥官。

第97大队在欧洲战场多个战区执行过任务，这些战区包括：英国、北非、法国南部、撒丁岛、西西里，最后是意大利。1943年12月，大队指挥官弗兰克艾伦（Frank Allen）上校将部队带到了意大利的切里尼奥拉（Cerignola）基地，随后移驻到了阿曼德拉。经常与第97大队一起执行任务的是第99大队，这个大队的基地在托托雷拉（Tortorella），其指挥官福特劳尔（Ford J.Lauer）上校是在2月22日执行空袭雷根斯堡任务之前7天才被指派到这个职位上的。

第5联队的所属的最后一个大队是第301大队，这个大队可以说是名声很大的，因为它也是第8航空队刚成立时的起家部队之一
［4］

 ，在隶属第8航空队的时候曾执行过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境内的潜艇基地、飞机场、火车站、桥梁等其他目标的空袭，后来由于1942年11月北非登陆之后被派往北非作战，便从第8航空队的序列中转了出来。该大队现任的指挥是卡尔巴塞尔梅斯（Karl T.Barthelmess）上校，他是在1943年12月才接管该大队的。大队最初的基地设在意大利的切里尼奥拉（Cerignola），在最长的一周行动开始后移驻到了卢切拉（Lucera）。第301、97和99这3个大队装备的都是B-17型轰炸机。


 与第5联队不同的是，第47联队装备的是B-24解放者型轰炸机，两个装备不同型号轰炸机的联队的飞行员之间经常进行竞争，双方都认为自己驾驶的轰炸机是最优秀的，但一直也没有争出个最终结果来。第47联队指挥部设在曼杜利亚（Manduria），指挥官是约瑟夫阿特金森（Joseph H.Atkinson）准将，他是在2月11日才接管这个联队的，上任后只有9天就赶上了最长的一周行动的展开。这个联队下辖有第98、376、449、450和451共5个大队，其中第98大队可以说是最长的一周行动的先驱者，因为他们在1943年8月1日就从意大利起飞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当时指挥这次行动的大队指挥官约翰凯恩（John R.Kane）上校在执行任务时不顾个人安危，在所驾驶的飞机漏油着火的情况下，仍坚持成功地轰炸了目标，因而获得了荣誉勋章。1944年2月22日，大队的指挥官换成了马绍尔格雷（Marshall R.Gray）中校。

第376大队驻扎在圣潘克拉齐奥（San Pancrazio），指挥官是西奥多格拉夫（Theodore Q.Graff）上校，该大队参加过1943年8月对亚普洛耶什蒂炼油厂的低空轰炸，现在他们的任务是要穿破德国空军对本土的防御。其他几个大队：第449、450、451大队几乎是全新的队伍，他们于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完成训练后，陆续直接从美国本土飞到意大利。第449大队的指挥官是托马斯金特（Thomas J.Gent）上校，基地设在格罗塔列（Grottaglie），大队是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布朗宁（Bruning）空军基地直飞过来的；第450大队的指挥官是约翰米尔斯（John S.Mills）上校，基地设在曼杜里亚（Manduria），大队是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基地直飞过来的。第451大队则是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费尔蒙特（Fairmont）基地直接飞到了在意大利阿尔及利亚（Algeria），指挥官是罗伯特伊顿（Robert E.L.Eaton）上校，他们到来后不久，最长的一周行动就开始了。

其实第15航空队还有一个联队第304联队，该联队下辖有第454、455、456和459这4个大队，但是在最长的一周行动刚开始时，这4个大队还在陆续从美国本土抵达过程中，力量尚不够强大，所以没能赶上这个行动。1944年2月22日，第15航空队下属的第5、47两个联队共派出了183架轰炸机去空袭雷根斯堡，其中118架成功地向设在上特劳步灵（Obertraubling）的梅塞施密特工厂投下了炸弹，这些高爆炸弹给工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同时第15航空队也损失惨重。空袭过程中他们遭到了驻扎在德国南部的由胡斯（Huth）少将指挥的第7战斗机师的Ju-88双引擎战斗机群的持久猛烈攻击，总共损失了14架轰炸机。

22日这一天，对于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来说是极其悲惨的一天，在这一天中航空队损失了41架飞机，有410名机组人员没能回到英国，而需要打击的德国境内的主要目标则几乎没遭到严重破坏，陆军航空队之前拟定好的计划远没能完成。因为这一天从英国派出的轰炸机数量比前两次要少了一半以上，而真正轰炸到目标的只有不到100架轰炸机。此时在伦敦市郊的斯帕茨将军及其参谋人员的指挥部里，这一整天都沉浸在忧郁之中。

最长的一周的第三次行动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1］

 instrument flight即盲飞，现常译为仪表飞行，它是指在看不清天地线和地标的情况下，飞行员完全根据飞机上各种仪表指示操纵飞机飞行，过去称为盲目飞行。仪表飞行是昼间复杂气象飞行、夜间飞行、海上飞行的基础，比目视飞行驾驶技术复杂，要求精力高度集中，因而飞行员容易疲劳。同时飞行员因不能直观感觉飞行的状态，他必须熟悉各种仪表位置及其指示特点，并全面合理地分配注意力。



［2］

 指第3轰炸机师被召回，不参加轰炸任务的事。



［3］

 针对德国潜艇进行的击鼓行动而采取的措施。



［4］

 1942年第8航空队刚到达欧洲时，仅有3个大队，他们分别是：第92、97、301这3个大队，1942年11月北非战场开辟后，第97、301大队转往北非作战，脱离了第8航空队序列，只有第92大队仍然留在第8航空队内。






 第十一章　决定性的一次任务


2月22日晚上，在加兰德的战斗机指挥部里，并没有预想中的高兴气氛。作为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加兰德确实为他们的Ju-88、Me-109和FW-190及其他型战斗机击落了总计55架B-17和B-24型轰炸机而感到高兴
［1］

 ，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己方战斗机部队的损失也是不小的。由于战斗机损失量很大，所以无法给夜间防空作战提供足够的战斗机
［2］

 。他估计这次空战中至少有近50架战斗机失踪。加兰德明白他无法给损失的部队补充足够的战斗机，这样在以后的空战中就保证不了双方力量的平衡了。同时燃料也开始短缺了，如果空袭再这么不断地继续下去，那么德国空军会被拖垮的。当飞行员驾驶着受损的战斗机返回机场后，没有后备的战斗机可以补充，这是飞行员们最怕看到的一种局面部队战斗力的下降。所以另一个问题开始困扰加兰德，那就是如果德国上空的天气继续晴好，那美国轰炸机又会继续来袭，只有天气变得恶劣才可以给他的战斗机部队一个喘息的机会
［3］

 。

联系柏林，弄清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他对旁边的副官说道。

当柏林作出的天气预报结果送来的时候，加兰德正在研读白天的战斗情况报告。在看了报告后，他露出了微笑，说道：预报说明天的云层很厚，这样就可以给我们一个休息的机会，并制定新的计划。


 加兰德心中的计划是在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全力攻击的情况下，建立一套全面的防御机制。到今天为止，庞大美国轰炸机群已经是第三次深入德国本土进行轰炸，前三次他都是使用传统的战术进行防御，尽管这个战术在今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他相信德国空军必须想出更多、使用更多的新战术，无论这些战术是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这样才能彻底阻止美国的轰炸机。

加兰德意识到，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德国空军高层人士也注意到了当前形势的危急如果美国的B-17和B-24轰炸机继续以庞大的数量深入德国轰炸，德国空军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就会达到顶点，这样就无法再继续阻止美国人的轰炸机了。所以加兰德必须在美国人可能空袭的一下个目标上做好应战的准备，现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重要转折时刻。

加兰德将使用更多的Me-262型喷气式战斗机来反击美国的重型轰炸机。他拥有新的战术、新的装备和新的理论。其中一个新战术是由几个曾与美国轰炸机战斗过数月的有经验的飞行员提出的，其中一个飞行员海因茨诺克（Heinz Knoke）还进行过实战验证，这个战术就是：由1架战斗机装上1枚重磅炸弹飞到美国紧凑的轰炸机编队的上方，投下这枚炸弹，让炸弹在编队中心爆炸。

Me-109G型战斗机可以装载4枚100磅的炸弹，或1枚500磅炸弹，或1个反步兵的炸弹架。诺克和其他几个飞行员之前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来计算这枚炸弹投下的速度和轨道，以便测试出当根据地勤人员设定好的掐断保险丝后炸弹剩余的时间里战斗机要飞到轰炸机上方多高位置投下炸弹时，炸弹正好能在编队中心爆炸。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是：Me-109型战斗机要飞行到B-17或B-24机群上方3000英尺处投下一枚100磅的炸弹，炸弹引爆有15秒的延时，正好可以在落到编队中心时爆炸。诺克的这个战术获得了德国空军高层的肯定，并进行了实弹检验检验是由一架Ju-88型飞机牵引着靶机进行的，检验也获得了成功。

在一次实战中诺克就曾用上了这个战术，他飞行到一个B-17机群的上方，投下了一枚500磅的炸弹，这枚炸弹恰好落在了一架B-17的机翼上，将机翼打了个粉碎，这架B-17立马坠向了地面。这个最初的成功被报告给了加兰德，接着另有个几德国空军的部队也装备上了这种炸弹以对付美国的轰炸机。但是这种新的战术还缺少更多的实战检验，不过在1944年2月22日晚上，加兰德还是给这些部队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在下次反击美国轰炸机的战斗中用上这个战术。

这天晚上，另一个战术是由暴风战斗机部队（Storm-Fighter）提出来的，这个单位是德国空军的一支精锐部队，由冯考纳茨基（Von Kornatzki）少校组建起来的。他们提出的战术是以日本的神风自杀战术为基础的，1943年底，前线的一些比较狂热的德国空军飞行员提出自己充当志愿者，驾驶战斗机去撞击美国的轰炸机，尤其是领头的轰炸机。但加兰德不太相信这种自杀式攻击方法的效果，所以他和冯考纳茨基少校建议暴风战斗机部队换别的攻击战术。而且如果用撞击的方法，德国空军的战斗机将迎战拥有密集编队的美国轰
 炸机群，而这些轰炸机的自卫火力将向任何试图接近他们的战斗机猛烈开火。

这些暴风战斗机部队的志愿者驾驶的是FW-190型战斗机，装备有4门20mm的机炮和两门30mm的MK-108型机炮，驾驶舱周围厚重的钢板进行了架固，用以保护驾驶战斗机接近B-17或B-24的飞行员，同时也能保护住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战斗机本身。这种防御战术看起来是能成功的，所以加兰德下令在每个空军联队组建类似于暴风的战斗机中队。但是自杀式撞击这个建议最终还是于2月22日晚上被加兰德否定了。

另外，加兰德还有一种强有力的武器，那就是Ju-88装备的21mm火箭弹。这种火箭弹的射程接近800码，比美国的B-17和B-24装备的自卫机枪的射程更远，也就是说可以在他们的射程之外进行攻击。但是这种装备新型武器的战斗机却经常遭到美国战斗机的拦截，当他们在美国轰炸机的射程之外慢慢盘旋准备发射火箭弹的时候，美国战斗机就扑了过来，而这种双发动机的战斗机体积较大，没有美国战斗机那么灵活，这样损失就大了。

此外，德国战斗机还有一种新式武器摇控炸弹。这种炸弹由德国重型战斗机携带，在美国轰炸机群上方投放，炸弹尾部有一根长而细的钢缆连接到战斗机，战斗机上的投弹手摇控它撞向美国轰炸机。此前这种炸弹曾用在准备驶往盟军控制的北非的意大利军舰上，并击沉了意大利的罗马号战列舰，这次德国人准备把他用来对付美国的轰炸机了。

德国空军的夜间战斗机部队中，经验最为丰富的是野猪联队（Wild Boar），这个联队是由德国空军中最勇敢和射击技术最好的飞行员组成，成员们都被要求做好参加昼间战斗的准备。

此外，还有一种秘密的导弹将被用上其实这是一种联合体式的飞机，一架Ju-88重型战斗机装满炸弹，由另一架Me-109战斗机在上钩住它，并拖带着Ju-88飞上天空，在距离美国轰炸机比较近的距离上释放Ju-88，让这架满载炸弹的飞机撞向美国的轰炸机。这种独特的设计原来是用来对付盟军的船只的，现在这些联合体式的飞机也已经做好了空战的准备。加兰德现在是用尽了所有可以用上的武器去抵御盟军即将发动的新一轮对德国本土的空袭，甚至他还想到了将俘获的B-17也派上去。

此时在英国的海威科姆，美国第8航空队指挥部里，杜利特尔正在研读着2月23日的天气预报，他的压力非常大。天气预报来自里克那儿，报告说第二天的天气将会很糟糕，这样第8航空队在次日将无法执行任务。他明白自己的部队很需要一天的休息去修理他们那些战损的飞机，机械师也需要去检查一下飞机的发动机。他也明白飞行员们由于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了，甚至已经到了极限。一份由航空队的外科医生送来的报告看起来正说明了这个情况，报告的内容是让人比较沮丧的，报告上说：许多飞行员、军官和军士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有一些是由于温度过低而被冻伤的；有一些是由于缺氧而生病的；还有一些得了高炮恐惧症；更多的则是已经过度疲劳了。


 但杜利特尔同时也意识到，持续对德国防御力量施加压力是很有效果的。因为如果他的轰炸机飞行员很疲劳的话，加兰德的战斗机飞行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并不想给德国空军以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们的飞行员得到休息，让战损的Me-109、FW-190飞机得到维修。

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天气情况确实很糟糕，整个英国都是阴天，所有的机场上空都覆盖着厚厚的云层，杜利特尔面临了更加难以决择的两难局面，最终只能放弃空袭计划。此时倒是在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没有受天气的影响，他们派出了108架重型轰炸机空袭了位于奥地利的斯泰尔沃茨哥沃克（Steyr Walzgerwerke）滚珠轴承工厂，摧毁了整个工厂的20%。

到了2月24日早晨，天气情况良好，杜利特尔又开始派出了庞大的机群去同时轰炸3个不同的目标：他决定继续对施魏因富特的滚珠轴承工厂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这是德国战争工业的重要支柱。他派出了第1轰炸机师的5个轰炸机联队去执行这个任务，防卫这个地方的是加兰德手下最精锐的战斗机部队；第2轰炸机师的3个联队去轰炸位于哥达的哥达货机制造厂（Gothaer Waggonfabrik A.G），这儿是德国Me-110型双引擎战斗机最重要的制造工厂；第3轰炸机师的5个联队去轰炸位于德国东北部图托、克雷斯（Kreising）和波兰波森（Posen）的FW-190战斗机制造工厂，罗斯托克被作为替补目标。这次第8航空队总共派出了867架轰炸机，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则派出114架轰炸机轰炸奥地利斯泰尔的戴姆勒-普赫（Daimler-Puch）飞机制造厂。

24日是最长的一周行动的第五天，杜利特尔的整个计划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意图竭力做到全面的成功。其中第3轰炸机师的5个联队将执行最重要的任务深入德国东北和波兰。由于距离非常远，以至于连拥有长航程的P-51型战斗机也无法提供这么远距离的护航。

这次行动中杜利特尔有一个大的冒险，那就是他派出的前去轰炸德国中、南部的第1、2轰炸机师的部队将先于第3轰炸机师出发，它们被德国人的雷达侦测到后，将吸引大部分的德国战斗机，这样将飞越德国北方的第3轰炸机师就不会遭到太多战斗机的拦截。

杜利特尔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所有参谋人员的赞成，在海威科姆的指挥部里，一些参谋认为如果将第3轰炸机师派到那么远的距离上去执行任务，而不给他们战斗机护航，那必将会发生一场空中大屠杀。但是杜利特尔坚持自己这个决定，拒绝作出修改。幸运的是，他对战斗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甚至连上帝也帮他的忙在第3轰炸机师航行的路线上正好是阴天，结果该师只遭到了很少的德国战斗机的拦截。只是在轰炸次要目标罗斯托克的时候，阴天阻碍了飞行员进行目视轰炸，幸好轰炸机携带了H2X导航设备，最后成功进行了轰炸。

第2轰炸机师尽管有战斗机部队的护航，但是在飞越英吉利海峡之后就开始遭到加兰德的战斗机的拦截，德国战斗机一群群地攻击他们，从飞往目标哥达的路上到返航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该师下属的由8个大队组成的239架B-24型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在从飞离英国之后
 就脱离了第1轰炸机师领头的B-17机群，单独组成了自己的机群，他们相信尽管和第1轰炸机师脱离了，但他们的机群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机群。尽管要在敌人的控制区飞行很长时间，但是他们相信能保持好自己，因为有战斗机给他们护航。可是第2轰炸机师的军官们万万没有想到，加兰德拥有一些秘密的武器装备，而在这一天德国人将在他们身上用上这些武器。

在第2轰炸机师飞越海峡进入荷兰海岸后不久，该师的罗杰贝茨（Roger Bates）中尉就看到在他们的编队上方有3架德国人的Ju-88。他看到由这3架飞机组成的编队离他们的B-24机群的水平距离越来越近，看上去德国飞行员将向他们的机群投下炸弹，因为之前已经得到过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说德国人会向轰炸机群投弹以炸散机群。但是德国人通常用来投弹的是Me-109型战斗机，而Ju-88飞机一般保持在B-24飞机的自卫火力的射程之外，利用自己机炮的长射程向他们发起攻击。但这一次的情况却与平时大不一样，贝茨甚至能看到Ju-88这种双引擎的飞机都快飞到他的飞机的顶上了。突然他头上的这架Ju-88不见了，他马上用飞机内的对讲机通知机尾的机枪手要他注意那3架Ju-88。几分钟过去了，机尾机枪手没有任何回音。突然机枪手传来了一声警告：Ju-88转了180度的弯，现在跟着我们的机群一起在飞，它们在我们上方800英尺的位置。

明白，继续监视它们。贝茨回答说。

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机尾机枪手再次报告了情况，但这次他的声音是那么的尖锐而刺耳：我不知该怎么来描述，6号轰炸机刚刚爆炸了，可是现在这片空域没有任何高射炮火，它怎么会爆炸呢？我的上帝，另一架5号轰炸机也爆炸了。

Ju-88在哪呢？贝茨马上问道。

就在我们飞机的顶上，它加速了，你？嗨，我看到这架Ju-88飞机上好像放下了一根电缆。

贝茨不想再听机枪手更多的情况报告了，他命令机枪手呆在他的岗位上盯住那根电缆，接着他通过无线电呼叫护航的P-51型战斗机派2架过来保护他，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B-24飞机，等待着P-51的到来。P-51来得很快，他们马上开火击落了那架正在放下电缆的Ju-88，见到这种情况，在B-24上方飞行的另外几架德国飞机马上掉头跑掉了。在德国人的这次攻击中，美国人损失了2架B-24及其乘员。很显然，这是加兰德在用他的秘密武器来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机。

第2轰炸机师的第2联队由B-24型轰炸机领头，在飞往目标哥达的半路上，由于领头机的速度不同，方向也与预定方向发生偏差，这个编队在越来越接近目标的时候离轰炸机师的大编队越来越远，他们整个跑到轰炸机师的前方很远的位置去了，并形成一个独立的编队。这种情况很快被德国空军的第1战斗机师发现，他们集中了所有可以用上的Me-109型和FW-190型战斗机，对第2轰炸机联队一路穷追猛打，而第2联队则不顾这些拦截全力向目标推进。


 第2轰炸机联队领头的大队是第389大队，该大队领头的B-24型轰炸机由于供氧系统故障，使得飞行员在缺氧的情况下失去了对飞机的理性控制，飞机顺时针转了个弯偏离了原来的航向。而机上的投弹手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头脑发了昏，在没有用瞄准器瞄准目标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投下了炸弹，跟在后面的第389大队的轰炸机不知道这个情况，也跟着投下了炸弹。所幸的是第2轰炸机联队的其他大队及时发现了这个错误，在飞到正确的目标上空后才投下炸弹。

第2轰炸机联队的第445大队在看到第389大队由于领头机的错误而偏离了正确的航线时，接替它担当起了领头大队的角色，并在正确的目标上空投下炸弹后按原定路线开始向英国返航。德国战斗机见状又调集部队过来对该大队进行猛攻，击落了该大队全部25架B-24型轰炸机中的13架，另有9架严重受损。与此同时，之前偏离航线的第389大队试图重新回到正确的航线上并与其他大队会合，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仍然是独立于整个大机群的，所以德国战斗机又扑了过来，击落了该大队的6架B-24。

第2轰炸机师的第14联队不幸被德国的第3战斗机师选上了。该联队在刚飞越到荷兰海岸准备前往哥达时，在德国人一波波攻击中，该联队下属的392大队的一架轰炸机就目击了德国飞机发射的特殊导弹。

该大队的哈罗德马丁（Harold Martin）中尉是名替补飞行员，他是在最长的一周行动开始前不久才加入该大队的。他发现前方有架Ju-88被一架Me-109拖挂着迎面飞来，他当时还不知道，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这架Ju-88上装满了高爆炸弹。只见Me-109在正前方一定距离处准确地释放出了Ju-88飞机，Ju-88飞机径直向着第382大队的机群飞过来。马丁以为这是一架有人操纵的飞机，机上的飞行员会用机炮或火箭弹攻击他们。但是让人吃惊的是这架Ju-88并没有开火，而是毫不犹豫地朝着B-24机群冲了过来，并且冲入了该大队一个在较低高度飞行的中队之中，结果这架Ju-88与一架B-24在半空中相撞爆炸了。几分钟后，马丁看到德国飞行员又从高空释放了几架这种致命的Ju-88飞机，直到护航的P-51赶到现场将德国战斗机驱走，才结束了这种恐怖的攻击。当天下午在返回英国的基地后，马丁向其他飞行员讲述了他看到的这种秘密武器的攻击，所有飞行员听后都不敢相信这些。

所幸的是这种新型攻击武器的攻击和德国战斗机的拦截并没有阻碍马丁和该大队其他飞行员执行对哥达飞机制造厂的轰炸任务。整个大队在2000英尺的高度将全部炸弹都投在了目标上，第14联队所属的第44大队也同样如此。制造厂差不多所有的建筑都被摧毁，靠东部的厂房则有一半以上被摧毁，哥达地区大部分的飞机制造厂都集中在这儿，所以被破坏得相当严重。但第392大队也是付出了不少代价的：7架B-24被击落，13架B-24严重受损。

就在第2轰炸机师在为轰炸哥达而奋战的时候，前往轰炸施魏因富特的第1轰炸机师也遇到了麻烦，但最早出现的麻烦是他们之前根本没想到过的一架叛变的B-17！许多参
 加最长的一周行动的美国轰炸机飞行员都没料到德国人早已经将缴获的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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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上了各种各样的用途。最初，这些被缴获的B-17只要是还能飞行的就都送到了罗莎里斯飞行马戏团（Rosarius Flying Circus）。这个德国空军单位专门接收在历次战斗中缴获的敌国飞机，该单位的飞行员经常驾驶这些缴获的飞机在德国和亲德国的国家上空飞行，以测试这些飞机的性能。稍晚时候，KG200大队成立，这个大队专门使用缴获的B-17来向盟军后方运送特工人员，这些B-17在飞到盟军后方之后，特工人员用跳伞的方式落地。特别是在远距离的投送上，这些被缴获的B-17使用得特别多。

使用这些缴获的B-17并不会对第8航空队的整个行动有多大的影响，但却能发挥特别的作用德国空军飞行员驾驶这些缴获的B-17飞机混入在飞行途中的B-17机群，并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不断通过无线电向德国空军战斗机指挥中心报告编队的飞行路线、速度和高度，这些亲眼看到的信息比起用无线电侦测得到的信息要准确和有价值得多。此外，这些偷偷渗入美国机群的B-17还可以适当地搞点小动作他们会偷偷摸摸地击落机群中的一架或多架B-17型轰炸机，而整个编队的其他美国飞行员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这些小动作。

第1轰炸机师的德特里克斯特恩（Detrick Stern）上尉在2月份之前曾在伦敦听英国军官详细介绍过德国的KG200大队的情况，但他没想到他会在随后的最长的一周行动中亲身遭遇到这些被德国人操纵的B-17。2月24日早期，他所在的部队正在飞越荷兰的恩斯赫德（Enschede）上空，斯特恩发现在他左边的地平线上有一个可疑的小点。

波吉（Bogie），9点钟水平方向。他警告他的乘员：警惕地盯着它。

斯特恩本人正忙于操作巨大的轰炸机，他要保持飞机在编队中的适当位置。但是每隔几秒钟他都会瞥一眼左边水平线上那个小点。在第1轰炸机师机群的上方，可以看到由P-47和P-51组成的护航机群在懒洋洋地飞着，显然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从北方慢慢靠近的那架单独的飞机。那个黑点越来越大，已经大概可以看出它的机翼和机尾了，但还是太远了，斯特恩无法辨认出它的型号。

那是一架空中堡垒。机腹机枪手通过机内对外系统报告说：一定是我们机群掉队的一架飞机想重新回到编队中。

斯特恩听到机枪手的声音中充满了笑意，显然他们都认出了那是一架B-17型轰炸机。几分钟后，斯特恩也差不多忘了这架独自飞过来的B-17，但他突然想起了之前在伦敦听英国军官说过的德国人驾驶B-17的事情。为了安全起见，他又看了一眼这个新来的B-17，它现在和编队保持一样的高度和速度一起飞行，它的飞行员似乎是想利用第1轰炸机师的自卫火力来保
 持他的飞机。但是这架飞机没有将大队、中队或是师的标志喷纷在机身或是尾翼上，而这是第8航空队的飞机通常的做法。不过斯特恩也知道由于最长的一周行动需要大量的飞机，所以有很多新抵达英国的B-17没有涂上标志。

他仍然在打量在这架B-17，直到飞机上的导航员报告说已经抵近目标区域了，并且红色指示灯已经亮了。这时，斯特恩已经不能再将注意力集中到这架陌生的B-17上了，他不能无视目标区的防空火力和即将到来的敌人的战斗机。他集中注意力控制住飞机的航线，慢慢接近目标上空，并尽可能地保持正确的轰炸路线。而就是这时，在航线右边的德国防空炮火发射的炮弹击中了他的B-17的左机翼。

三号发动机停机了，燃料喷洒出来了。机腹机枪手报告说。

斯特恩没办法，只得关掉损坏的发动机，为了不影响编队的其他飞机的投弹线路，他不得不从编队中脱离出来。他慢慢压低操纵杆将飞机慢慢降下来，并开始调头。在调头的过程中有段时间正好是机头面对着那架陌生的B-17，当他慢慢地缩短与这架B-17的距离时，却吃惊地发现这架飞机突然向内侧倾斜，灵活地拉开了两机之间的距离。

波吉，十二点钟方向！一名机枪手报告说。

斯特恩迅速瞥了一眼他所说的方向，只见一群德国战斗机径直朝着轰炸机编队飞来，而现在轰炸机群正在进行投弹，这正是B-17最容易遭到攻击的时候。他开始觉得之前他对那架陌生的B-17的怀疑是正确的：那架B-17是一架由德国人操纵的飞机，正是他指引德国战斗机过来的。他也明白这架德国人驾驶的B-17也会通知德国人的战斗机来攻击自己这架B-17，因为他的飞机现在只剩下3个发动机了，而且脱离了编队。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他没时间去验证他的这个判断了。

有4架FW-190在9点钟方向的高空迫近我们。顶部炮塔的机枪手报告说。

明白了，盯住那几架战斗机，同时也盯住旁边那架在中途加入我们机群的B-17，我怀疑它是由德国人驾驶的。

斯特恩没有时间去解释他的命令。他明白自己这一架飞机是无法抵挡这么多德国战斗机的攻击的，所以他迅速地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在德国战斗机飞行员看清情况之前，他将飞机一步步靠近旁边的那架由德国人驾驶的B-17，最后近得连两架飞机的机翼都上下重叠在一起了。斯特恩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德国战斗机飞行员投鼠忌器，为了不伤害自己人驾驶的B-17而不会对他的飞机轻易开火。

你这样做会撞上它的（指德国人驾驶的B-17）。机腹机枪手叫道。因为斯特恩将自己的飞机与那架B-17靠得太近了。

就在机枪手的声音通过机内对讲系统传过来的时候，斯特恩看到FW-190战斗机开始了第一次穿梭扫射。他又调整了一下飞机的方向舵，让自己的飞机更加靠近那架由德国人驾驶的
 B-17，近得自己的翼尖几乎要碰上那架B-17的机腹的窗户了。但德国人的战斗机看到这个举动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飞行路线，他们继续迎面朝着这两架几乎挨到一起的B-17冲了过来，看起来他们宁愿牺牲这架自己人驾驶的B-17来击落美国人驾驶的B-17。斯特恩平静地等待着FW-190机翼下的机炮向他和旁边那架B-17上的德国人开火，但是机炮并没有喷出火舌。只见FW-190呼啸着从他的飞机旁边冲过，并慢慢地向右边转过去。德国人并没有开火。

就在斯特恩和机组人员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的好运时，一阵急促的机枪扫射击中了机头投弹手所在的舱室，整个B-17颤抖起来。这是另一架B-17上的德国人在向他们的飞机开火。

一号发动机漏油了，顶部炮塔机枪手报告说：整个机翼都变黑了。

斯特恩马上看了下控制面板上的仪表，只见油压指针已经进入红色区域，动力指针也已经在零的位置了，看来冷却器被击中了。

关闭一号发动机。斯特恩命令道。

现在他的飞机只能依靠剩下的2个发动机来飞行了，同时斯特恩继续紧密地与德国人驾驶的B-17一起飞行，因为他有丰富的B-17驾驶经验，所以每次只要德国人的B-17一转弯，他也跟着转弯，因为他知道要想不被敌人的战斗机攻击，就必须与德国人的B-17保持这种亲密的距离。两架B-17就这样在彼此之间只相距几英尺的情况下，一起向右转、向左转，同时两架飞机上的机枪手们在这么短的距离上彼此用机枪对射着。

同时，斯特恩试图用无线电联系护航的美国战斗机前来支援，他命令副驾驶员用高频无线电联系P-51型战斗机。几分钟过去了，护航战斗机没有回音，因为他们那时正忙于保护主力轰炸机群完成投弹作业和完成轰炸后为返航而进行的调头动作。

副驾驶员终于联系上了两架P-51型战斗机，这两架飞机从高空飞下来帮助他们，斯特恩示意机组人员打出一发红色信号弹以便让P-51的飞行员能识别出自己。但是P-51很快被周围的FW-190型战斗机缠上了，一番战斗过后，一架P-51被击落，另一架被击伤它是被德国人驾驶的B-17射出的子弹击伤的。此时更多的P-51加入了战斗之中，他们经过多次努力，终于冲破了由近10架德国战斗机组成的对德国人驾驶的那架B-17的保护网，将那架间谍B-17击落了。

在安全了之后，斯特恩努力驾驶着只剩2个发动机的B-17往英国飞去，并在德国边境一个备选目标的上空投下了机舱中的炸弹，最后终于成功地飞回了英国。他根据自己在这场战斗中的经验，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对付德国人驾驶的B-17型飞机的办法和这种飞机的弱点，后来这些情报在下次任务前的情况通报会上向全体美国飞行员作了传达。

2月24日第1轰炸机师对施魏因富特的滚球轴承制造厂的空袭，其效果可以和1943年10月14日的那次空袭相媲美，但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总计238架B-17向目标区域近四分之二的范围内投下了约574.3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将4座重要的滚球轴承制造厂中的3座严重破坏。被
 直接击中的包括制造车间、储藏仓库和动力车间。第1轰炸机师中有一个编队的轰炸机由于目标上空有厚厚的浓烟的遮挡，将它们的炸弹误投到了一家果冻工厂和一家麦芽酒作坊上。整个行动使第1轰炸机师损失了11架轰炸机，但他们的机枪手声称击落了108架德国战斗机，虽然这个数字明显是夸大了的，但是足以证明这次空战的激烈程度。

2月24日这一天，在第8航空队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意大利的第15航空队也同时派出了轰炸机配合行动，甚至在晚上也在继续进行。这一天，特温宁少将派出了114架轰炸机去轰炸机奥地利斯泰尔的戴姆勒-普赫飞机制造厂，但这次任务有点小变动，在机群飞越阿尔卑斯山以北之后，有27架轰炸机从机群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编队，转往了南斯拉夫的阜姆港（Fiume）的炼油厂投下了高爆炸弹，而剩下的87架B-17则继续飞行到斯泰尔去轰炸这个主要的目标。

在轰炸斯泰尔的期间和返航的路上，这87架B-17同时遭到了加兰德的战斗机部队各种方式的攻击：4～6架单引擎战斗机的穿梭扫射；Ju-88从B-17自卫火力射程之外发射的火箭弹；Me-109型战斗机从机群上方投下的重磅炸弹；甚至还遭到了2枚遥控导弹的攻击。整个这一天第15航空队有17架B-17被击落，其中有10架就是轰炸斯泰尔的主力机群损失的。

2月24日这一天，美国人的损失是不小的：第2轰炸机师损失了33架轰炸机；第1轰炸机师损失了11架；第15航空队损失了17架。只有第3轰炸机师，他们去轰炸罗斯托克等在德国东北部的目标，尽管没有战斗机的护航，但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另外，还美国人还有10架护航战斗机在与德国空军的空中格斗中被击落，而德国空军则损失了37架飞机。

这一天在英国的海威科姆第8航空队指挥部里，气氛是高涨的。虽然这天损失的飞机和人员不算少，但是在仔细地研究了轰炸机群返航后的报告和侦察机拍摄的轰炸后效果的照片，并经过情报部门迅速评估之后，杜利特尔认识到加兰德已经用上了他能用的一切资源来阻击美国的轰炸机，但是他还是失败了。杜利特尔也注意到德国人使用了一些秘密武器，比如夜间战斗机、火箭飞机
［5］

 等。虽然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尽了最大努力和牺牲来阻止B-17和B-24，但都失败了。这一天是最长的一周行动中空战最激烈的一天，而且取得的效果也是不容质疑的。派出去的B-17和B-24都成功地、精确地轰炸了指定的目标，尽管有敌人的强力阻击，但他们大部分都成功回到了英国，虽然有损失，但损失比起最长的一周的前几次行动来说并不算高。不容怀疑，在这一天，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向德国空军展现了他们强大的实力，并向德国人表明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他们想轰炸的目标投下炸弹。

美国和英国的军官，其中不少是高级军官可能并没有海威科姆指挥部中的那些军官那样乐观，但他们对这天的战绩表示了肯定，希望这位勇敢的第8航空军的将军（指杜利特尔）可以再好好地干一次。








［1］

 被击落的飞机中有41架属于第8航空队，14架属于第15航空队。



［2］

 德国空军在白天的防空战中，原本是只是使用昼间战斗机部队，但后来为了弥补战斗机数量的不足将夜间战斗机部队的战斗机也调过来参加白天的防空战。



［3］

 此时德国空军确实已经捉襟见肘了，除了用上了夜间战斗机之外，在对付第15航空队方面还将设在奥地利的航空学校的飞行学员们派上了战场，这些学员在有经验的飞行员的率领下参加了对第15航空队的攻击。再补充一点，二战时奥地利一度是第三帝国的防空洞，因为这里地处欧洲中部，盟军的轰炸机一般到不了这儿，所以德国将很多工业设施和军事学校搬到了这儿，但现在这里也不那么安静了。



［4］

 这些缴获的B-17大多是在空袭德国过程中受轻度损伤而迫降在德国控制区，被德国人修复后又能重新使用的。



［5］

 在24日这种飞机并不成功，因为美国的轰炸机牢牢地控制住了飞行线路。






 第十二章　高潮


在最长的一周行动的第6天，也就是2月25日，战斗即将进入高潮。这一天，负责天气预报的里克宣布25号这一天整个欧洲大陆的天气将一片晴好，杜利特尔可以选择德国境内任何一个目标进行轰炸，而此时杜利特尔对他的轰炸机飞行员的轰炸精确性也充满了信心。不过一些军官认为杜利特尔可能会在这一天进行修整，或者选择几个比较容易攻击的目标进行轰炸，因为这样可以无损于他现在获得的荣誉和赞扬。当然如果他真是这么做的，那些军官是不会同意的，并会因此而责备他。不过经过5天的连续轰炸，航空队的人员也希望进行一次轻松点的任务，以缓解身上强大的压力，如果德国境内的目标可以选择的话，他们愿意选择优先级别较低的目标。

杜利特尔本人却和第8航空队的大部分人想得不一样，他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夺取欧洲上空的制空权，以便为跨越海峡的进攻做好准备。考虑到这一点，他和美国战术空军部队（USSTAF）经过协商，在欧洲的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红线，划分了各自负责的空域范围。这条红线让海威科姆第8航空队指挥部里的军官们看后都感到无比震动。这条红线显示，杜利特尔在完全控制住欧洲上空的制空权之前，不会在现在停下来去评估自己给加兰德施加了多大的压力。

他决定派出更大规模的空中部队去摧毁位于德国南部剩下的那些最重要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位于雷根斯堡的梅塞施密特飞机制造厂；位于奥格斯堡的梅塞施密特母公司的工厂；位于斯图加特（Stuttgart）的V.F.K滚珠轴承制造厂，和同样位于该城的巴赫曼-冯布卢门撒尔（Bachmann-Von Blumenthal）工厂，这家工厂制造的是Me-110型飞机的重要零件。同时第15航空队也将从意大利派出飞机去轰炸位于雷根斯堡普鲁芬宁（Prufening）的梅塞施密特飞机零部件加工厂。这样两个航空队将从英国和意大利总共将派出近1300架轰炸机，
 这是美国陆军航空队在同一天对一个地区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轰炸行动。总计有1000架战斗机将为这支庞大的空中舰队护航。

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数量更为庞大，这些人包括了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经过这一周顶着高压的持续作战，机组人员在身体上都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精神上的正常与不正常的分界线。而这个临界点通常都难以被航空的外科医生和指挥官们发觉。在25日这一天，最长的一周行动将开展最后一次行动时之前，至少有两个秘密是从来没有在官方文件中被提到的，但是通过经历过这些行动而幸存下来的飞行员和官军的回忆却能知晓其中的一些内容。其中一个秘密就是处理空中堡垒上的疯狂的机枪手。

2月21日，第3轰炸机师下属的第100轰炸机大队的一名外科医生被通知去海威科姆检查一个死亡的机枪手的尸体，这名机枪手是在随所在的轰炸机在当天完成了对不伦瑞克的空袭返回英国的基地后，被发现死在自己的机枪手岗位上，他是被50倍口径（12.7毫米）机枪的子弹击中而亡的。50倍口径机枪是B-17型和B-24型轰炸机上标准的配备，而德国战斗机的机枪不是这个口径的
［1］

 ，因此可以肯定他是被己方的轰炸机上的机枪射出的子弹击中的。这其实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中并非不可能，当轰炸机群深入德国的时候，面对着成群的德国战斗机，轰炸机上的机枪手经常会紧张和慌乱，他会向任何靠近他的飞机扫射，这样横扫出去的子弹就有可能击中自己的飞机，击中飞机上的自己人。所以这个事件最初被认为是个意外事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在接下来的3天里，又陆续接到报告称发现机组人员被50倍口径机枪击中而亡，事情变得似乎不是那么简单了。到了24日第3轰炸机师在飞越目标上空时，机上的投弹手被发现死于从另一架B-17上射出来的子弹。而此时整个轰炸机编队并没有遭到敌人高炮火力或者战斗机的拦截和射击，因此可以怀疑是机群中某一个丧失理智的机枪手开枪造成的。

该师的外科医生在一次碰头会上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可能是轰炸机上一名机枪手由于经受不住连续高强度作战的压力而丧失了理性，在精神错乱后的一种表现。医生们也认为这名机枪手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做什么，这只是他在激烈战争中临时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错乱。因此24日晚上，该师的每一名飞行员都被命令召集机上的其他乘员（轰炸机上的飞行员相当于机长），向他们说明这件事件的情况，并警告每一名机组人员不要有类似的举动。不过，很自然的，每一名飞行员都否认他的机上有这么个疯狂的人员。

其中该师下属的第95大队的一名老资格的飞行员也在与师参谋人员的会面时否定了他的机上有这样疯狂的人。但是当第二天，也就是2月25日，他的B-17在飞越敌人控制的海岸线时，突然听到机上有机枪手在开火。他透过驾驶舱左边的玻璃窗，并没有看到任何一架敌机在靠近他的飞机。他问旁边的副驾驶员透过右边的玻璃窗能否看到敌人的战斗机，副驾驶员
 看了看后摇了摇头，他也什么都没看到。

是谁在开火啊？他通过机内对外系统问道。

一名机腹机枪手报告说是机底的球形炮塔上的机枪手在开火。这名机枪手是飞机上最勇敢的机枪手，而机底的炮塔则是整个飞机上最危险的位置，因为人呆在这个球体之内仅依靠3英尺厚的玻璃来保护。这个机枪手在战前是西维吉尼亚一名矿工，他呆在这个危险的战斗岗位从飞机起飞到降落，一直全力保护飞机免遭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并且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危险。

球形炮塔机枪手，你在朝什么目标开火啊？困惑的飞行员向他问道。

机枪手没有马上回他的话，而是继续在开火射击，最后传来了一个紧张的声音：敌人就在我们后面，你们没看到吗？看，他们现在就在那儿。

飞行员在快速检查之后，发现那是一架飞过来填补他的飞机左后方编队空缺的B-17，而球形炮塔机枪手却将他看成了敌人的飞机，可能他就是那个上级要找的疯狂的人。飞行员觉得如果依机枪手现在的精神状态再这么开火的话，有可能打死那架B-17上的人员，更有可能被那架飞机打落。所以他马上将飞机飞离了编队，在距离编队左边1英里的地方与编队保持同样的高度飞机，他希望在解决了这个疯狂的机枪手的问题后再回到编队之中。此时，他的这架B-17独自在敌人的控制区上方飞行是很容易引起德国战斗机注意的，所以必须马上解决掉机枪手的问题，以免惹出更大的麻烦。但当大家来到球形机枪塔的舱口时，却发现要把他拖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机枪手一个人呆在球形炮塔中将炮塔的旋转电机开到最快，整个炮塔不停地旋转，其他机组人员根本无法近身。而飞行员在这时也有点紧张了，他打算切断电源系统以便让炮塔停止转动，好把机枪手从里面拖出来。但他的这个主意太冒风险了，因为飞机上许多设备的运转都需要电力供应，如果电力被切断了有可能会酿成更大的灾难。

当他正在考虑用另一种办法将机枪手拖出来的时候，德国人的攻击开始了。有4架FW-190向他的飞机发起了攻击，B-17有2个发动机很快被打坏，他不得不关闭了这2个发动机。当德国战斗机进行第二波的扫射时，位于无线电室上方的为救生筏充气的电缆被击中，进而影响到了垂直尾翼上方向舵的控制。

此时飞行员已经很难控制住飞机了，特别是要转弯的话更是要费很大的劲。他明白这是在他的飞机失去控制前最后的逃生机会了，所以他命令全体跳伞逃生。但是不幸的是，当机上的人员准备跳伞的时候，有2架FW-190战斗机呼啸着从B-17旁边冲过去，显然如果在这个时候跳伞的话，那简直是送死。

就在这一刻，处在球形炮塔中的疯狂的机枪手开始向任何企图接近B-17的飞机开火。他已经不管来者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都统统照打不误，幸而这时逼近B-17的正好是2架FW-190。他射出的子弹击中了领头的那架FW-190战斗机的驾驶舱，里面飞行员显然受了伤，据
 事后幸存下来的机组人员回忆，领头的那架FW-190被击中后突然剧烈地转向，并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了跟在后面的那架FW-190，两架德国战斗机相撞后发出剧烈的爆炸并双双坠向地面。

这给了机上人员迅速逃离已经严重受损的B-17的机会，他们一个个地跳伞出去，只剩下飞行员和球形炮塔中的机枪手。飞行员在驾驶舱中努力在飞机最后可以被控制住的时间里将机身保持平稳，在确定其他人员都跳伞之后，他也背上了降落伞包，并准备在飞机开始失控盘旋之前释放操纵杆，从机首上方的舱门跳伞出去（这个舱门平时是驾驶员们登机用的）。就在他释放操纵杆之前，想起了球形炮塔中的战友，他通过机内对讲系统喊话道：球形炮塔机枪手，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飞行员没有听到回音，但他知道自己只能在这架燃烧的飞机上停留很少时间了，所以他打开了机首的舱门，就在这时，从耳机里传来了一声可怜的声音：我的上帝啊，我都做了什么啊？

这是那个球形炮塔机枪手的声音，他似乎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了。

我想是我干的，但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正在射击的是另一架B-17，我不该射击它的。

飞行员试图让他相信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的，而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情况就是马上跳伞，但机枪手此刻意识到自己可能就是那个在前几次任务中向自己同胞开火的那个疯狂的机枪手，也是所有人正在寻找那个疯子，所以他拒绝跳伞。

飞行员又在燃烧的飞机中停留了一段时间，但到了最后一刻，飞机已经开始失控旋转了，他不得不跳了出去。由于他晚跳伞了近4个小时，所以跳伞的地点位于英吉利海峡上空，他落到了海峡的水里，最终被英国人救起，而在他之前跳伞的那几名机组人员都落在了德国人控制区成了俘虏，而机上的球形炮塔机枪手死亡。其实他就是那个所谓的疯狂的机枪手的事实后来并没有在第8航空队流传开来，在海威科姆第8航空队指挥部里军官们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后决定给予这种机枪手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的生命让他为自己之前的行为赎罪，而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2月25日这一天的行动是非常成功的。第8航空队将炸弹全都投在了目标上，并且几乎都是精确命中目标。轰炸过程中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经历了可怕的、密集的高射炮火，机上球形炮塔中的机枪手更是在艰苦而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作战。第1、2、3轰炸机师给德国人飞机制造厂特别是对雷根斯堡和奥格斯堡两个地区的飞机制造厂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雷根斯堡是Me-109型战斗机的制造中心，杜利特尔希望他的重型轰炸机能彻底终结这里的战斗机制造能力，因为从这个月开始，这个目标已经让美国人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这一天，第15航空队也派出了大批轰炸机部队去完成从22日就交付给他们的任务，这个目标完成得可不轻松，因为直到最长的一周行动的最后一天，目标地区仍然有大量屹立在那儿并保持正常
 生产的工厂。第8航空队在这天对雷根斯堡的2座重要的飞机制造厂进行了空袭，轰炸过后整个生产区所有的建筑都被严重破坏，制造能力也被严重摧毁。根据战后缴获的德国工厂记录显示，在1944年1月的时候，德国飞机制造能力为每月435架飞机，到了3月下降为每个月135架，这就是轰炸造成的直接后果。而雷根斯堡的飞机制造厂在2月25日被第3轰炸机师轰炸过后，更是用了4个月的时间才恢复生产能力。

第1轰炸机师同样也对位于奥格斯堡的梅塞施密特工厂造成了严重破坏，投下的高爆炸弹将三座主要的厂房摧毁了，工厂的产量减少了35%。一些价值极高的很难替换的重要机器设备被摧毁，仓库里储藏的近四分之三的原料被摧毁。而第2轰炸机师则将菲尔特（Furth）的飞机制造厂和附近机场上停放的飞机摧毁了一部分，这些都将让希特勒的军事工业倒退好几步，并有力地帮助了盟军日后的登陆行动。

第8航空队在25日的行动充分证明了在前一天，也就是24日，杜利特尔像预计的那样完全控制住了欧洲大陆上空的制空权。面对上千架轰炸机组成的美国空中舰队浩浩荡荡杀入德国上空，德国空军只击落了区区31架轰炸机，而剩下的大量美国轰炸机将炸弹投到了一个个重要目标上。这次行动的成功，还要归功于长航程的P-51型战斗机的全程护航，航程较短的P-38型和P-47型战斗机则在轰炸机群进入德国领空和返航时担任护航任务，这些因素共同促成美国陆军航空军可以横行于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的上空。

而第15航空队可以就非常不幸了，由于该大队缺乏远程战斗机的护航，该大队只装备有P-38型战斗机，而P-38的航程根本到不了雷根斯堡，所以在执行远赴雷根斯堡的轰炸行动时，P-38只能先送轰炸机群一段距离，在燃料快耗尽时就返航，留下轰炸机群独自去完成剩下的航程，然后在轰炸机群完成任务返航时再在指定地点接应，而德国空军就抓住了这个致命点，在P-38离开后一通猛打，使得轰炸机群损失惨重。就在第15航空队将远程轰炸机都派去雷根斯堡的时候，该航空队其他一些短程轰炸机只能轰炸一些近距离的目标，比如在南斯拉夫阜姆港的火车站和货运码头、扎拉（Zara）的港口、意大利波拉（Pola）的仓库、策尔（Zellam-See）的铁路线，还有格拉茨-塞勒霍（Graz-Thalerhot）附近的飞机场的跑道。在25日这一天，当第15航空队将全部176架轰炸机派去轰炸雷根斯堡时，其他的近400架其他类型的飞机只能轰炸这些近距离的目标。

2月25日这一天，德国第7战斗机师的指挥官胡特少将在他位于慕尼黑附近施莱斯海姆（Schleissheim）的地下指挥部中阅读着美国轰炸机群迫近的报告。他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有两个美国轰炸机部队在同时逼近雷根斯堡，一个是正从西面逼近的美国第3轰炸机师，另一个是从南面逼近同一个目标的第15航空队。而他手中的战斗机数量只能够应付其中一支部队，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了将战斗机用于打击从南部过来的第15航空队，因为这些轰炸机没有战斗机全程护航。在作出了这个决定后，德国空军马上出动去迎击第15航空队的轰炸
 机，他们总共击落了33架轰炸机，这个数字几乎占了第15航空队这次出动轰炸机数量的五分之一，损失相当大。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当德国人集中力量迎击第15航空队时，从西部而来的第3轰炸机师成功轰炸了雷根斯堡。

这一次，第15航空队遇到了德国战斗机压倒性力量的攻击。不过，尽管遭到了猛烈的阻击，但轰炸机群还是顽强地向目标雷根斯堡推进，在这个过程中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经受着他们之前从未遇到过的地狱般的考验。这一场空战的激烈程度是那些参加了二战、昼间轰炸行动、最长的一周行动的美国轰炸机飞行员之前从未经历过的。当这些机组人员遭遇到了之前从未碰到过的如此猛烈的高射炮火，这让那些新兵甚至是有些战斗经验的老兵都无法忍受，精神几乎要崩溃。由于没有战斗机护航，轰炸机几乎将它所有的弱点都暴露在敌人的防高炮火和战斗机的攻击下，机组人员几乎是蜷缩着躲在轰炸机里。在这种背景下，飞机上发生了许多幕奇怪的事情，这些怪事可能也是机组人员精神上的一种过激反应。这就是2月25日第15航空队在执行空袭雷根斯堡时经历的类似悲剧的一幕。以下就是该航空队一架B-24轰炸机的新任副驾驶员对2月25日的空袭所进行的详细描述：

这次是我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我是作为副驾驶员与中尉（名称略）一起驾驶轰炸机，他是一个已经执行过好几个月任务的老兵，他在第8航空队和第15航空队都当过飞行员。在我们的机群起飞并完成编队之后，在飞越阿尔卑斯山的过程中一直都很顺利，中尉将飞机一直开得很平稳。当我们这个中队的领头机由于发动机故障而中途退出任务时，中尉马上架机填补了他的空缺，充当起领头机的角色，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一丝的犹豫。当我们接近雷根斯堡的时候，敌人的防空高炮和战斗机立即向我们的机群发动了攻击。我注意到中尉这时的状态有了改变，他不再回答我通过内部对讲系统提出的任何问题，而是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只顾着驾驶飞机。这是我头一次参加战斗，我是一个新手，对于大队来说更是一个新兵。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尉在这个月的月初由于战斗导致神经紧张而暂时进入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他也是在今天刚刚重返战斗岗位的。因此，对于和他共同完成这次任务，我并没有作好准备。

这时，我们的飞机遭到了两架Me-109型战斗机的攻击，中尉突然操纵轰炸机来了个猛转弯，脱离了轰炸机群的编队或者他正在试图脱离编队。我们这个中队中后面的轰炸机被他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莫明其妙，但随后也跟着他做出了同样的动作，这样一来我们整个编队就完全从轰炸机群中脱离出来了。我试图弄明白为什么中尉会做出这样的动作，为什么要脱离机群。这时我听到了飞机起落架释放出来后在空气中生产的摩擦声，低头一看，原来中尉已经将释放起落架的开关打开了，在我能阻止他继续这样做之前，他还将副翼放下了一半，并通过内部对讲系统高声向机组人员喊话，要机组人员马上跳伞活逃生。

就在这时德国战斗机又从我们飞机旁边飞过，中尉又通过对讲系统向乘员喊话说：不要向德国战斗机射击，并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向他们射击，他们就会允许我们跳伞并在这个过程
 中不向我们开火。可这时我们的飞机被没有被打伤，机上也没有受伤的人员，没有理由要在现在跳伞啊。我觉得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让中尉作出了这个激进的决定。

这名军衔是少尉的副驾驶员继续解释说：当中尉看了看飞机下的情况，发现飞机现在是处于德国乡村上方四英里的位置，所以就没有继续叫嚷要大家跳伞，而是继续驾驶B-24向前飞行。就在中尉做出那个让大家不解的决定几分钟后，顶部球形炮塔的机枪手离开自己的岗位，来到了这个副驾驶的身边，警告他要注意中尉的举动。

顶部机枪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要我接过对飞机的控制权，中尉现在又开始精神失常了。他的话让我的思维为之一震，在我为之吃惊时我也马上去抢夺中尉手中的操纵杆。但我根本无法拉动控制杆，因为中尉的手死死地抓牢了它，我甚至都无法把他的手指从上面挪开一英寸。看到我遇到了困难，顶部机枪手马上过来帮忙，他一把勒住了中尉的脖子，以便将他从座椅上移开，机枪手勒得很紧，几乎要将中尉勒得窒息了。但这样一来，中尉彻底地疯了，他抡起右手疯狂地敲打机枪手的头部，在扭打的过程中中尉将机枪手的氧气面罩上挂着的氧气罐打了下来，失去了氧气的机枪手开始大口地喘气起来，很快就昏迷了过去。就在中尉将机枪手制服的时候，我已经将操纵杆从他手中抢了过来，将操纵着飞机飞到了主力轰炸机群的下方，这样当德国战斗机要攻击我们的飞机时就会得到整个机群强大自卫火力的保护了。可是不幸的事又接着来了，我发现如果这时轰炸机群就快接近目标区域上空了，如果它们打开炸弹舱投下炸弹的话，那么处于编队下方的我们这架飞机就会被炸弹直接砸中的，所以我马上又让飞机向编队的右边飞去，希望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让希望几乎落空了。已经争脱了机枪手的中尉又一把抢过了控制杆，并不顾一切地要夺回对飞机的控制权。但是副驾驶员的速度更快。当他看到中尉已经解开了安全带并准备跳伞时，他一把又将控制杆拉了上来，由于飞机在当时正在急锐下降，而副驾驶由于用力过大，使得飞机猛地一震，中尉被从座椅上甩了出来，然后他的头重重地撞到了驾驶舱的顶部，然后又一屁股坐回了座椅。当他头脑还没从撞击中清醒过来时，赶过来帮忙的一名机腹机枪手一把将他拽出了座椅，将他压到驾驶舱的地板上，用降落伞绳将他捆住了。接着机腹机枪手找来了另一个氧气罐给顶部机枪手换上，让他恢复了过来。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任务仍然要执行，我试图带领已经脱离了编队的这个中队的飞机又回到编队。这时我的飞机的三号发动机被一架FW-190打坏了，并冒出了火焰，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将火焰控制住了。最后我们这个中队成功地与主力编队会合了，而之前一起围着我们这个独立的中队攻击的德国战斗机也不再攻击我们了，但他们并不准备飞走，而是把整个编队的轰炸机都当成了攻击目标，因为某种原因，整个编队并不紧密，所有的飞机几乎是散布在天空上的。我们很幸运，随后的过程包括返航还算平静，虽然失去了1个发动机的动力，但还是飞回了基地上空。在降落时，被捆在地上的中尉拼命地要争脱捆着他的降落伞绳，机腹
 机枪手又用另一根绳子将他的手给绑住了。在中尉彻底失去重新控制飞机的希望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飞行高度已经太低了，降落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我通过对讲系统喊话说要所有人员准备跳伞，不过最后得益于机枪手们的帮助，我还是成功地将飞机降落到了地面上，落地后一名外科医生马上接走了中尉。

疯狂的中尉后来得到了治疗，并被调离了战斗飞行的岗位。在这件事过后之前如果某位飞行员由于紧张过度而修养一段时间之后，一般还是会重新回到战争岗位现在这类事件又被重新进行了研究，研究后认为这样做并不利于大多数飞行员身体和精神的恢复。这件事就充分说明了很多被认为是已经被治愈了的飞行员，在重返战斗岗位后经常会有失常的表现，进而危及到机组人员和整个编队。

1944年2月25日的行动结束了，一股低气压覆盖了西欧和中欧的上空，天气又开始变得糟糕了，最长的一周行动也就此落幕了。








［1］

 德国战斗机机枪或机炮口径一般是3cm、3.7cm和5cm。






 第十三章　结局


最长的一周行动的效果到底如何，这个问题曾被参加过这个行动的人和没参加过这场行动的历史学家们争论了很久，参与这场争论的还有德国的军事专家，如艾伯特斯皮尔
［1］

 （Albert Speer）、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官员，他们曾参与制定1944年2月美国轰炸机部队的一系列行动。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意见，但在某些方面的意见还是一致的，比如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从1944年2月20日到25日总计有来自第8和第15航空队的3300架轰炸机参加了对德国境内目标的空袭，这些轰炸机总共投下了近10000吨炸弹，这与过去一年中第8航空队投下的所有的炸弹量相当；美国轰炸机群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但比起之前杜利特尔所估计的数字还是要低一些。

在最长的一周行动前，美国军方估计行动中每一天的损失大概是200架轰炸机，不过事后的统计要大大低于这个数字，每次的损失约占出征飞机数量的6%。而人员损失一直没有具体的数字，据估计约有2600人阵亡、失踪或严重受伤。另外为了给第8航空队护航，派出了近2500架次的战斗机；为了给第15航空队护航，派出了近500架次的战斗机，在整个最长的一周行动中，战斗机只损失了28架。

在讨论最长的一周行动给德国空军和德国的飞机工业究竟造成了多大影响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一个因素，那就是对手德国空军的反击力量，这也是造成许多人持不同意和观点的重要原因。

关于对德国的空中力量的影响，像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这样的学者持有一种很极端的观点，这种观点极力贬低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在最长的一
 周中的作用，认为这次行动的一系列空袭对于德国飞机制造厂的生产能力影响很小，这些行动只能说是二、三流的水平。其实这种观点是很容易就可以被驳倒，只要看一看最长的一周之后的几个月份3、4、5、6这几个月，第8航空队都牢牢地占据着欧洲上空的制空权，当盟军在欧洲登陆时，德国空军只能向盟军登陆部队发动一些二、三流的反攻，就可以看出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加尔布雷斯和支持他的观点的人也是有自己的理论依据的，他们的依据来自于二战结束后美国战略空军部队对于德国1944年飞机制造量的调查，经过对这一年德国飞机制造数字的精确计算，可以看到在最长的一周行动后，德国的飞机产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了，右表列示的就是美国战略空军调查得出的数据：

表13.1中的数字都充分地支持了加尔布雷斯的观点，但是从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缴获的德国空军最高机密的官方文件则对这些数字作了另外一种解释：由美国战略空军部队统计出来的数字并不全是新生产出的飞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修复的战损的飞机。德国空军的这份文件对1944年同样月份的作了如表13.2所示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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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张表可以看出，德国空军的数据战略中新生产的与修复的两项的合计与美国战略空军统计出来的月重量很相近，可以看出美国人是将修复的飞机当成了新生产的飞机了。

另一个观点以罗斯托（W. W. Rostow）提出的，而这个观点与加尔布雷斯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最长的一周行动对于几个月之后的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是在综合了德国方面的资料和美国战略空军调查出的那份可能被误导了的资料得出来的。他关心的问题是生产出来的数量并不能与德国空军使用的数量划上等号，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指出1944年生产出来的飞机中有多少被移交给了德国空军，而在最长的一周之后德国空军的战斗效率并没有得到极大的提高。事实上德国方面的资料指出帝国航空队（Luftflotte Reich）德国空军集中用于保卫德国土本反击美国轰炸机的部队，在1944年实际接收到的单引擎战斗机数量如表1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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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右表中的数字来看，很明显帝国航空队接收的用来保卫德国本土，并与第8和第15航空队作战的飞机数量在下降，这是为什么呢？
 之前的数量都显示飞机产量在上升啊！

对于这个矛盾，唯一的回答就是德国空军在最长的一周行动中损失了许多优秀的飞行员，并且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结果就造成了新生产出来的飞机无人来驾驶的状况。至于在最长的一周行动中德国空军究竟损失了多少飞行员，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是从加兰德在1944年作的一份报告中可以进行一下推测，他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从1944年1月到4月，我们的昼间战斗机飞行员损失了超过1000名，他们中包括我们最优秀的中队、大队甚至是联队指挥官，敌人的每一个空中入侵都会让我们损失近50名飞行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手中的武器会崩溃瓦解的。

造成德国空军这么大损失的，不仅仅是美国陆军航空队拥有优秀的远程护航战斗机P51野马式，还由于轰炸机上机枪手们精确而顽强的射击。每次任务完成后，机枪手们都会宣布出越来越高的战果，但是在一片混乱的空战之中，有许多战果是被重复计算了的，根据德国人的数据资料可以很轻易地驳倒机枪手们的辉煌胜利，这些数据还显示德国空军并没有在最长的一周行动中被击倒。那么完全摧毁德国空军显然是1944年2月之后的事情了，因为到了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虽然德国空军偶尔还能出现一下，但基本上已经从空中消失了。

许多人相信最长的一周的空战让德国空军损失了许多飞机和飞行员，这些比起轰炸的目标，比如飞机制造厂意义还要大些。其实不全对，最长的一周行动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但这个意义是对于德国人的，那就是给他们敲响了要彻底重新组织并安排德国飞机制造的警钟。

在1944年2月23日，希特勒的军工生产部长艾伯特斯皮尔在病房里接受了空军元帅艾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的探访，米尔希是戈林元帅指派的全权负责空军事务的代理人。米尔希告诉斯皮尔，美国的第8和第15航空队已经集中力量来攻击德国的飞机制造工厂了。根据他得到的统计资料，飞机产量已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其他某些与飞机制造相配套的零部件下降得更快。经过这次在病房里的会晤之后，决定由斯皮尔全权接管飞机制造的事务，而不管戈林元帅对此有任何的异议，斯皮尔本人对这项任命也表示接受。他马上委任卡尔绍尔（Karl Saur）来掌管这项工作，并且马上将德国的飞机制造工厂进行疏散，以便让工厂更加难以遭受轰炸。但是要让疏散后的工厂发挥效率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疏散过程中还会造成德国的飞机制造量暂时的下降，虽然有这种下降，便但于应付日后盟军的登陆是值得的。而对于疏散工作来说，德国交通运输是相当重要的，而交通运输线又是最容易遭到美国轰炸机攻击的，在疏散行动开始后，最长的一周行动还是在轰炸工厂这些目标，到了最长的一周的后期美国也意识到了德国人的疏散工作，所以后期的几次空袭行动都加入了空袭交通运输枢纽的目标，这些对交通运输枢纽的空袭才是对打击德国飞机制造至关
 重要的。

在最长的一周行动结束之后，到诺曼底登陆之前，这项行动的显著效果开始显现出来。1944年3月4日第8航空队首次在白天对德国首都柏林进行了空袭，拉开了一场新的行动Big B（B就是指柏林Berlin）。这场行动暗示杜利特尔充分相信他的轰炸机部队可以轰炸到欧洲大陆上的任何一个目标，当然必须要是在轰炸机航程之内的。在3月份，第8航空队一口气轰炸了柏林5次，这是欧洲大陆上空空战的一个显著的转折点。发生在3月的这些行动充分证明了在最长的一周行动之后，德国空军已经失去了欧洲大陆上空的制空权，从这个时候开始德国空军给杜利特尔的航空队所造成的损失开始急剧下降。

3月份开始，第8航空队除了继续空袭柏林之外，开始为即将开始的登陆行动作准备，开始轰炸一些之前从未触及过的目标，比如雷达工厂、轻合金工厂，还有生产氧化氢的化学工厂，这种工厂是为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生产燃料的。再晚些时候，第8航空队和第15航空队开始在德国控制的欧洲上空寻找并摧毁炼油厂，这对于德国的军队来说是真正致命的，因为他们将没有燃料以供作战。

斯皮尔有一次对他的一个朋友说：我已经看到了战争结束的征兆，因为每当我躺在那张并不怎么舒服的床上时，就可以看到美国第15航空队的轰炸机从意大利的基地起飞，越过阿尔卑斯山来轰炸德国的工业目标，而此时天空中没有一架德国的战斗机。

这些都是最长的一周行动取得成功的最好证明。

对于杜利特尔的轰炸机部队给德国空军和飞机制造造生的甚大影响，没有人比阿道夫加兰德更清楚了。在最长的一周行动之后，他只能无助地望着天空中的B-17和B-24轰炸机去轰炸德国的炼油厂、V1、V2飞弹发射基地、化学工厂，甚至首都柏林。虽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手中都握有大量的战斗机部队去保卫这些重要目标，但在最长的一周之后这种保卫所能起到的效果却日益降低。他预计盟军已经在筹划登陆行动了，但是他能作出的反击却微乎其微，德国空军的部队已经没有能力在他们各自的防区里阻止盟军的登陆行动了。比如驻扎在荷兰的第3战斗机师战斗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80至100架，而根据加兰德的统计在所有战线上德国空军拥有的各种类型的飞机数量为3200架，这其中可以用于作战的只占40%。

当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加兰德尽了最大努力将用于德国本土防御的战斗机部队运往盟军登陆的地区作战，但是这些部队力量太小，来得也太迟，在战斗中的损失也太大了。在前线，盟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打败了他的战斗机部队。

加兰德将他的部队与盟军空军所发生的空战称为丛林战（Jungle Warfare）。每一次当他的战斗机准备从伪装得很好的机库中升空作战的时候，美国战斗机就会呼啸而至，将这些准备起飞的德国战斗机一架一架地逐一击落。之后，加兰德将他的战斗机中队转移到森林里，
 而美国的轰炸机部队则对任何可疑的森林地区进行地毯式的轰炸，投下大量的高爆炸弹，摧毁了隐蔽在森林中的德国战斗机。就算德国战斗机能侥幸升到天空中，他们也会遭遇到数量上远远超过他们的盟军战斗机，通常很快就被击落了。有时候飞行员可以在空战中幸存下来，而有时候则不行。在盟军登陆后2个星期里，德国空军基本没有对登陆部队发起过任何象样的攻击。

看到这种状况，加兰德决定将他剩下的战斗机从前线撤下来，撤到国内去保卫德国本土，并尽可能地补充他们的装备损失，让人员得以休息，空缺的飞行员则用飞行学校的学员来弥补。他作出的这个决定可能是一个大的错误，但加兰德有他的理由，他认为在盟军登陆后，杜利特尔的第8航空队会用于支持地面部队在前线的战术轰炸，而不会深入德国本土进行战略轰炸。

但是在伦敦的盟军高级将领却不像加兰德所预想的那样，他们坚持要继续对德国本土进行轰炸，而且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对此表示同意。这对于加兰德的战斗机部队来说是最后一个巨大的灾难，当第8航空队轰炸机群再次出现在德国上空时，剩下的德国战斗机部队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除了偶然几次在与轰炸机群的战斗中取得了较大的战果和1944年底的突出部之战中的底板行动之外，加兰德的战斗机部队已经不再是一支有生力量了。

1945年1月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是加兰德的作战理论是否正确。会议被戈林所主导，在会上他听到一些军官建议将Me-262不再作为轰炸机生产，而是转为战斗机来生产，这个主张是加兰德多个月来一些在反复强调的，也是与戈林的希望所背的。几天之后，加兰德被德国空军的人事部队召见，并被告知戈林元帅怀疑他密谋叛乱，所以他被解除了战斗机部队指挥官的职务，并命令他马上离开柏林。

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加兰德被授权指挥一个精锐的喷气机部队，这个部队装备的全是Me-262型喷气式战斗机，而且是独立于德国空军其他单位的。官方给予这个中队的名称是JV44，但是它众所周知的名字是尖子中队（Squadron of Experts），因为中队中的飞行员都是加兰德利用他的影响力召集过来的战果赫赫的王牌飞行员。但是这个精锐中队组建得太晚了，对于战争结果起不到决定性的影响。

在1945年4月26日，加兰德率领JV-44进行了他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次战斗任务。这次是在诺伊堡（Neuburg）上空攻击一支美国B-26劫掠者式（Marauder）轰炸机群，加兰德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将是他战斗生涯的终结。当他的Me-262在一次穿梭扫射中击落一架B-26之后，准备进行第二次穿梭时，他的飞机被一架P-51型战斗机击中。Me-262被严重击伤，他本人的膝盖也被击中。最后他依靠自己多年丰富的飞行经验才成功控制住飞机，并在一个德国机场降落，而此时这个机场正在遭到美国飞机的攻击，他从Me-262上跳上来之后，马上就被机场派出的一辆装甲车接到了防空掩体里，如果再迟一步的话他可能就被在机场上空扫射的
 美国战斗机打死了。

这就是加兰德的最后一次战斗行动，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德国战斗机部队指挥官曾经勇敢地挑战杜利特尔的轰炸机部队，但是失败了。最后作为精锐的JV-44型喷气式战斗机中队指挥官，他亲自与美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部队作战，但是也失败了。作为一名勇敢而有智慧的空军将领，他的战斗生涯就是这么灰暗的结束了。

吉米杜利特尔和他的第8航空队在最长的一周行动之后，完全掌握了欧洲大陆上空的制空权，并继续深入第三帝国的领空进行轰炸，而这些行动在最长的一周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成功的。杜利特尔之前的预见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的战略被证明是成功的，尽管遭到了加兰德的战斗机部队的顽强抵抗，但他的勇气和激情还是引导第8航空队战胜了德国空军。他指挥轰炸机部队轰炸了德国及其控制区的炼油厂；派出第8航空队攻击了德国的V型武器基地；为盟军代号为谋利者（Carpetbagger）的秘密敌后行动提供了空中支援；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行动提供了空中的战术支援；执挥第8航空队执行了往返于英国和苏联之间代号为疯狂（Frantic）的穿梭轰炸行动；支援盟军地面部队在突出部战斗中击败了反攻的德军；在与加兰德指挥的精锐喷气式战斗机的战斗中再次取得了胜利。

1945年4月，第8航空队完成所有交给它的任务，同月16日，斯帕茨将军从他位于法国兰斯的指挥部里给杜利特尔发出了如下一封电报：

由美国战略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发动的这场战略空战对地面部队的帮助是巨大的，而且很明显我们部队也赢得了这场战争。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战略空军将与战术空军一起配合地面部队的作战。

战略空军在之前的战略空战中的表现深得表扬，现在在加入战术空战之后，他们并不会减少打击目标的精确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最终目的彻底打败纳粹德国。

以上是今天下达的第2号命令，这道命令将在今晚22点发布。

战略空战结束了！杜利特尔和他的第8航空队打垮了加兰德的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它们之前的战争最高潮就发生在1944年2月的最长的一周行动中。

关于最长的一周行动所取得的成功，最有力的证词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前向地面部队发表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如果你们看到天上有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肯定是我们的。


确实，那些飞机都是我们的！









［1］

 当时由他管理德国的飞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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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第452大队的B-17在德国上空。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高射炮弹幕。轰炸机飞行员常说：即使如此密集的弹幕，你也必须在里面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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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大队的B-17从24000英尺高空飞越德国北部，如此密集的队型可以让轰炸机相互支援，但同时也是德国高射炮极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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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从第452大队的一架B-17机头拍摄的。这个位置是投弹手的位置，他在不投弹时，要负责操纵机头的机枪。前方的白雾是空气凝结成的，俗称飞机云，是发动机尾气在高空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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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2大队的一架B-17侧窗近距离看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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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4大队的B-17穿越德国的高射炮火力网，如果轰炸机此时进行投弹的话，是无法躲避高射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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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6大队的B-24空袭在法国罗米伊（Romilly）的德国空军机场。这样的任务中使用的是碎片炸弹，它的弹片比用于轰炸工业设备的高爆炸弹的要小，这样的弹片可以将停在地面上的飞机破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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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1大队的一架B-17飞越柏林上空，可以在其右翼看到柏林的腾佩尔霍夫（templehoff）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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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8日，第3轰炸机师的200架B-17前往空袭德国奥博珀法芬霍芬（oberpfaffenhofen）的飞机制造厂。最近处的B-17隶属于第91轰炸机大队，它在这次任务中被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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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3架B-17正在空袭汉堡的炼油厂，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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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24日，第452大队的B-17在德国上空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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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1大队第852中队的B-24J和8架护航的战斗机，可以看到战斗机留下的长长的飞机云。注意这架B-24J的炸弹仓已经打开。这架飞机在后来的行动中被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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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0大队基地上堆积的炸弹，前方的是500磅炸弹，后方是1000磅高爆炸弹。引线和尾翼要到最后装上飞机时才被装上。背景处的第569中队的B-17后来在德国上空被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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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9大队的尾机枪手波立在1000磅的炸弹上用粉笔写下了送给希特勒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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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大队的一架B-17打开弹仓准备投弹，飞机上有两排弹架。注意机尾炮塔正在向攻击者开火，右机身、机腹炮塔、机头炮塔都朝向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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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9大队深入德国上空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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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投降前一天，第491大队第853中队在轰炸德国中部普劳恩（Plauen）的坦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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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燃烧弹跟随着高爆炸弹一起从轰炸机上落下，高爆炸弹将地面和建筑物炸开，而镁燃烧弹会将整个区域变成一片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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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第93大队的B-24在向柏林投下燃烧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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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大队的轰炸机将跟随领头的轰炸机投下炸弹。因为云朵和高射炮常常会挡住领头轰炸机，所以领头轰炸机特别使用了发烟炸弹（图片下坠的烟幕），以指引其他轰炸机投弹。图片中这些B-24在法国上空执行任务，注意正中那架B-24的1个发动机正冒出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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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特别目标有几尺厚的加固混凝土，高爆炸弹很难穿透。所以一种特制的火箭助推的炸弹被用来特别针对这些目标，这种炸弹绰号迪斯尼炸弹，被挂在机翼下，从20000英尺高空投下，在5000英尺时火箭引擎开始启动。只有从较高的高度投下，这种炸弹才会有作用。图片中一对这样的炸弹被投下位于荷兰艾默伊登（Ijmuiden）的E-Boat艇（一种快速水面攻击艇）的洞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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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投降后，德国人将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港口用来作为潜艇基地，并修建了坚固的洞库，这些洞库传统炸弹无法穿透。第8航空队虽然多次轰炸这些港口，但只摧毁了其周边设施。







 [image: img127a]




第93大队的B-24J是一架领头机（或称探路者Pathfinder））。其机腹上半部有H2S球型雷达，这种雷达可以在阴天这种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找到目标，并带领其他轰炸机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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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波洪（Bohlen）的人工合成汽油厂被轰炸中。德国人施放了烟幕来掩盖重要目标。尽管烟幕有不错的防御效果，但在领头机（探路者）的雷达下，其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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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大队的B-17与P-51。第8航空队称战斗机为小朋友，战斗机飞行员则称轰炸机为大朋友。战斗机提供护航，同时轰炸机为战斗机提供返回英国的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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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战斗机大队的P-47在准备起飞。







 [image: img129a]




第493大队的B-24准备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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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大队的B-17准备起飞，前方救护车和救援卡车时刻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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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架飞机几乎同时从英国东部起飞，所有的飞机都需要在空中组成中队或大队。图片这架隶属于第93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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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大队第67中队的B-24鲨鱼在英国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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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0大队第569中队的B-17起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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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大队的B-24在英国上空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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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底，战斗机部队迫切需要可抛弃式的副油箱来增加航程。早期使用的是笨拙的200加仑的副油箱，但这种副油箱在只有半箱油时会影响飞机的稳定性。直到1944年初，一次性可抛弃式的75加仑和108加仑的油箱才投入使用。图片中成堆的是108加仑的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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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次性可抛弃式的108加仑的油箱挂装在第357战斗机大队的P51上。当副油箱用尽后或遭遇敌机时可以随时抛弃副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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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轰炸法国境内德国机场的第303大队的早期型B-17，注意高射炮火的弹幕。早期任务中，轰炸机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盟军的战斗机由于航程短，只能中途接应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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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斗机很快发现B-17的机头防御很弱，这成了它的致命之处。所以后来B-17的机头被加装了50mm机关炮，如图所示。图片中这架B-17F隶属第381大队第535中队，它在1943年12月1日在德国上空被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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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8大队的B-17G，机头上的炸弹标志显示它是一个参加过多次战斗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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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型B-17G从工厂直接飞到部队，飞行员们称这些没有涂上军绿色的B-17或B-24为裸体。图片这架飞机编号为43-37520，隶属第388大队560中队，在1944年9月28日被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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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平坦的机头侧面为机头的涂鸦艺术家门提供了极佳的画布。图片这架隶属第392大队第577中队，它在1944年11月16日在英国迫降时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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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6大队的B-24在空袭德国的路德维希港的化学工厂。1944年7月31日，第2航空师在此次任务中损失了6架飞机。注意高射炮火穿越了云层。轰炸机避开目标区的高射炮火是可以的，但在打开弹仓后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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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最佳的防空武器88mm高炮。这些炮被布置在大西洋防线和重要目标周围。此外还有更大口径的105、128mm高炮。图片的圆圈表示击落的盟军飞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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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高射炮被装在火车上，这样可以让盟军的情报人员捕捉不到它们的位置。这些大口径的高射炮炮弹在空中爆炸后可以摧毁30码之内的目标，其碎片可以损伤200码之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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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高射炮配合的是雷达、探照灯、声音定位仪（如图所示），它们能预先确定轰炸机的飞行线路，接下来高射炮将在这些线路上射出密集的弹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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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低空飞行的飞机，德国人还布置了数千门20至37mm的机关炮。图中是装在屋顶上的四联机关炮。这些机关炮可以每分钟发射500发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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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是一座用于警戒机场的防空塔。此时正被一架P-47扫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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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109战斗机，装有机关炮和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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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190是德国空军最好的单引擎战斗机。它可以匹配最好的盟军战斗机。1944年它全面超越了BF-109，该机的机枪和机关炮是盟军轰炸机的极大威胁，并且在高空有极好的机动性。







 [image: img142a]




BF-110最初是作为远程护航战斗机用的，但被英国的单引擎战斗机超越。从而转变成了地面攻击机和夜间战斗机。它同时也用来对付没有护航的美国轰炸机，该机的后期型拥有4门20mm或30mm机关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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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8航空队开始把德国空军作为攻击的目标后，德国的机场变得不再安全。图片这些FW-190被隐藏在森林中，被盖有伪装网。注意两个机翼下的副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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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160火箭推动战斗机，在高空机动性极佳，但续航能力很短。绰号彗星的它飞行时有600英里／小时，但其燃油只能维持数分钟的飞行。德国总共生产了370架这样的飞机，但没对阻止盟军的轰炸发挥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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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Me-262。时速540英里／小时，超过当时盟军任何战斗机。但在着陆时仍被盟军击落几架。1944年中投入实战，如果希特勒没有干预其生产的话，它会对德国的防空产生极大的作用。因为希特勒坚持要将它作为轰炸机或对地攻击机，反而没对德国的防空产生任何影响。战斗中共生产了1400架Me-262。







 [image: img144a]




尽管遭到了盟军的轰炸，德国的飞机的制造量还是在1944年底达到了最高峰。图片中是Me-110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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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Me-110继承者的Me-410。最初被作为夜间战斗机，同时用来攻击没有护航的第8航空队轰炸机。它装有数门机关炮和机枪，1944年还装上了火箭，这样它可以飞行在轰炸机50mm机关枪的射程之外向轰炸机群发射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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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Me-410飞速穿越第388大队的轰炸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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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美军对施魏因富特的空袭中，一架德国Me-410从后部对美国第100大队的B-17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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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5大队第701中队的一架B-24被击落并被德国空军人员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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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31日，第92大队第407大队的一架B-17F在法国波尔多地区被击落。机上4人被俘，其他人成功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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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空军的轰炸机杀手乔治彼得，他击落了36架B-24和B-17。他最擅长的是以600英里／小时的速度迎头攻击这些轰炸机，以减少被轰炸机群防御火力击伤的几率。他自己也被击落或迫降了17次，其中有9次是被第8航空队防御火力所致。他的主要坐机是FW-190，战争后期成为Me-262驾驶员。在整个战斗中，他共击落78架飞机，并且幸存到了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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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空军的轰炸机杀手古斯塔夫罗德尔。他特别擅长击落B-17和B-24，共击落这样的轰炸机12架。在西线他有98个空战战果。整个战争过程中他参加了1000次战斗任务并且幸存到了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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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5日，一架Me-262在低空被击中。这张照片是由第55战斗机大队的照相枪所拍摄。






[image: img148b]




杜立特尔指挥第8航空队不管是从空中还是从地面上都要找到并摧毁德国空军。照片上显示的是由照相枪所拍摄的机枪手使用飞机上的50mm机关炮攻击地面上的Me-110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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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第三次昼间轰炸时，第8航空队逐步改良其编队方式。在一次由12架B-17组成的编队对荷兰鹿特丹的攻击中，遭到了FW-190的攻击。这几张照片显示的是第97大队的绰号为南方人的B-17遭攻击返航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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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飞机在德国上空被击伤后，没能飞回英国，而是飞向了中立国瑞士。在1943年6月9日对斯图加特的空袭后，第200轰炸机大队的这架B-17FRaunchy在康士坦茨湖迫降。照片上显示的是数月后，飞机被打捞起来的情景。机上人员除了机尾机枪手之外，都成功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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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0日，在轰炸施魏因富特的行动中，约60架B-17被击落。照片显示德国士兵在试图从一架B-17的残骸中找到什么东西。这架B-17是F型，隶属于第306轰炸机大队，该大队在此行动中派出了23架B-17，最后损失了1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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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4日，在轰炸施魏因富特的行动中，一架隶属于305轰炸机大队的B-17F严重受损，两名机组人员跳伞逃生，但受伤的飞行员成功将飞机迫降在瑞士，机上剩余人员被瑞士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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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瑞士医院接受治疗的美国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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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隶属于第303轰炸机大队的B-17F在1942年12月12日轰炸法国鲁昂的行动中受伤后迫降于德国占领区，机上的飞行员被俘，但其他几名成员在法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成功返回英国。这架B-17F由于受损较小，在修理后，被涂上德国空军标志并进行了测试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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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20日，第8航空队的1600架轰炸机空袭了从加莱到波兰的一系列目标，过程中损失了多架轰炸机，其中就包括图中这架原隶属于第389轰炸机大队的B-24H，它迫降后，机上人员被俘，随后飞机被德国空军修复并进行试飞。







 [image: img153a]




图片中这架原隶属于第355战斗机大队的P-47D，在轰炸法国一处目标时被高射炮击伤，后迫降，德国人用伪装网对该飞机进行了伪装。






[image: img153b]




这架飞行堡垒在德国占领区内被击落后，被解体，并用卡车运走。德国人设法搞到了第8航空队每一种型号的飞机，并进行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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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轰炸机大队的这架B-17G的炸弹舱被高射炮击中，并在机身右侧撕开了一个口子，致使飞机翻滚下降，尽管损失了一个发动机，但飞行员还是努力控制住了飞机上的大火，并设法飞回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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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在英国的机场上常见的一个场景：医护人员在照顾一个受伤的B-17机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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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损的轰炸机上有受伤的机组人员，同时又没有降落伞时。用机腹着陆是唯一安全的方法。照片上是第379轰炸机大队下属的第525中队的一架B-17G，在做了个漂亮的机腹着陆后，停在了机场上。这架飞机被修复后重新投入战斗，于1944年9月在德国上空被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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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8轰炸机大队的一架B-17返回英国后，在机场降落时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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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2轰炸机大队的一架B-24，在从法国加莱返回英国时被高射炮击中，并脱离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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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4中队的一架B-24在液压系统损坏后，临时用阻力伞来作为制动，最后成功地在第466轰炸机大队的机场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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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控制的领空执行任务是危险的。照片上显示的是在英国一处机场上，早晨起飞时，由于有雾，能见度很低，第92轰炸机大队发生了一起三机相撞的事故，21名机组人员死亡，另外数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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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这架第392轰炸机大队第579中队的B-24，编号为42-100117，在1944年3月18日被击落。当时第2轰炸机师由于种种原因中途折返，只剩第392轰炸机大队单独执行对德国费德沙芬的轰炸任务。在目标上空他们遭到了高射炮和60至75架德国战斗机的攻击，最后该大队共损失了14架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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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正在检查一架受损的P-38的机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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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战斗机大队一架受损的P-38，它的驾驶舱被高射炮击穿了一个洞，飞出的弹片离飞行员的头部相当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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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这架B-17F，编号为42-30334，绰号西洛可风，属于第8航空队下属的第79轰炸机大队，是最早到欧洲战场执行任务的（1942年）一批轰炸机之一，之后随该大队调到了北非，在地中海执行任务。在一次大修后转交给了在英国的第390大队。1944年1月29日，该机在德国上空执行任务时被击落，坠落在康士坦茨湖，机上人员全部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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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机飞行员在起飞时也有风险，照片上的这名飞行员是第78战斗机大队第83中队的阿尔奇丹尼尔斯，他就是由于在起飞时坠落，撞到了机上的燃油管而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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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腹着陆是受损的轰炸机常用的落地方法。但是要想顺利着陆，先要将机腹下突出的球型炮塔收回或抛弃。图片中第381轰炸机大队的一架B-17，绰号卡罗琳娜公主，由于液压系统故障，机腹下球型炮塔没能收回。另一架B-17马上起飞，该飞机装有特殊的工具，它飞到卡罗琳娜公主号上方，然后下降，并放下绳索将特殊工具放到卡罗琳娜公主的侧面舷窗旁边，机上人员伸出来，取下工具，才成功利用该工具将炮塔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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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战斗机大队第334中队的杜安班森上尉，是拥有17个战果的王牌。1944年3月，他的P-51被德国的高射炮击中机尾，他努力将飞机飞回了英国。第几天后，他在柏林上空被击伤，迫降后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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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8轰炸机中队的一架B-24是，绰号酒鬼，在1944年轰炸德国的炼油厂时被击落，机上人员部分被身亡，部分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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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6轰炸机大队的绰号仓鼠的B-24H，用剩下可用的两个发动机回来了英国，并在机场迫降，机上人员全部成功逃生，随后该飞机被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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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9轰炸机大队的机组人员在检查一架B-17被高射炮击穿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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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7轰炸机大队第791中队的B-24在轰炸德国不伦瑞克时，被德国战斗机击伤，后脱离编队，但最终设法飞回了英国。只是该机降落时，发生了右倾。在降落前飞行员由于担心降落失败，已经命令其他人员先行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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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第379大队的B-17的机头被德国88mm高射炮撕开，机上投弹手受伤，飞行员成功将飞机飞回英国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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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29日，这架第493轰炸机大队的B-24H被德国高射炮直接命中并坠落，照片是在该轰炸机坠落前几秒所拍摄的，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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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轰炸机大队的350中队的这架B-17G在轰炸慕尼黑被击伤，后迫降在瑞士，迫降时撞上了瑞士的电力机车的电线，并引起大火。但机上人员全部成功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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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16日，第492轰炸机大队的一架B-24，编号44-40068，在通过德国人的高射炮区，该飞机于1945年2月17日被击落，当时它专隶属于第467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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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轰炸机大队第323中队编号42-39975的机组人员合影。该飞机于1944年5月30日在比利时上空被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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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第466轰炸机大队第786中队的B-24在轰炸加莱地区时被高射炮击伤，飞行员返回后作了紧急迫降，机上的无线电员身亡，另两人受伤。注意机头下方的前轮在降落时脱落。根据驾驶舱下方的标记，这架B-24共执行了25次任务，击落了6架德国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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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8日第91轰炸机大队第322中队的B-17G，编号为42-31367，正在轰炸德国滚珠轴承制造厂，该飞机于同年8月在法国卡昂上空被击落，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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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第91轰炸机大队第324中队的B-17G受损后成功返回英国并迫降成功。后来它被修复并重返战场。在1944年8月16日，该飞机被击落，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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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7战斗机大队第362中队P-51的飞行员布朗在骄傲地展示他的战果：两架德国战斗机。该飞机在1944年9月13日被德国战斗机击落，布朗本人跳伞后降落在瑞士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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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7大队的P-51，绰号德克萨斯游侠，它在1944年9月28日被击落，飞行员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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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2日，第8航空队上千架轰炸机空袭德国境内目标。第3航空师集中轰炸位于梅泽堡的炼油厂，期间共有40架B-17和B-24被德国的高射炮和战斗机击落。照片显示第486轰炸机大队第834中队的B-17刚刚坠落时的情景，可以看到飞机残骸伴随着一大串火苗，机上无人身还。当时该机被直接命中，机上有些人员当场身亡，有些被爆炸的气浪冲出飞机，但没有降落伞在身上。而那些被困于机内的人，只能随飞机一起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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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轰炸机大队第322中队的机组人员合影，该飞机在1944年11月2日在德国梅泽堡上空被击落，人员全部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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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轰炸科隆的过程中，从飞行位置较高的中队投下的炸弹砸中了这架B-17G，一枚砸进了驾驶舱，两枚击中了机头，导航员身亡。最后该飞机挣扎着飞回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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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26日第853中队的一架B24J被德国防空火力击落，这架飞机是该中队隶属的第491轰炸机大队的损失的15架B-24中的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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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30日第8航空队出动了1200架轰炸机空袭德国的炼油厂，德国的高射炮和战斗机共击落了28架B-17轰炸机。就包括图中这架第487大队的轰炸机，它最后被击中了油箱，全部机组人员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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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航空师空袭德国的波氏时穿过高射炮产生的一片火力网。这些看上去无害的烟幕弹其实是成片的弹雨，最近的炮弹爆炸生产的冲击波将影响飞机的发动机，此照片是从一架B-17的侧机舱位置拍摄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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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11日，第95大队的一架B-17G在轰炸德国北部后返航中。注意德国空军对该飞机机翼造成的损伤。后机枪手仍然在与敌机作战。该机在11月轰炸梅泽堡时被击落，机上5人身亡，4人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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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13日，第96大队第339中队的一架B-17G在空袭完奥格斯堡后，由于损伤迫降在瑞士。瑞士空军后来修复了这架飞机，并注涂上本国的标志进行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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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国瑞士得到了几架由于战损而迫降在本国的B-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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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9日，第8航空军派出超过10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空袭德国。这架隶属于第379大队的B-17被高射炮击中第3号发动机并起火，飞行员通过俯冲扑灭了火，并将飞机回飞了英国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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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3日在空袭柏林时，这架第457大队的B-17G遭到Me-262的攻击，多处受损，但最终还是飞回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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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大队的这架B-17看来运气很好，照片上机组人员正在查看飞机受损的部分。它在1945年2月19日的轰炸炼油厂的德国中成功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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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18日超过1100架轰炸机空袭了柏林。尽管这时距离战争结束只有两个月了，但德国人的战斗意志仍然很强。共有13架轰炸机被击落，15架严重受损，超过700架轻伤，另外6架护航的战斗机被击落。图片这架第401大队的B-17尽管被高射炮击伤了左翼，但还是飞回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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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战争结束只有一个月时，德国人的抵抗仍很强，这架第91大队的B-17在柏林上空被高射炮击中并解体，部分成员成功逃生成为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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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袭德国基尔时，第34大队的轰炸机遭遇强烈抵抗，35架轰炸机中有15架严重受伤，几乎每一架都被击中。照片中这架返航时，机组人员有5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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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4日，第2航空师在德国西北部遭到第Me-262的攻击，这一架第8航空军派出了1000架轰炸机和800架战斗机到德国上空。







 [image: img179]




德国投降后，从空中拍摄的梅泽堡的炼油厂，可见该厂设备已在空袭中被完全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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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过后的梅泽堡的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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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前后的汉诺威合成油厂。上图是侦察机拍摄的，可以看到大片的生产设施。1944年9月，经历多次轰炸后，这个地区基本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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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的科隆，可以看到被摧毁的铁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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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过后的一处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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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莱茵地区被轰炸过后的人工汽油生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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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空袭后的路德维希港的化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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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空军被从空中和地面不断地攻击。照片中，这架FW-190携带有副油箱，它被第353战斗机大队第352中队的P-47周中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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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4战斗机的战斗机大队击中了一架FW-190，可以看到飞行员跳伞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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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战斗机大队一架P-47在攻击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的一处防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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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战斗机大队第84中队的P-47在攻击法国一处德国空军的机场，可以看到一架双引擎的POTEZ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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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9日，在为第1航空师的B-17护航时，第20战斗机大队的战斗机攻击了机场上的德国飞机，他们击中了34架德国飞机，而自己的P-51无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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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0日，战争结束前不到1个月，第55战斗机大队光临了这个满是弹坑的机场，机场上飞机都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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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不幸的飞机：一架Ju-52在德国一处机场着陆时，被攻击并坠落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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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2战斗机大队的弗雷迪正在扫射德国一处机场上的He-177，弗雷迪后来在空战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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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特尔美国最杰出的飞行员，他于1942年领导了对日本东京的空袭，并指挥第8航空队从1944年1月到1945年5月8日欧洲战争结束。随后将该航空队指挥部转移到日本冲绳，准备继续对日本的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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